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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伟大 的 祖国 ， 正 象 早晨 的 太阳 ， 红 光 四 射 ， 向 着 自 
ee ee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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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OTR, 
上 层 建筑 方面 ， 也 必然 有 所 友 陕 ) 六 此 ， 在 经 济 大 发 展 ， 和 社 
会 大 变革 的 同时 ， 社 会 主义 的 文学 内 术 事 业 ， 也 随 着 繁荣 起 
Ko MRK, RIP WBA 
PRA O AIA, A AMAR POT Ph BES ep 
反映 了 这 新 时 代 的 精神 风 狐 和 租 国 的 巨大 变化 ， 发 挥 了 它 
有 的 促进 作用 。 | 

我 们 吉林 省 的 文学 创作 ， 也 基本 上 是 沿 着 这 条 道路 走 过 
来 的 。 十 年 来 ， 它 生动 形象 地 训 载 了 全 省 人 民 所 组 历 的 历史 
风暴 ， 描 给 了 令 天 幸 夭 生活 的 图 有 最， 歌 球 了 在 这 块 土地 上 生 
长 超 来 的 各 种 新 型 人 物 ， 以 及 他 们 建设 祖国 的 奋勇 劳动 。 从 
根本 上 襄 ， 我 们 的 文学 作品 ， 起 了 反映 现实 的 作用 ， 也 起 了 
战斗 武器 的 作用 。 当 然 ， 我 们 行走 在 这 条 道路 上 ， 提 不 是 在 
坦 无 阻 的 ， 也 鲁 打 了 不 少 政治 思想 与 艺术 思想 的 交锋 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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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无 七 年 ， 我 们 和 公国 其 他 地 方 一 样 ， 粉 碎 了 右派 分 子 向 文 
艺 阵地 的 进攻 ， 击 汗 了 各 色 各 样 的 资产 阶级 文艺 思想 的 侵 
袭 。 在 斗 委 中 . 各 种 不 健康 的 倾向 ， 也 得 到 了 批 利 教 育 。 特 
刘 是 经 过 到 风 以 后 ， 我 们 获得 了 新 的 思想 力量 和 艺术 力 量 。 
As EAT: EGER LY RNS. 
SPREE PV REAL, BPE KAR “ 丰 收 
Se", se Mob -te sek RANGE. AACR 
十 七 篇 短篇 小 就 ， 虽 然 从 思想 深度 与 艺术 技巧 方面 来 看 ， 都 
不 是 尽善尽美 的 ， 但 它 上 们 都 有 一 些 共同 的 优点 。 首先 我 们 感 
到 这 些 作品 都 是 从 肥沃 的 生活 土壤 里 生长 超 来 的 ， 都 带 有 强 
烈 的 时 代 色彩 。 选 集 里 的 大 部 分 作品 , 都 是 反映 大 跃进 以 来 的 
现实 生活 的 。 SUMP AIRE 5 只 是 生活 中 的 小 片断 ,小 画面 ， 
AIDA Ai EEE 在 其 中 的 不 少 作品 
里 ， 都 站 立 着 热情 奔放 站 萄 的 英雄 人 物 和 英雄 群体 。 
“yes tetic” RTE Rs 居 管 在 人 划 上 还 很 不 足 ， 但 作 
品 里 却 跳动 着 气势 磅 本 的 感 精 二 各 个 的 农村 生活 沸腾 起 来， 
怎 能 不 跳出 生活 的 常规 呢 ? 大 跃进 的 浪潮 ， 冲 击 了 每 个 角 
落 , “十 专家 ”里 的 老农 刘 仁 ， ARS, BPO eA 
机 。“ 开 头 ” 里 的 老头 们 成 立 了 文化 学 习 班 。“-- 根 铁 筋 ” 里 的 
志 强 把 爸爸 遗 痊 他 的 一 根 别 有 意义 的 铁 筋 , 献 给 社 办 工业 。 作 
ee 刨 养 只 、 公 共 食 党 里 的 炊 
这 些 新 生 事物 的 出 现 和 发 展 。 因 
此 ， te 
跃进 的 芳香 气息 ， 听 到 了 祖国 胜利 前 进 的 大 合唱 。 这 是 我 们 
总 的 感觉 ， 不 是 估计 过 高 吧 ， 
eit 2 ae. 














“Pade at EXT HE Ea AY A eB 
“无 鼠 区 的 早晨 ”是 一 篇 激动 人 心 的 作品 ， 它 所 触及 的 
思想 内 容 ， 有 深刻 的 社会 意义 。 在 姚 大 娘 的 身上 深 深 的 钱 鹿 
着 新 旧 社 会 变化 的 烙印 ， 标 志 着 时 代 的 转变 。 作 品 生 动 地 回 
我 们 者 明了 人 物 的 沼 运 和 有 历史 的 售 运 有 着 茶 密 的 联系 。 在 
敌 伪 和 统治 的 黑 肛 年 代 里 ， 姚 大 娘 的 一 家 ， 能 有 什么 出 路 呢 ? 
姚 大 奶 抗 击 了 王 旭 皮 的 调戏 以 后 ， 为 了 向 避 更 大 的 灾难 ， 
不 得 不 挑 着 小 筷 ， 领 着 大 孩 ， 逃 到 矿山 。 讨 知 这 是 出 了 狐 窜 
进 了 虎口 ， 在 日 本 鬼子 手 里 的 矿山 ， 连 点 位 往 的 影 儿 也 没有 
RAUL. WECM ae PERCE TS oR Aa, Se TE GE th oy) 
re “FE KL SAME BRA, JH aa a MAT ane 
(MOE Ad — AN, — INR 
SHUM BAIS?’ 
a, MIRA ali 
ee 
Me 5 
Ro HMR, PERAK, i, ce Pet (rl, 
0 岂 的 慈 剧 命运 。 直 到 共产 党 来 ， 和 社会 完全 亦 
Ss WLR BCT , 她 也 彻底 翻身 re 
题 是 ， 那 吃 人 的 老鼠 阶 家 被 推翻 了 ， 历 史 揭 开 了 新 的 一 页 ， 
姚 大 女 才 贯 正 续 束 了 她 的 悲剧 命运 。 新 计 会 的 幸 钼 后 活 ， 不 
但 养 好 了 她 的 伤 ， 还 或 舞 她 不 断 前 进 。 我 上 前 方 不 行 ， 下 二 
控 煤 不 行 ， 在 家 打 几 个 耗子 还 不 行 咀 ?” 姚 大 嫂 一 -年 抓 了 一 千 
六 下 多 只 耗子 ， 这 干劲 ， 这 积极 性 从 哪 来 的 ? 能 说 只 是 “ 
Be” Te, 当然 不 能 。 和 社会 的 变化 ， 笃 往 的 生活 ， 阶 航 仇 









恨 ， 党 的 恩情 ， 是 姚 大 娘 干劲 的 源泉 。 作 者 通过 这 些 ， 揭 开 
了 姚 大 娘 捕 息 奇迹 的 秘密 ， 使 作品 产生 了 深刻 的 思想 力量 。 

“于 改 秀 ” 这 个 光辉 的 妇女 形象 ， 也 痊 人 以 深刻 的 影 
响 。 作 者 通过 于 改 秀和 刘 国 粹 夫妇 关系 及 敌我 关系 的 简 廊 ， 
展开 了 故事 。 旧 社会 ， 旧 关系 ， 使 于 改 秀和 刘 国 粹 精 了 不 幸 
的 婚姻 。 可 是 ， 两 人 长 大 成 人 以 后 ， 在 政治 上 就 分 道 揭 鱼 ， 
各 奔 前 程 了 。 刘 国粹 参加 了 间 鲍 山 的 顽固 军 ， 当 了 特务 ， 于 
Ke, 解放 后 参加 村 里 工作 ， 成 了 青年 团员 。 一 九 四 九 年 
春 ， 刘 国粹 回 到 家 来 ， 秘 密 地 干 着 特务 活动 ， 而 于 改 秀 却 积 
极 的 进行 革命 工作 。 由 于 政治 上 分 野 ， 所 构成 的 分 歧 是 难以 
乱 作 的 。 刘 国 粒 不 断 地 下 备 ， 于 改 秀 不 住地 警惕 ， 币 高 和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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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HARA RES. ppteatsancle 
床 生 活 ;…… 可 是 敌我 关系 ， 却 象 一 座 大 山 ， 把 所 有 这 些 都 
隔断 了 。 因 此 ， 于 改 秀 把 窝藏 在 家 的 敌人 ， 适 去 法 办 ， 训 不 
突然 。 她 对 敌人 的 恨 ， 对 阶 极 的 爱 ， 压 倒 了 一 切 。 使 她 在 这 
紧要 关头 ， 表 现 了 高 度 的 阶级 赏 悟 和 可 贵 的 精神 品质 。 对 苯 
者 有 很 大 的 教育 意义 。 

“ 品 青 柏 ” 是 一 -篇 以 抗美援朝 为 背景 的 优秀 作品 ， 它 一 
开始 就 紧 紧 的 抓 佳 了 读者 。 作 者 生动 地 向 我 们 介绍 了 一 个 壮 
FARK, BY, BT, LBB. Be. 
爽快 、 乐 观 ， 这 个 英雄 形象 ， 强 烈 地 打动 了 我 们 ， 引 起 了 我 


们 的 激情 。 那 是 一 次 在 敌 机 杜 炸 我 们 交通 要 道 的 时 候 ， 作 为 
防空 只 长 的 对 青 柏 ， 冒 着 车 炸 的 烟火 , 抱 着 油箱 , 跑 到 远 处 草 
地 , HK LiL, 点 起 火 来 , 假设 目标 , 情 移 了 敌人 视线 。 我 们 的 飞 
机 来 了 , 打 坏 了 敌 机 。 可 是 就 在 此 记 , 路 青 柏 辆 性 了 。 自 然 
AUDA A RELATOR, EMEA. BT OER”, 
在 我 们 眼前 内 出 了 黄 币 光 ,董存瑞 和 无 数 的 战斗 英雄 们 , 他 们 
的 形象 ， 他 们 的 事 述 使 我 们 感动 的 落 洞 , 他 们 的 斗 稚气 魄 , 输 
我 们 以 强大 的 精神 力量 。 赂 青 柏 不 只 是 一 个 战斗 英雄 , 更 是 一 
个 有 高 度 觉悟 的 无 产 阶 般 战 士 ， 共 产 党 员 。 这 篇 作品 的 表现 
方法 ， 也 很 有 独特 之 处 ， 情节 动人 心魄 ， 通过 “我 ”的 沁 
忆 ， 活 现 了 路 青 柏 的 全 部 面貌 。 “我 ”对 咯 青 柏 的 沉痛 的 追 
念 ， 深 深 地 感染 了 我 们 ， 脸 我 们 以 互 大 的 悲壮 的 美感 力量 ， 
我 们 很 久 不 能 平静 。 

看 了 CRIN", MPMI TER, RIL 
来 。 他 是 那样 的 可 亲 可 爱 。 作 者 不 但 描写 了 他 在 修 路 大 队 里 
的 辛勤 劳动 ， 还 用 精巧 的 情节 ， 表 露 了 他 那 善良 高 贵 的 灵 吏 
和 丰富 多 智 的 头脑 。 他 怕 夜 间 同 志 们 出 去 凉 着 ， 怕 看 不 见 亮 
播 着 ， 把 大 友和 电 简 挂 在 帐 机 门口 。 在 劳动 中 ， 他 也 很 能 找 
岩 门 、 想 办 法 。 这 篇 作品 的 特点 ， 是 人 物 突出 。 老 吴 用 很 有 
性 格 特征 。 作 者 勾画 了 一 个 鲜明 的 老农 形象 ， 表 现 了 作者 已 
摸 到 了 一 些 塑 造 人 物 的 方法 。 自 然 ， 老 吴 用 ， 从 思想 成 长 上 
看 ， 还 只 不 过 是 个 普通 的 农民 , 但 我 们 相信 , CET AT BI 
里 ， 他 会 不 断 的 升 高 。 

“开头 ”、“ 土 专家 ”、“ 加 分 电话 ”, 向 我 们 揭 开 了 另 些 生 
活 画 面 ， 内 炬 着 老年 一 辈 所 放射 的 光彩 。“ 老 先生 ”"、“ 老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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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老 刚强 ”、“ 老 积极 ”, 个 个 带 着 欢笑 ， 站 在 我 们 面前 。 
车 是 ， 在 大 跃进 的 年 代 里 ， 老 人 们 都 年 青 了 ， 他 们 和 青年 一 
样 ， 充 满 了 活力 。“ 开 头 ” 里 的 乌 养 具 杜 和 爷爷， 为 了 懂得 饲养 
知识 ， 积 极 的 学 文化 。 他 认为 “不 学 文化 ， 眼 看 包养 员 就 当 
不 成 了 ”。 翻 身后 的 生活 ， 长 了 他 的 志气 。“ 咱 大 老 粗 ， 襄 搬 山 
出 倒 ， 谢 卉 河 河 干 ， 几 个 黑道 道 ， 还 摆弄 不 了 它 ?” 他 自己 学 
了 文化 ， 还 帮助 老伴 学 , 帮助 朋友 们 学 , 杜 爷 爷 当 了 老头 班 的 
班长 。 老 哥 儿 们 呼 来 唤 去 , 这 个 学 , 那个 认 。 现 在 , 我 们 要 间 ， 
为 什么 他 们 没有 “ 土 埋 秆 截 ” 的 感觉 ， 而 是 越 老 越 有 劲 ? 翻 
开 中 外 历史 看 一 看 ， 这 样 的 事情 有 多 少 ? 固然 ， 这 是 他 们 的 
自觉 要 求 ， 是 文化 革命 高 潮 里 的 一 股 浪花 ， 但 作品 里 的 主题 
思想 ， 着 没有 在 这 里 停止 发 展 ， 应 当 肯 定 ， 这 种 现象 带 有 时 
代 烙 印 。“ 加 急电 话 ”- 一 开始 ， 就 给 和 以 新 显 的 感 党 。 保 译员 
王 大娘 ， 中 生 没 人 欠 打 过 电话 ， 现 在 不 但 来 了 电话 ， 还 是 加 
急 的 。 故 事 里 的 一 对 老夫 妻 ， 一 个 是 “ 老 刚强 ” 一 个 是 “ 老 
积极 ?。 为 了 给 社 里 解决 播种 机 的 问题 ， 一 个 连夜 迭 去 ， 一 个 
打 加 急电 话 。 老 两 口 等 进步 ， 赶 先进 ， 斑 也 不 愿 落后 一 步 。 
更 可 喜 的 是 ， 有 成 千 上 万 这 样 的 老年 人 ， 他 们 为 祖国 的 建设 
AVM OWE, IMDS | 

“ 金 丹 ”和 “ 宕 自 两 个 鄂伦春 人 的 身 旁 ” 是 两 篇 反映 少 
数 民族 生活 的 作品 。 在 “ 寄 自 两 个 鄂伦春 人 的 身 旁 ” 里 ， 作 
SU MRAMHEA, HOT REA Bik, Jet, 善 
良 、 欢 快 、 忠 实 、 守 信 的 品质 。 全 篇 散发 着 浓厚 的 生活 气 
息 ， 很 有 主意 ， 对 山林 野地 的 描写 ， 也 幽 美 动人 ， 富 有 抒情 
味道 。 | 
a? 6 es 


“ 炼 钢 工人 的 女儿 ”是 一 篇 描写 工人 生活 的 小 说 。 虽 
然 这 篇 小 说 的 故事 情节 还 嫌 平 淡 简 单一 些 ， 作 品 的 思想 ， 却 
很 感人。 钢铁 姑娘 王 亚 琴 的 生活 深 处 ， 燃 烧 着 复仇 的 火焰 。 
时 光 流 水 并 没有 冲淡 她 儿 时 的 记忆 。 现 在， 她 懂 得 报仇 雪 
恨 ， 懂 得 爱 什么 ， 恨 什么 ， 把 做 惧 变 成 了 前 进 的 力量 。 

“自由 种 的 眼泪 ”, 以 另 种 题材 ， 引 起 了 我 们 的 注意 。 文 
中 生动 地 拨 开 了 美 帝 国 主义 自由 、 民 主 的 虚伪 的 烟幕 。 这 篇 
作品 ， 同 样 有 强烈 的 战斗 色彩 。 获 起 来 也 很 有 教 丛 。 

在 选集 的 舌 先 中， 我 们 有 这 样 一 些 休会， 尽管 这 十 七 篇 
作品 在 思想 和 艺术 上 都 还 不 够 成 熟 ， 但 却 反映 了 我 省 文学 创 
作 在 为 政治 服务 上 所 作 的 努力 。 这 些 作者 们 抓 住 了 现实 题 
材 ， 做 了 迅速 地 反映 。 这 是 完全 正确 的 。 我 们 应 当 坚 持 这 条 
方针 。 但 在 这 个 问题 上 ， 我 们 文艺 工作 者 的 看 法 ， 并 不 是 完 
全 一 致 。 近 来 却 有 人 蟹 为 反映 现实 的 作品 ， 质 量 都 低 ， 要 
快 ， 就 写 不 出 好 东西 来 ， 配 合 运 动 ， 就 创造 不 出 动人 的 形象 
来 。 显 然 这 种 看 法 是 不 对 的 。 艺 术 生 产 , 强调 质量 是 对 的 , 但 
把 不 能 在 慢 腾 爱 中 去 求 质 量 ， 把 不 能 离开 现实 去 求 盾 量 。 其 
次 ， 在 舌 选 中 ， 对 作品 的 思想 性 和 艺术 性 的 问题 上 ， 我 们 也 
有 一 些 体会 。 选集 里 ， 有 一 些 作品 从 艺术 表现 上 看 ， 确 实 
差 一 些 ， 但 是 ， 我 们 从 它 及 时 反映 现实 生活 ， 歌 颈 大 跃进 
来 看 ， 党 得 很 有 可 取 之 处 。 我 们 认为 ， 不 能 离开 作品 的 思想 
内 容 ， 孤 立 的 要 求 技巧 。 艺 术 技巧 和 作者 的 思想 及 生活 有 密 
切 的 联系 。 有 些 技巧 差 的 作品 ， 不 光 是 艺术 修养 问题 ，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是 对 生活 的 理解 不 深 的 问题 。 强 调 艺 术 的 美感 作 
用 ， 是 应 当 的 ， 但 美感 并 不 是 目的 ， 目 的 ， 还 是 教育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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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有 些 人 孤立 片面 的 强调 艺术 技巧 ， 这 是 一 种 不 正常 的 现 
象 。 选 集中 ， 不 少 作者 运用 了 小 小 襄 的 形式 ， 有 效 地 反映 了 
现实 生活 。 小 小 襄 确 是 一 支 轻便 的 武器 。 它 的 好 处 是 ， 反 映 
生活 快 ， 配 合 运 动 及 时 ， 有 强烈 的 战斗 性 ， 初 学 作者 义 容易 
掌握 。 选 集中 的 “人 金 凤 "“ 老 匡 用 "、“ 加 惫 电话"、“ 一 根 铁 
筋 ”都 是 小 小 襄 的 形式 。 短 短 的 篇 幅 却 包括 着 丰富 的 思想 内 
容 。 如 在 “ 金 凤 ”里 ， 作 者 把 一 个 人 在 漫长 生活 里 所 发 生 的 
变化 ， 痛 苦 和 喜 愉 的 变化 ， 自 觉 与 不 自觉 的 变化 ， 压 烙 在 不 
到 二 千 字 的 篇 幅 里 ， 短 而 深 ， 这 是 很 好 的 。 我 们 希望 有 更 多 
的 作者 ， 拿 起 这 支 轻武器 为 反映 生活 、 促 进 生活 而 战斗 。 目 
前 就 应 多 写 些 反映 增产 节 穆 运动 、 反 映 人 民 公社 的 优越 性 及 
巨大 胜利 、 反 映 十 年 来 建设 成 就 的 作品 。 

对 选集 中 有 些 作品 的 缺点 ， 也 应 提出 。 概 括 起 来 ， 是 这 
样 儿 句 话 ， 生 活 缺 乏 矛盾 ， 人 物 没有 力量 ， 情 节 不 够 曲折 。 
生活 本 身 是 前 进 的 ， 它 充满 着 矛盾 ， 有 阶级 的 矛盾 ， 也 有 先 
进 和 落后 的 矛盾 。 人 们 在 这 些 矛 盾 中 斗 竺 着， 冲击 着 ， 总 是 
革命 的 战胜 反动 的 ， 先 进 的 带动 落后 的 ， 正 气压 倒 那 气 。 一 - 
切 事物 的 发 展 ， 和 人 的 思想 的 成 长 ， 都 有 矛盾 和 斗 等 ， 都 有 
曲折 复杂 的 过 程 。 可 是 在 选集 的 有 些 作品 里 ， 在 这 些 方面 显 
得 单薄 一 些 ， 肤 浅 一 些 。 有 些 思 想 问 题 来 的 很 突然 ， 解 决 的 
也 很 容易 ， 故 事 的 发 展 很 顺利 ， 缺 乏 过 程 ， 斗 竺 反映 的 不 尖 
铬 、 不 明显 。 英 雄 们 干 着 新 的 事情 ， 却 一 点 阻碍 也 碰 不 到 。 
这 反映 了 对 生活 本 质 挖 的 不 够 。 人 物 缺 乏力 量 , 主要 的 表现 是 
缺乏 内 心 描写 和 性 格 的 刻 划 。 人 是 有 共同 思想 的 , 但 又 有 千 差 
万 别 的 性 格 。 从 行动 上 看 他 们 都 是 积极 劳动 ， 热 情 地 对 待 生 
sn 


活 ， 但 在 他 们 内 心 深 处 ， 却 有 许多 不 同 复杂 因素 。 应 抓 住 这 
些 具体 的 特征 。 在 “ 老 吴 用 ”和 “路 青 柏 ”“ 于 改 秀 ” 里 , 看 出 
作者 是 注意 了 这 个 问题 。 当然 到 划 的 还 不 够 。“ 炼 钢 工 人 的 
女儿 ”开始 很 引 和 人 注意， 可 是 由 于 对 人 物 缺 乏 所 想 描 号 ， 则 
减低 了 作品 的 力量 。 使 人 有 “ 见 人 不 见 心 ”的 感觉 。 在 反映 
大 跃进 的 儿 篇 作品 里 ， 对 人 物 的 干劲 ， 反 映 的 很 够 ， 但 什么 
是 干劲 的 力量 源泉 ， 作 者 的 回答 还 不 合 人 完全 注意 。 情 三 问 
题 ， 是 艺术 手法 问题 ， 也 是 反映 生活 的 问题 。 情 节 过 于 平淡 
无 奇 , 高 潮 少 , 矛盾 少 , 气氛 不 够 , 即 影响 艺术 的 感染 力量 。 一 
根 铁 筋 ”也 是 很 有 意义 的 题材 ， 由 于 在 主要 情节 上 ， 没 有 更 
好 的 发 展 ， 使 人 有 关中 不 足 之 感 。 

选集 中 ， 反 映 工 人 生活 的 作品 少 些 。 是 由 于 几 年 来 我 们 
在 这 方面 写 的 少 。 这 和 当前 工业 战线 腾腾 日 上 的 情景 是 很 不 
相称 的 。 希 望 有 更 多 的 作者 、 业 余 作 者 ， 多 写 些 有 反映 工业 方 
E0FY TF 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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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她 是 一 个 生产 互助 租 的 小 姐 长 


张 玉 兰 ， 住 辛 邑 亡 ， 她 是 一 个 生产 互助 租 的 小 组 长 。 一 - 
天 晚上 ， 他 们 租 里 开会 , 大 伙 都 条 了 生产 计划 , 可 是 在 两 个 问 
题 上 有 了 备 论 ， 第 一 -是 孙 老 太太 ， 她 今年 太 十 四 啦 ， 不 能 下 
地 。 大 伙 访 她 给 同 院 人 家 看 孩子 , IS, 挫 鸡 蛋 。 她 嫌 评 分 少 
了 ， 褒 把 孩子 看 病 了 ,有 个 头 疫 脑 热 的 怎 办 ?又 襄 丢 了 鸡蛋， 
人 家 要 就 上 她 。 大 伙 好 说 歹 劝 ， 她 才干 了 。 可 是 她 又 提出 新 
的 问题 来 ; “老实 孩子 和 调皮 孩子 ， 可 不 能 一 样 分 数 ， 大 孩 小 
BK, LSA Ad Peo, AR RE APE, 
AB: “GAARA "ALAR CA SRR AO HLT ”经过 - 
—ARR, QUT WEAAMER BOBS wwe, 
BETWS, PHM BH. AKMAAR. = MCE. HB 
样 ， 有 和 孩子 人 家 太 便 宜 ， 没 孩子 人 家 太 了 吃亏 啦 ! ”“ 把 孩子 谈 
一 -别人 去 看 ， MBN, 我 看 ， HRA, HEH 
厂 上 村 李 三 媳 尖 着 嗓子 喊 起 来 “若是 组 里 不 出 钱 ， 我 情愿 在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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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孩子 ， 我 不 下 地 啦 ! ?本 来 ， 人 早 知道 李 三 嫂 是 个 “ 奸 体 外 
Be” As whee Fixe, MRA, AKT. Af 
人 襄 她 是 平均 主义 脑 乓 ， 有 人 说 她 尽 想 找 便宜 。 最 后 张 玉 兰 
襄 :“ 李 三 嫂 ， 咱 要 凭 理 办 事 ， 不 是 大 伙 都 有 孩子 ， 为 蛤 大 伙 
出 钱 呢 ? MRI ALE: ARPA, Aa HS.” 

MA, BHM A, BAK “iia”, 办 事 
不公， 是 “看 人 下 玉 碟 ”…… 

溃 二 天 ， 刚 吃 完 早 饭 ， 张 玉兰 就 舍 闭 小 芹 , SALE ER, 
想 把 上 昨 晚 开会 的 事 襄 襄 。 偏 赶 上 主席 到 西 上 蝶 开 会 去 了 ， 碰 上 
李 三 嫂 颌 着 她 的 二 虎 也 在 这 里 。 

一 会 ， 小 芹 和 二 上 处， 不 知 为 喻 ， 打 起 仗 来。 只 听 二 虎 


Su 


“你 管 呢 ， 我 乐意 !” 

“你 乐意 ! 乐意 不 吃 屁 ! ”小 芹 襄 。 

“Hee: 了 乃 尾 ， 朋 你 二 里 地 ! ” 

FERMENT BOR IR. SK ET “RAE”, 朝 小 
FaTa. ICR, TEL, BHAT. 

李 三 嫂 从 昨 晚 就 满心 是 气 ， 襄 张 玉 兰 的 孩子 大 了 ， 轻 于 
利 脚 的 , 能 过 刚强 , 就 不 管 有 孩子 人 的 难处 <… 碰 巧 两 家 孩子 
又 打 起 来 ， 她 把 二 虎 拉 到 窗外 ， 就 餐 头 盖 脑 的 打 起 来 啦 。 张 
兰 正 要 去 劝 劝 ， 却 听 她 破 口 大 轧 ; 

“我 看 那 红 眼 巴 睛 的 小 丫头 片子 , 就 不 是 个 好 物 ! OI 
种 还 偏 去 车 她 ! 你 能 惹 起 人 家 蚂 ? 人 家 和 侈 是 军人 ， 人 家 既是 


张 玉 涯 想到 门 外 ， 和 她 襄 襄 理 ， 别 拿 孩子 撤 气 呀 ! . 别 指 


SEGRE! 她 刚 迈 出 门 坎 , 主席 回来 了 。 他 满 脸 是 笑 襄 : “区 
上 拿 来 几 架 新 农具 ， 咀 刺 也 要 买 上 两 架 ! ”看 张 玉 兰 的 脸 痊 苗 
着 ， 他 正 要 天 清 原由 ， 窗 外 李 三 媳 又 器 起 来 啦 ; 

“KREBB, ALA, (RANE? RB aA, MAT 
KRBAN A VEL” 

主席 把 李 三 嫂 劝 了 了 回去， 又 过 来 劝 张 玉 兰 。 张 玉兰 襄 : 

“主席 ! GEM ie tals ATR ABE? 响 一 天 忙 
的 两 脚 不 沾 地 ， 不 是 为 大 伙 吗 ? 一 看 见 咱 ， 就 军属 长 军属 短 
的 吕 咱 呀 ! 当 了 军属 还 有 短处 啦 ??” 

主席 劝 她 守 天 。 襄 咱 心里 应 读 能 装 好 的 ， 也 能 装 坏 的 。 
过 几 天 ， 开 会 批评 李 三 嫂 ， 叫 她 打通 脑 瓜 。 


二 、 是 他 回来 了 吗 ? 


张 玉 兰 的 男人 赵 玉 成 参军 二 年 了 。 家 里 剩 下 她 和 小 芹 ， 
abt, HEAR IR AW /) ea: “SKIES BSR, AGE ye Hh 
Bi, WIP AH, MAR, KAAS A "Mig BX 0 
气 ， 就 自己 顶 上 男人 ， 参 加 互助 组 ， 种 了 一 击 牛 地 。 地 里 人 
看 她 生产 积极 ， 又 是 模范 军属 ， 就 选 她 当 了 生产 互助 组 长 。 
她 常 想 ， 男 人 参军 , 人 人 说 光荣 , 咱 在 家 就 要 好 好 生产 。 工 作 
是 作 理 办 事 ， 不 偏 这 ， 也 不 向 那 ,一 碗 水 往 平 端 , ULAR AB 
过 事 多 和 人 商量 ， 好 好 团 鱼 大 伙 ， 俗 语 襄 的 好 ; “| 山高 迹 不 了 
太阳 ， 水 大 淹 不 了 船 。 ” 咱 不 能 一 手 训 天 ， 光 靠 自己 是 不 行 
Hs 

自从 玉成 参军 后 ， 蝶 里 人 自然 高 看 玉兰 ， 可 是 李 三 嫂 嫉 

de 


业 她 ， 净 拿 小 话 接 打 她 ， 能 和 她 一 般 见 训 吗 ? 咱 生 产 好 了 ， 
玉成 在 队伍 上 也 乐 川 ! 明天 再 给 他 写 封 信 ， 想 着 ， 想 着 ， 她 
想 睡 了 。 

照 在 窗 上 的 月 亮 ， 慢 慢 下 去 了 。 门 前 大 泡 里 的 蛤 蜡 ， 乔 
嘲 嘲 的 叫 着 。 

忽然 ， 她 惊醒 了 ， 因 为 她 听见 ， 窗 底下 有 人 走路 。 是 贼 
WG, 市 里 早 就 没有 小 偷 啦 。 是 地 主 来 娃 害 她 嚼 ? 是 自卫 队 查 
夜 吗 ? …… 脚 步 声 轻 轻 的 在 窗 底 下 走 着 。 她 害怕 了 ， 一 把 搜 
过 小 芹 。 

HKG, FFP ARATE MES. Moe 
起 来 ， 可 是 她 又 一 想 ， 许 是 听 错 啦 ， 许 是 坏人 要 做 坏事 ， 来 
淄 她 呢 。 

“ 芹 她 既 ， 是 我 ， 是 我 回来 啦 ! ”她 也 忘 了 点 灯 ， 就 去 开 
门 。 

赵 玉成 挺 大 的 个 子 ， 黑 糊糊 的 站 在 那里 ， 一 - 动 也 不 动 。 
ae TRE HHECE T 

NR. HEME HIS P= MK, BIEL BA CEFF 
啦 ? A IT, ABZENIE LE, + 7RRS, POE RAE, 
抽 起 烟 来 。 他 说 ， 

“HEA, FERRARI SE, HIE HERBIE, "Abd we 
摸 小 芹 的 脑袋 。 

“那么 ， 你 是 怎么 回来 的 ?> 她 问 。 

“请 假 回来 的 咀 ! 看 看 咱们 地 能 种 过 来 不 ? 看 看 你 娘 俩 
怎样 ? 你 的 腰疼 病 好 了 吗 ? 小 芹 肚 里 还 有 虫子 吗 ? 出 门人 还 
He S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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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呀 ! FEM, ATT ASABE MGM, LIB AT 
高 看 咱 哩 。 你 走 了 ， 大 伙 贾 给 包 耕 ;， 我 死 也 不 该。 咱 能 走 能 
干 的 ， 凭 哈 净 等 别人 ! 有 个 为 难 着 窄 的， 人 们 抢 着 照看 呀 ! 
你 说 人 家 蕉 敬 咱 个 哈 呢 ? 就 是 因为 你 参加 啦 ! ”她 越 说 越 乐 ， 
往 前 凑 了 一 下 ， 拉 起 玉 成 的 袖子 ， 又 起 来 ， 站 在 他 的 对 面 ， 
满 脸 带 笑 的 端详 他 ， 

“OPP, RARER? 我 看 看 你 的 背包 里 装 的 
瞪 ?” 

赵 玉 成 低 着 头 ， 不 住 的 吹 哇 烟 袋 。 

“OF, 你 不 每 坦 吧 ? 走 果 啦 ? 从 沈阳 到 这 走 几 天 ?” 

“四 天 1 ” 

“我 想起 求 啦 ， 你 亦 是 能 了 ， 我 去 拨弄 点 疙 将 汤 ， 你 喝 
了 ， 热 呼 呼 的 出 点 汗 ， 再 睡 吧 。” 

AULT, SHO, BR, | | 

“这 是 过 年 时 区 上 慰劳 的 ， 还 次 的 粉条 ， 肉 ， 净 是 五 花 
A)” 

可 是 赵 玉成 把 她 拦住 了 , BAUR AR, SAE A, 玉兰 
跟 他 踪 这 啼 那 的 , 就 说 不 完了 。 间 他 在 队伍 里 怎样 ?玉成 说 好 。 
间 他 怎 不 常 来 信 ， 玉 成 襄 忙 。 问 他 队伍 里 都 做 些 哈 ， 玉 成 襄 
生产 征兵 学 习 。 她 还 想 跟 他 踪 啼 家 里 生产 的 事 ， 可 是 却 昕 赵 
玉成 百 叹 气 。 


三 、 两 年 来 光 尔 大 变 啦 


襄 起 赵 玉 成 来 ， 也 只 够 喻 ， 刚 到 队伍 上 时, SAR IRTT CL, 
A 5 a 


他 ， 老 婆 孩子 --- 直 运 到 五 里 地 外 。 若 不 好 好 干 , 能 对 起 收 昵 ? 
那 时 还 很 起 劲 ， 打 侈 也 很 勇猛 。 现 在 部 队 在 后 方 留 守 ， 要 搞 
大 生产 。 他 思想 打 不 通 ， 军 队 本 来 是 打仗 的 ， 为 哈 生 产 ? 要 
认 打 例 ， 咱 拿 起 枪杆 ， 冲 尔 陷 阵 都 没 敲 的 ; 要 共生 产 ， 不 如 
在 家 生产 ， 锥 还 参军 干 哈 ! 为 了 这 ， 他 很 不 安心 。 加 上 最 近 
有 两 件 事 ， 慷 他 更 不 痛快 ， 第 一 , 他 们 班 里 的 胡 桐 ,为 了 一 点 
小 事 ， 和 他 吵 了 嘴 。 两 人 就 并 成 见 ， 疙 次 越 精 越 深 ， 班 里 也 
开 过 会 ， 劝 他 俩 解除 成 见 ， 可 是 他 心里 总 觉 禾 届 。 第 二 ， 班 
EKA, AAS, WR, ALKA, he 
香 吐 吐 说 些 后 方 军属 的 事 ， 说 干部 们 不 好 好 有 照顾 军属 ， 军 属 
BRT, RBUAT, RAB oe 

赵 玉 成 想起 家 来 ， 丢 下 她 娘 俩 ， 有 个 生病 长 灾 的 ， 谁 来 
管 ? 再 贰 离 辛 吕 市 二 年 了 ， 人 不 亲 土 还 亲昵 ， 回 去 看 看 吧 。 
有 心 对 班长 褒 疝 ， 又 怕 班 长 说 他 听信 地 主 落 谨 ， 没 有 立场 。 
LAB, A, BPE. 

FATE, (WEA. HATS HER, 可 是 睡 不 实 成 , HA HA 
法 ,老婆 见 他 回来 ， 总 要 乐 的 哭 一 场 ， 总 要 诉 诉 他 离 家 后 的 
苦 处 ， 她 颌 着 小 芹 是 怎样 孤 项 。…… 可 是 完全 两 样 ; 她 乐 的 
不 是 因为 他 回来 ， 是 因为 如 今日 子 过 得 多 么 好 ， 多 么 心 盛 。 
忙 忙活 活 的 ， 尽 看 她 张罗 啦 。 

第 二 天 早晨 ， 二 镇 子 到 她 家 借 繁 竹 ， 看 见 赵 玉成 回来 
了 ， 他 回去 就 传 开 了 。 

一 会 儿 ， 市 主席 来 了 。 他 和 玉成 三 年 多 不 见 了 ， 这 回 见 
TBA. MELEE RAE: 


“你 满面 红 光 呀 ! 多 壮实 ! 在 队伍 上 打 敌 人 人， 保护 老 百 
KE, Se RE nhl ” 
“ 没 哈 ， 主 席 功 劳 也 不 小 呀 ! ” 赵 玉成 慢 慢 吞 吞 的 站 起 


来 。 
一 会 儿 武将 委员 , RY, 刘 大 嫂 也 来 啦 。 他 们 拍 着 赵 玉 
DUS eR: 


“你 不 在 家 , 你 媳妇 可 出 息 啦 ! 你 到 隔壁 邻 右 前 后 庄 打听 
一 下 吧 ， 从 佛 嘴 里 也 说 不 出 她 一 个 “不 ” 字 来 吁 ! 你 说 劳动 
生产 吧 ， 一 均 中 地 一 塘 没 扬 川 ， 去 年 副业 生产 是 三 百 万 。 你 
RASH MAE, ARAM, RRO, CREE 
SME, A ie th, REN WO OM SSATP oe” 

AAS RK EATS fy MBH HS AR. 

“玉成 呀 ， 你 好 命 哇 , 自 个 当 了 军人 , 媳妇 当 了 小 组 长 ， 
你 那 小 心眼 要 乐 炸 啦 ! 怪不得 大 老 远 的 跑 回 来 ， 是 想 她 啦 ?” 

满 屋 大 笑 起 来 ， 赵 玉成 先是 低 着 头 捡 烟 宕 ， 也 叫 大 伙 去 
乐 了 ， 他 襄 : 

“我 看 你 们 是 顺 情 说 好 话 ， 别 捧 她 啦 ， 再 兵 她 就 异 了 。?” 

玉兰 抽 着 鞋底 ， 笑 得 也 顾 不 上 执 了 ， 她 襄 : 

“得 啦 ! 还 是 人 家 好 ， 人 家 是 解放 军 ， 咱 往 哪 摆 哪 露 
fA” 

PRE, 人 们 才 散 了 。 赵 玉成 心 象 访 草 塞 着 一 样 , 没有- 
AML. HALE AEE EEK, 又 怕 哄 呈 开 了 ,有 了 蛤 脸 儿 见 人 。 
二 年 来 ， 记 里 光景 大 变 啦 ， 主 席 那 个 庄稼 汉子 ， 襄 起 话 昕 听 
WK, 提起 笔 来 也 能 刷 刷 刷 了 。 刘 盛 才 那 哭 鹃 啊 的 ， 常 年 穿 不 上 
裤子 的 人 , WBE AE or CARL TAR HE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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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如 今 也 张口 生产 ， 于 口 艺 动 的 。 就 违 小 孩 茜 ， 也 横 范 长 
模范 短 的 ，…… 特别 征订 她 既 ， 早 先 ， 还 不 是 怎 摆弄 ， 她 就 
hia, TEAMS: 如 今 ， 你 看 吧 ， 她 两 条 腿 ， 两 片 情 ， 忙 欢 
Wi! 自己 能 顶 超 门 过 日 子 ， 又 当 了 干部 ， 去 领导 别人 。 

他 想 跟 她 好 好 踪 踪 ， 可 是 芙 也 警 扭 ， 玉 兰 就 没 个 空 儿 。 
一 会 儿 ， 二 饥 了 于 来 说 ,“ 大 嫂子 ， 我 下 午 到 区 上 买 键 子 ， 你 : 
不 ? 答 你 捐 来 一 个 好 晒 ? ”一 会 儿 , 刘 广 德 来 换 稳 籽 , 一 会 儿 , 西 
院 二 了 来 间 :“ 蚀 厦 子 算 几 分 工 ?” 一 会 儿 ， 文 书 又 拿 着 算 提 、 
本 于， 来 统计 他 们 小 租 有 多 少 户 ， 多 少 牲口 ， 多 少 地 。…… 
乱 哄 哄 的 ， 好 容易 这 些 事 都 过 去 了 ， 可 是 二 了 又 跑 来 把 玉兰 
拉 走 了， 说 区 上 途 来 两 染 新 农具 , 大伙 都 去 看 了 。 起 玉成 想 ;: 
XE “WRG” Ft 老婆 汉子 二 年 多 不 兄 了 ， 也 不 能 亲 亲 


热 热 虹 一 会 儿 。 
天 快 轩 了， 玉兰 才 回 来 ， 她 一 回来 就 对 丈夫 襄 : 那 新 式 
FLL WERE! 一 架 上 面 有 两 个 鱼子 ， 还 有 辕 碎 ……' 赵 玉成 满 


wae T, BAW IKHE, fim teke ERK: 

“HAS, TRAST, Wea: 东 跑 西 颖 的 ， 还 
象 个 女人 ?” 

玉兰 笑 了 ， 把 他 拉 起 来 , 领 他 去 看 那 新 生 下 来 的 牛 特 儿 ， 
它 白 脖颈 ， 胜 着 项 溜 溜 的 大 眼睛 。 一 会 儿 ， 一 群 胞 子 从 门 前 
大 泡子 里 回来 啦 ， 它 们 忠 呀 践 奸 的 ， 白 的 ， 黑 的 ， 还 有 花色 
的 …… 玉 兰 屠 他 圈 起 蝎子 ， 她 就 抱 柴 火 做 饭 去 了 。 玉 成 想 : 
AVE GEE, FP MUTE A PEEL Aes 他 的 气 渐 渐 涌 
i 


© 


四 、 张 玉兰 劝 男 人 上 归队 


十 大 过 去 了 ， 眼 看 就 要 开 犁 种 地 了 。 张 玉兰 小 租 的 劳动 
力 于 已 租 托 好 ， 已 开始 蚀 荐 子 。 一 天 晚上 ， 她 正 忙 着 做 鞋 ， 
EMI Few, WME AES Wb: 

“ 放 她 参 ， 你 再 歇 个 两 三 天 ， 裔 回去 啦 ! ” 

“RE MLALS, Alea Malay? 该 回去 了 。” 

HX AE I — Hy DR ae 

BUM RR En Bee, REA 告 
诉 你 ， 我 是 开小差 回来 的 ， 不 回去 啦 。 去 把 我 的 旧 衣 服 拿 来 ， 
FR TH | 1x Ly HEE” 

“Fra: 我 不 不 怕 你 和 专人 ， 从 人 眼 里 看 的 明白 ， 我 姓 
张 的 到 你 家 十 三 年 了 ， 多 咱 也 是 一 步 两 脚 窝 ,自觉 没有 错 处 。 
你 寿 是 开 了 小 差 ， 不 回去 啦 ， 咱 就 说 个 清楚 ， 以 后 ， 你 干 你 
的 ， 我 干 我 的 ， 让 也 别 汪 着 谁 ! ” 

她 越 说 越 气 ， 声 普 也 变 了 。 

I! DAKE, RAAT, AAS "fie 
ARAB TERE LE, FARA PRT 

“TT RUG. ETT SAR, PEmF PAC RR, 一 心 扑 实 想 回来 ， 
队伍 上 也 不 打仗， 着 摘 生 产 ， 我 就 泄气 了 ， 英 如 回 家 种 地 。? 
(thas EPR, BIE, ORK ARRAN Ko 

“MAES SESH EP/VANA AT, AER TS es 
DIE, MAREARS MA: 人 家 参军 人 ， 都 立功 啦 ， 得 


— 9 一 


了 误 报 和 光荣 区 ; 你 呢 ， 参 军 二 年 了 ， 得 了 蛤 ? 打仗 没有 当 
上 英雄 ， 生 产能 当 上 英雄 也 不 错 川 ， 如 今 又 开小差 回来 了 ， 
PERT RE? 有 了 蛤 脸 去 见 人 ?” 

“你 是 叫 我 输 你 等 光彩 咀 ? 襄 实 在 的 ， 我 是 上 上 航 准许 退 
伍 回来 的 。” 

“我 看 看 证 明 ! ” 

HAASE aH HEAL, PRE, WEEE EFT. 3K 
玉兰 拿 起 厅 来 ， 仔 和 翻 看 ， 哪 里 有 退伍 证 明 呢 。 她 越 想 越 斑 
届 ， 好 象 酒 身 泌 了 冷水 。 上 芹 她 人鱼 做 下 这 不 备 气 的 事 ， 喘 叫 左 
BACH T As FREER BAF, ReaD 
了 身 ， 咱 给 国家 立 下 哈 功 啦 。 

BK, BS Me, Aver we, 

“KIN, TAGE, TERM RAEIM, SES 
好 : RRB, PRR RT, BIRT 
YF, MAR Pe,” 

A=, RL, WML. EARIMALT: 

“本 三 嫂 ， 咱 男人 丢脸 了 ， 可 受 不 了 你 这 措 举 1 ” 

“Wt 你 这 人 芙 不 知 好 歹 ， 姐 夫 回 来 , 还 碍 着 你 当 干 部 、 
当 英雄 啦 ?? 她 抽 回 身子 , 哈哈 呀 呀 的 走 了 。 张 玉兰 想 吓 回 李 三 
嫂 ， 奈 她 已 走 远 ， 玉 兰 就 坐 在 柜台 上 抽 搭 的 里 起 来 。……. 赵 
玉成 看 看 老婆 ， 就 悄悄 的 拿 起 销 头 到 外 面 刨 妆 去 了 。 小 芹 看 
FUME KER T, UWI BES, FES pe TPIS. 

“Bs WEMIME LIFT), mW HL Aah” 

“ni, 昕 开会 斗 他 ， 叫 他 坦白 1 ” 

IN MH REAM SBE, ahs, 


“ 哆 ! 大 媚 妇 ， 男 人 千 山 万 水 的 回来 了 , 不 是 大 喜事 吗 ? 
Ze RASTA HAM IEISS VE: 我 看 ， 别 吓 他 走 了 ， 一 家 三 
口 人 ， 好 歹 过 个 团圆 。? 

小 看 把 脖 一 在 ， 瞪 起 图 溜溜 的 大 有 眼睛 ， 襄 : 

“大 奶 ! 你 说 这 话 ， 芙 糊涂。 参军 打 敌 人 么 ! BABA 
团 图 的 。 你 再 设 ， 我 们 也 斗 你 。” 

SDTA Whe, Riise: BEBE, Roy 
邻 ! "她 哈哈 大 笑 了 。 

ASRS, HEAR Tob, JERE, 

这 两 天 地 干部 也 常 来 劝 他 归队 ， 赵 玉成 的 心 ， 已 有 点 转 
等 了 。 他 一 边 刨 数 一 边 想 ， 老 疱 和 屯 里 人 都 劝 我 回去 ， 是 一 
片 好 意 呀 。 本 来 么 ， 穷 人 出 身 ， 做 事 要 有 恒心 ， 参 军 是 为 了 
打 敌 人 保护 穷人 翻身 。 想 超 指导 员 常 癌 : 和 练兵, 学习、 生产 是 后 
方 军队 的 重大 任务 ， 后 方 生 产 ， 和 前 方 打仗 都 重要 ; 过 去 怎 
样 勇 猛 打 敌 人 ， 今 天 就 访 怎 样 积极 搞 生 产 。 老 婆 裔 的 也 对 ; 
过 去 没 在 战场 上 立功 ， 仿 天 应 在 生产 上 做 模范 当 英雄 。 这 寺 
是 军人 的 本 色 。 

一 会 小 计 和 她 婚 拉 着 牲口 来 了 ， 小 芹 跑 过 来 ， 抢 下 他 手 
里 的 销 头 。 婚 向 她 递 了 个 眼色 襄 ， 

“PRUNZE, EB, WL PREF Ieee” 

“ 趾 他 回 队伍 1 ” 

赵 玉成 站 了 一 会 儿 ， 向 四 外 看 看 , REYES, 
可 是 玉兰 说 ， 

“你 回 屋 歇 歇 吧 ， 歇 个 几 天 ， 好 回去 。” 

不 和 久 ， 张 玉兰 小 组 已 开 犁 种 地 了 。 她 整 天 不 在 家 ， 晚 上 


也 常 开会 。 他 们 组 上 的 制度 是 二 十 天 精 峰 一 次 ， 七 天 检讨 健 
一 次 。 有 一 天 晚上 她 回来 的 很 早 ， 吃 完 饭 ， 就 和 玉成 坐 在 后 
篇 下 踪 起 来 了 , 她 说 , 去 年 四 月 区 上 粉 前 院 老 黄 家 适 求 喜报 和 
光荣 区 啦 ! 说 黄 林 玉 到 大 南边 去 了 , PERTTI TAD). WM, 
秧歌 ， 是 人 I 册 人 海川 ! 大 区 四 个 人 举 着 ， 红 底 金 字 ， 还 有 花 
Hes 和 红 彩 确 疆 飘落 落 的 。 看 热 并 的 人 ， 把 黄 大 娘 围 华 了 ， 见 
过 黄 林 玉 的 人 部 况 :“ 我 早 就 看 出 来 啦 ， 林 玉 那 孩子 ， 肥 头 大 
耳 的 是 个 有 出 筷 的 样 儿 ! ? 沟 昂 过 黄 林 玉 的 人 ， 就 等 着 问 , “他 
长 的 多 高 ， 长 的 蛤 样 ? 俊 不 俊 ? 哈 时 参加 的 ?” 黄 大 娘 乐 的 老 
脸 征 扑 扑 的 ， 五 十 多 岁 的 人 了 ， 呐 是 老 来 短 哇 。 娶 媳妇 、 养 
” 儿 生 孙 也 没 这 乐 呀 | ……- 

赵 玉 成 说 ， 

“ 芹 她 婚 ， 人 也 芙 没 处 贰 呀 ， 黄 林 玉 那 小 子 ， 小 时 候 鼻 
涕 拉 捞 的， 如 今 出 息 那 样 啦 ! ” 

“人 家 有 志气 呀 ! 在 家 时 种 地 下 力 ， 斗 地 主 积极 ， 出 外 
打仗 也 积极 ! ” 

RUG EMR: 

“ 芹 她 婚 ， 你 放心 , 我 这 次 回去 , 一 定 也 干 出 个 样 儿 ， 等 
AST AA, BAER” 

“人 家 说 啦 ， 咱 军队 不 是 打仗 ， 就 是 生产 ， 你 在 队伍 里 
当 了 模范 ， 我 在 家 也 当 了 模范 ， 才 鞭 是 两 光荣 呢 ! ” 

“是 呀 1 咱们 俩 都 光荣 ! ” 

他 们 便 乐 乐 呵呵 的 睡 下 了 。 

第 二 天 ， 玉 兰 下 地 前 ， 从 醒 掏 出 一 个 包 ， 放 在 玉成 跟前 
Fie 


“这 是 我 给 你 准备 下 的 ， 也 不 知 你 随心 不 ?? 裔 完 她 打 起 
养 友 于 葡 走 了 。 玉 成 打开 一 看 : TAREE, PURE ERE REY 
体 了 千 ， 一 和 套 新 付 衣 ， 两 个 本 子 ， 还 有 一 打 新 新 的 东北 票 。 

赵 玉成 笑 了 : 媳妇 这 颗 火 热 的 心 ， 可 芙 叶 人 人 稀罕! 他 次 
定 明 天 起 身 回 去 。 


五 、 赵 玉成 归队 


赵 玉 成 要 回 队 伍 了 ， 了 晚间 屯 里 开 个 欢 迁 会 ， 玉 成 坐 在 前 
面 ， 桌 子 上 放 上 花生 、 瓜 子 。 他 想起 前 年 和 他 一 块 参军 的 六 
个 人 ， 那 五 个 人 都 在 大 南方 打 敌 人 呢 ， 独 他 开 了 小 差 。 又 想 
起 那 年 走时 ， 矶 里 人 这 个 找 他 吃 狐 ， 那 个 次 他 东西 ， 大 生花 
戴 在 胸 前 。 他 后 悔 极 了 ， 站 起 来 说 : 

“aX EME TS, BAe, 对 不 起 咱 国家 ， 
有 过 必 改 ， 回 去 一 定好 好 干 ， 竺 取 立 功 当 模范 ! ” 

大 伙 使 劲 的 拍 起 巴掌 ， 主 席 说 ; “家 里 ， 你 放心 ， 决 难 不 
EE. MEER AR, RAUB. CTH MES 
嫂 有 了 哈 难 处 都 找 我 ! ” 张 玉 兰 从 后 面 站 起 来 襄 : 

“ 蕉 也 不 用 咋 ， 咱 互助 租 里 哈 问 题 都 能 解决 。 男人 参军 ， 
是 理所当然 ， 赁 哈 净 等 人 帮助 呢 ?” 李 三 嫂 抱 着 孩子 也 挤 过 来 
T, ha: | 

“我 得 设 说 ， 我 成 天 跟 张 玉兰 挑 鼻 子 弄 眼 的 ， 尽 找 人 家 
poh, aT ARIE! 看 人 家 好 说 歹 就 ， 到 底 把 
男人 又 劝 回 去 啦 ! 还 是 人 家 好 哇 ! ”大伙 都 笑 了 。 

玉成 走时 ， 玉 兰 一 直 浴 到 西山 川 里 。 树 叶 放 青 了 ， 河 沟 

Aa 


AUA UZ LTE ZF o 
lig Eo (EPR A Be Pe ARR TE I 


sk =: 


la 


a 


iH 


“Top JT, ARERR ©” 
花 吉 髓 在 倒 枝 上 “ 呀 ”* 呀 ” 叫 着 ， 好 象 也 在 欢 沈 他 。 


于 改 秀 和 刘 国 粹 精 婚 不 到 二 年 ， 刘 国粹 厌 跟 上 阅 锡 山 项 
固 军 走 了 。 一 去 五 .六 年 ， 没 书 没 信 。 刘 家 庄 解放 后 , TRA 
和 她 妨 到 处 打听 , 也 没 间 到 刘 国 粹 的 下 落 。 一 九 四 九 年 春天 ， 
太原 快要 解放 的 时 候 ， 他 突然 回来 了 。 

刘 国 粹 的 突然 回来 ， 对 改 秀 她 娘 来 就 ， 芙 是 普 出 望 外 的 
事情 。 七 、 八 年 没 理 信 ， 如 今 不 管 怎样 ， 总 算 活 着 回来 了 。 
又 是 儿子 ， 又 是 女 婚 , ( 刘 国 粹 是 刘 家 的 前 房 儿 子 ， 改 秀 是 她 
从 于 家 带 来 的 杂 生 女儿 。) 老 娑 姿 简直 不 知道 该 怎么 表示 杀 热 
BET oR EE WG HD LEM FS BR IT Bee“ 国粹 虽 属 多 少年 没 输 咀 打 信 ， 
EMRE. Al RAG, Bites 
合 你 穿 ， 这 花 儿 被 画 子 ， 多 耐看 ， 女 不 竣 欢 这 么 个 东西 。… 
…” 拿 着 国粹 带 回来 的 那些 东西 ， 在 女儿 和 面前 奔 了 又 众 ， 灌 
了 又 党 。 目 的 是 想 使 女儿 心里 高 兴 ， 巩 固 他 们 的 夫妻 关系 。 

可 是 ， 改 秀 呢 ， 她 心里 并 不 这 样 想 。 她 和 刘 国 粹 稻 婚 的 

On | 


时 候 ， 才 十 四 岁 ， 什 么 都 不 懂得 ， 当 时 ， 她 在 国粹 跟前 又 着 
双 怕 。 刘 家 庄 解 放 后 ， 她 参加 了 村 里 的 活动 , 思想 进步 很 快 。 
她 党 得 自己 的 浆 夫 是 一 个 顽固 军 ， 那 是 很 不 光荣 的 事 ， 那 时 
就 要 和 刘 国 述 觅 离 夫妻 关系 ， 可 是 ， 她 娘 不 同意 ， 而 且 训 : 
“RULER, PRE RE BEI PA ic BEI SOK 
Fy FEAT AA ey tA SBR, FERS, AG, ee 现 
在 刘 国 粹 回来 了， 也 里 有 点 不 一 样 了 : 从 前 在 家 里 ， 劳 动 
不 好 ， 这 会 儿 还 跟着 改 秀 上 地 干 活 ; 从 前 和 改 秀 设 话 ， 相 腑 
子 腔 眼 的， 现在 呢 ， 一 口 一 声 改 秀 ， 岂 的 实在 亲热 。 而 且 国 
粹 口口声声 计 ， 团 首长 为 照顾 他 ， 叫 他 回 家 生产 。 因 此 ， 改 
秀 心里 这 样 想 ， 人 总 是 能 改造 的 么 ， 过 去 不 好 ， 今 后 能 进步 
残 行 。 
不 过 改 秀 心 里 虽然 这 样 打 定 了 主意 ， 但 是 有 些 疑 半 还 没 
有 解决 :这 几 年 他 在 顽固 军 到 底 干 了 些 什么 事 ?为 什么 他 早 不 
回来 ， 述 不 回来 ， 偏 在 我 们 正 打 太 原 城 的 要 紧 时 候 ， 打 发 他 
回 家 生产 呢 ? 是 不 是 开小差 …… 
有 -天 ， 改 秀 晚上 从 民 核 回来 ， 两 人 就 说 起 这 六 年 的 事 
情 变化 。 改 秀 装 着 无 意 的 问 国 粹 : 
“PRIX ILE aL, BI) EEF YET Ae” 
“和 干什么? 刚 去 了 当 个 小 兵 ， 后 来 就 给 入 家 写字 。?” 
“ 写 些 什 么 呀 ?” 
“ 哎 1” 国 粹 好 象 有 点 不 耐 糯 了 。“ 叫 写 花 写 上 个 共 吧 。 女 
AR Le Fe” 
KBE T 
“me, 我 不 俯 ， 人 家 说 你 当 了 官 路 1” 改 秀 说 着 ， 忠 了 国 
eh 


粹 一 眼 ， 只 见 他 突 地 华 起 来 ， 赶 紧 分 辩 着 

“AR: 没有 ， 没 有 。” 忆 上 又 合 裔 地 接着 说 :“ 响 没 那 本 
事 。” 

“ 讲 能 做 坏事 ， 若 害 老百姓 ， 神 解放 和 军 多 打 儿 枪 ， 蕴 就 
能 升官 发 财 。 这 就 是 顽固 睾 的 本 事 。 

国粹 不 安 地 移动 了 一 下 身子 , RA. TR: 

“只 要 以 后 再 不 做 坏事 ， 向 政府 坦 自 了 从 前 的 错 训 ， 还 
是 个 好 人 。” 

“ 改 秀 ， 我 哄 蕉 还 能 殿 你 。 讽 心里 话 , 我 早 就 想 回 来 啦 | 


不 是 跑 不 爱 。……… Wr 前 年 在 太行 山上 打仗 ， 还 是 我 微 枪 过 
来 的 。” 

“ 那 你 早 过 肯 个 这 边 了 。” 

“两 EMA” 


“HAMA AG TEL CAR» FRR IS dX Se ALR 2” 
“PRIX MENGE EIR, ARE TR LIL aR TS 
CTIA GP 0” hh a SC BE LC ET — eit. AG a Ue, 
ROB, RATHI AST ATA IXIN, x RES 
机 抓 住 她 的 手 改 :， 改 秀 ， 睡 喷 ! 你 怎么 总 是 这 样 采 着 看 我 ， 
我 从 前 当 硕 固 军 也 是 允 得 没 办 法 了 呀 ! 这 几 年 ， 你 不 知道 我 
多 帮 想 国 汪 5 eats 歇 天 灯 , 不 睡 了 了 。 
慢 慢 的 ， 改 务 不 赃 不 退 半 过 去 的 事 了 。 间 国粹 在 村 里 也 
源 首 活跃 起 来 ， 帮 着 互助 组 记 工 贱 ， 帮 着 村 时 与 点 公事 ， 有 
If LEY ER Be Ae ELTA NL AaB ts “Ee ET ei 
REY, RAR, RAF RAM Kaa, we. AY 
确 ， 他 们 夫妇 两 个 的 关系 ， 虽 然 不 象 自由 恋爱 的 对 象 那样 情 
2 


Boe, ALAM, AWD, Ald, KA ALERT, 比 起 从 
二 他 们 的 那 种 夫妻 天 系 来 ， 杀 热 得 多 了 。 因 此 ， 改 秀 拿 定 主 
me FPL HE Ho 


日 子 就 这 样 平 平和 和 过 了 一 年 多 。 

最 初 几 个 月 ， 刘 国粹 表现 得 的 确 很 好 ， 什 么 毛病 也 找 不 
到 。 但 , 后 来， 毛病 就 慢 慢 多 了 。 有 了 时候 咀 声 叹气 , 有 时 候 借 
口 腿 痛 , SA CEL, 有 了 时候 也 短 不 了 襄 两 名 落后 话 。 可 
是 ,有 了 时候 积 极 起 来 比 改 秀 还 积极 。 改 秀 慢 慢 觉得 这 人 吐 怪 。 
你 说 他 懒 吧 ， 他 有 时 候 比 让 也 勤快 ， 用 不 着 他 干 的 事 ， 他 抢 
着 干 ; 你 改 他 进步 吧 ， 有 时 候 他 褒 的 那些 落后 话 ， 又 不 能 不 
使 人 怀疑 他 的 用 意 。 

秋收 最 忙 的 时 候 ， 一 天 晚上 ， 改 秀 开 完 了 团 小 组 会 回来 
Be To KUT RRA TAH, “my 我 当 你 不 同 来 了 。” 

改 秀 心里 对 刘 国 粹 也 早 有 了 意见 ， 这 时 就 很 生气 地 襄 : 
“ 咋 ? 你 想 拉 我 的 后 腿 ? 我 可 不 能 好 了 瘤 净 忘 了 痛 。 那 怕 政 
人 把 刀 放 在 我 脖子 上， 我 也 要 为 社会 主义 干 到 底 。” 

“ 呀 ! 好 内 呵 ! 教训 起 我 来 啦 ! 老子 在 前 方 火 挤 的 时 候 ， 
你 还 蛤 也 不 懂 哩 1 ” 

“你 和 订 火 撞 来 ， 你 这 几 年 枪 限 对 的 是 蕉 ?> 

“对 的 是 敌人 。” 

“HES Y es Si 

两 个 人 都 冒 火 了 。 刘 国粹 咬牙 切 具 地 咽 了 一 声 ， 从 政 炉 

mc 48 Sk 


王 吐 出 两 句 话 :要 不 是 …… 我 早 就 紫 了 你 啦 。” 

“thoes Kater ” 改 萝 把 头 伸 给 刘 国 粹 。 

刘 国 粹 说 完 束 觉得 失 口 了 ， 己 上 又 喧 皮 笑脸 地 改换 了 口 
U Kh: MAMIE, OSE TTR” 

这 万 刘 国 粹 回来 后 ， 他 们 夫妇 间 第 一 次 并 气 。 改 秀 在 她 
奶 的 功 解 下 ， 自 己 悄 悄 上 闹 睡 去 了 。 可 是 从 这 件 事情 以 后 ， 
她 心里 总 觉得 刘 国 粹 不 对 劲 。 她 深 深 地 感 党 到 他 们 夫妇 中 间 ， 
KER A, 总 是 互相 不 能 通气 。 改 秀 为 这 事 很 烦恼 ， 
籽 也 东 把 这 些 心事 和 对 刘 国 粹 的 猜疑 , 向 团 支 部 书记 罗 爱 香 、 
觉 文部 性 好 刘 忠 寿 草 过 ， 他 们 都 禹 : “人 的 毛病 哪 能 一 下 就 改 
挥 。” 那 不 过 是 封建 思想 作怪 ”大 家 这 么 一 和 解释， 一 分 析 , 把 
OFF AY Fe SELB EA OKITA AK To 

秋收 完了 。 有 一 天 上 午 ， 她 家 来 了 一 个 客人 ， 穿 着 一 身 
蓝 色 干部 服 ， 幅 篇 快车 到 眉 棱 骨 上 了 ， 背 着 个 帆布 袋 。 那 时 
改 秀和 她 女 正 矶 新 谷 ， 碾 完 谷 ， 她 们 回 到 屋 里 ， 听 见 刘 国粹 
和 那个 客人 又 说 又 笑 。 可 是 她 们 出 来 后 , 只 听 得 吗 哈 嘻 嘻 。 天 
PRAT, 客人 走 了 。 临 走出 大 门 的 时 候 , 客人 哈哈 笑 着 襄 : 

“日 - "有 盼 头 了 ， 老 弟 咱 们 可 得 好 好 干 才 行 呵 ! ” 


局、 


刘 国 炽 号 半途 到 村 口 。 迁 走 客人 ， 刘 国粹 高 兴 地 回来 和 
MBs “看 人 家 ， 从 前 和 咱 一 块 写 过 字 ， 不 过 比 咱 时 过 来 两 
年 ， 如 分 在 贸易 公司 当 科 长 呢 1” 

多 日 不 见 刘 国 粹 这 么 高 兴 了 ， 因 此 ， 改 秀 也 就 接 上 新， 
“哪个 贸易 公司 ?” 

“那里 cf Rit, BOT, APES KY. BOAR 
Ui, WLS EAL ESS” 


“你 这 阵 就 去 ， 当 了 解放 军 ， 我 喻 也 听 你 的 1? 

“ 呐 的 ?2” 刘 国粹 有 反 间 了 一 句 。 接 着 就 很 当 其 的 就 “ 快 啦 ， 
第 三 次 世界 大 战 打 起 来 ， 你 留 也 留 不 住 。” 

“你 还 希望 大 战 ， 安 的 哈 心 思 。” 

“不 是 我 希望 ， 是 美国 把 朝鲜 都 占 了 ， 志 愿 思 ……” 

“你 听 订 说 的 2” 

“刚才 那个 同志 襄 的 ， 公 家 消息 还 有 鲁 1 ” 

“我 不 信 。? 改 秀 甩 下 手 里 的 针 粮 活 就 往外 走 。 她 要 到 小 
学 核 间 张 堵 贞 。 国 粹 从 烷 上 跳 下 来 ， 乱 忙 一 把 抓 佳 改 秀 的 路 
pit 

“你 这 人 员 是 ，…… 人 家 这 是 秘密 消息 ， 不 是 老 朋 友 也 
不 敢 告 诉 我 ， 襄 出 事 来 你 负 得 起 责任 1” 

儿 旬 话说 得 改 秀 坐 下 来 了 。 

“ 改 秀 ， 你 襄 国 家 到 了 用 人 时 候 ， 我 还 能 在 家 坐 得 住 。 
别 的 不 行 ， 打 仗 总 还 算 有 点 小 经 验 。” 襄 着 ， 又 去 关门 ， 又 去 
Hb, TLR. A, MIL, WKAR 


ATER LE Te, MEALS. HMA T= 
天 , 最 后 一 天 下 午 , MBI SC CBO FLAS Be has Dotty DS 
分 村 非 行 的 展 慢 会。 当 她 看 到 第 五 张 照 片 的 时 候 ， 不 禁 颤 层 
了 一 下 ， 那 上 面 有 三 个 人 ， 其 中 一 个 叫 李 树 方 ， 她 越 看 越 觉 
得 服 琳 ， 象 那里 昂 过 面 ， 想 了 好 大 一 阵 ， 才 记 起 来 了 ， 这 个 


人 人 鲁 在 今年 春天 来 过 她 家 。 想 到 这 里 的 时 候 ， 她 怎么 也 看 不 
下 去 了 。 各 种 各 样 的 念头 象 乱 箭 一 样 冲 着 她 的 心 射 上 来 。 因 
此 ， 第 二 天 她 -- 早 就 赶 回 家 来 。 每 次 开会 回来 ， 她 在 门 外 老 
远 就 喊 上 娘 了 。 仿 天 , 她 只 顾 想 心事 ,不知 不 觉 巨 经 走 到 自家 
房 门 前 ， 一 掀 门 帘 ， 看 见 刘 国粹 拟 在 桌子 劳 边 , 不 知 和 干什么 。 
刘 国 粹 昕 得 门 响 ， 疾 回头 看 见 是 改 秀 ， 懂 慌张 张 往 火 米 里 丢 
了 个 东西 ， 只 见 火 里 冒 出 一 股 黑 烟 ， 接 着 火苗 呼 呼 查 响 。 
改 秀 走 过 去 一 看 ， 好 象 是 一 块 长 方 木 头 ， 桌 上 面 放 着 两 把 鹿 
7], BARA. MARR BMT, IIIT S$ 
刘 国 粹 ， 刘 国粹 强力 推 饰 着 自己 的 懂 乱 ， 装 着 不 在 意 的 种 气 
ts 

“不 是 开 五 天 会 么 ? BERWAVSIA SR ME.” 

MARAE ALIA XI RE, WAL, NACE 
AURGESCHE, GE, fLiX BARA SCHR, THLE ER CER 
的 样子 间 :“ 你 不 上 地 ， 在 家 干什么 ?> 

“有 个 朋友 叫 我 给 他 到 个 手 戳 ， 都 烈 的 快 完 了 ， 最 后 一 
个 字 列 坏 了 ， 气 的 我 就 把 它 扔 进 火 里 烧 啦 ! ” 

改 秀 一 边 换 衣 服 ， 一 - 边 笑 着 说 :“ 你 还 会 这 本 事 ， 明 天 输 
US bk TS SS IAG ARS” MUR REDE EB. “ARATE, SR TT 
WRT, NEWRAA. "RBH. wees 
长 汇报 开会 情况 去 了 。 噶 上 回来 ， 她 一 夜 没有 合 眼 ， 前 前 后 
后 两 年 米 的 事情 ， 都 翻 起 来 了 。 刘 国粹 的 冶 语 行动 ， 思 想 情 
4h, 越 想 越 觉得 有 问题 。 他 能 是 反革命 吗 ? 政府 的 号 召 , 他 每 
次 不 是 都 积极 拥护 的 吗 ? 最 近 互助 组 本 酿 夸 社 ， 他 第 一 个 自 
动 报名 入 社 ， 而 且 还 说 ; “我 答 咱 们 社 记 幅 。” 支 书 不 是 在 大 会 

= 


上 还 表扬 了 他 么 。…… 可 是 一 会 儿 , 李 树 方 的 影子 又 出 现 了 。 
她 训 起 个 年 春天 李 树 方 来 时 ， 他 们 一 会 儿 大 襄 大 笑 ， 一 会 儿 
吐 员 嘻 咕 。 当 时 她 大 没有 注意 他 们 襄 了 些 什么 ， 只 读 得 李 桂 
方 走 了 后 ， 刘 国粹 襄 那 是 他 的 老 朋友 。 难 道 刘 国 粹 鞭 不 知道 
李 是 干什么 事 的 吗 ? 不 能 ,…… 也 许 他 叶 是 个 腻 蕊 的 反革命 
ee 想到 这 里 ,她 惧 不 敢 再 想 下 去 了 。 我 一 -一 个 青年 团 贞 ， 
火 夫 是 反革命 ，…… 这 时 ， 刘 国粹 正在 那里 翻身 打 屠 ， 她 措 
起 涛 头 ， 恨 不 得 搞 醒 他 来 ， 问 问 他 ， 你 到 底 是 好 人 ， 还 是 坏 
人 。 转 念 一 想 ， 这 不 是 便 瓜 晓 ? WILEY, AL 
的 承 训 吗 ? …… 

BOR, PME, MK LT 

区 委 王 书 记 刚 洗 完 脸 ， 看 见于 改 秀 来 了 ， 奇 怪 的 就 : “i 
天 后 响 才 回 去 ， 怎 么 又 来 了 ? 这 是 徕 你 那 两 条 腿 哩 ， 还 是 
又 出 了 什么 事 ?” 训 着 哈哈 大 笑 起 来 。 武 委 会 主任 、 公 安 时 ，、 
青年 团 区 委 书 读者 在 区 上 ， 听 着 声 冶 邦 跑 出 来 。 改 秀 看 见 他 
们 ,一夜 的 烦恼, 立刻 烟消云散 了 。 她 把 自己 的 怀疑 和 想法 ， 
者 汇报 答 区 委 书 放 ， 最 后 她 县 求 地 襄 ， 

“ 老 王 :你 看 他 到 底 是 个 什么 人 ?” 

BERR, BOT ML. 

SCL AP CEB DEST HEE ay” 

“HEM, MURS. SRM TLE, WARN, 
BITRE, BR HAWEARAR INI AI,” 

“ 那 倒 不 怕 ! 再 大 的 反革命 也 逃 不 出 咱们 人 民 的 手心 
草 和 上 庄稼 总 不 一 样 ， 还 怕 并 不 清楚 他 们 的 底子 ?” 

老 下 在 地 上 走 来 走 去 。 政 秀 低 着 头 ， 指 头 扣 着 桌面 ， 心 
= 


里 想 着 事情 。 软 了 一 会 儿 ， 狙 王 又 国 ; 

“你 襄 的 那个 人 最 近来 过 没有 ?” 

“最 近 没 见 来 。 改 秀 抬 起 头 来 , 看 着 老 圭 。 

“ME EE aE PIL, Hila aaa ak Pith 

“ 改 秀 ! 这 件 事 你 做 的 很 对 , DARE BPE TATE 
的 那些 情况 , 刘 国 粹 是 值得 怀疑 的 。 不 过 , FESR ERR ILA 
能 确证 。” 王 书记 顿 了 一 下 ， 又 接着 说 ;“ 改 务 ， 如 玉 事 实 已 证 
明 刘 国粹 是 反革命 分 了 于， 你 将 采取 什么 态度 呢 ?“ 

KAP ERR, 坚强 果断 地 回答 ;“ 我 和 他 脱离 夫妻 关 
Aro RAT» HR LR RM POLI TEL, (ERD RE PK, Bee 
AMOS, WIRES RBH. KL Ate eH: 

“ 胸 离 夫妻 关系 , 这 还 是 个 人 问题 , 首先 应 该 立刻 报告 政 
府 机 关 。" 然 后 又 具体 安排 输 她 一 些 应 恋 注 意 的 事情 。 改 秀 刺 
回来 了 。 


一 天 ， 刘 国粹 又 进 城 去 J。 

BAF AMR Dee. OAR — LAI, A ah 
Pio 

UE J FRE SE Ed a 5 EE 

一 会 儿 ， 改 秀 忽然 正经 地 说 : 

“Hl, PRR MIA Ie AR Br ape 还 是 二 战区 于 关中 那 时 
修好 ?” 

“BURY, WER, HAA Ae 往 后 才 活 

一 23 一 


得 更 有 个 吟 头 啦 。" 谢 着 ， 她 娘 又 给 她 端 过 一 ' 艇 签 麦 粉 。 
“有 人 可 想 推 倒 咀 人 民政 府 哩 !” 
“AE? 全 中 国 男女 老少 , 哪个 不 拥护 毛 主席 ! ”她 女 不 信 。 
“反革命 吧 ， 那 些 死心 塌 地 的 特务 坏蛋 。” 
AU A ALK Ts “Mi, 你 说 那些 死 东西 呀 ! 早 该 枪 紫 几 


个 。” 


oO 


隔 了 一 会 儿 ， 改 秀 又 说 : 


“Wy 我 看 他 呀 ， 怕 是 …… 一 天 鬼 史 虚 虹 的 。” 
QU AIS TLS eS hs 
“自己 家 里 人 ， 可 别 胡 就， 哪 能 ? ……… 


疏 秀 知道 她 女 那 马 彪 劲 儿 ， 一 天 鲍 在 屋 里 ， 订 动 不 到 她 
迷 头 上 ， 她 整 不 操 那 心 。 这 一 会 儿 她 才 觉 得 没有 好 好 教育 她 
女 ， 也 是 个 大 缺点 哩 ! 
ese CE, WP AS El FAR CAG MA EK aE 
自己 收拾 起 来 。 她 把 好 面 装 在 瓦 生 里 ， 剩 下 一 点 黔 面 ， 她 打 
算 装 在 小 黑 仍 于 里 。 可 是 两 个 屋 于 ， 院 里 ， 找 明了 没 找到 小 
钳子 。 
“ 娘 ! 明 那 小 盘子 呢 ? ” 
“在 哩 ， 你 找 找 看 。 
“Ri f, KA ” 
“ 怪 死 啦 ! 这 么 大 个 东西 ， 又 不 是 袖 简 里 能 装 下 的 ， 怎 
么 会 找 不 见 呢 ?” 她 女 自己 去 找 了 一 电 ， 还 是 没有 。 
改 秀 只 得 把 那 点 黑 面 装 在 斗 里 。 
天 撰 黑 ， 刘 国粹 回来 了 了 ， 提 着 酒 ， 制 的 肉 。 改 秀 心 星 正 
ASE, BRS: | 
SNe Ais 


“你 网 咱 那 小 黑 鲁 子 来 没有 ??” 
XU PETRIE ak ar, PRA, APE, eh 
sey DWAR, tT iit: ALOR "A CMT, & 


METI PIF So 
改 秀 翻 了 他 一 眼 。 
“生产 不 带劲 ， 光 会 大 吃喝 。 咀 那 小 景 仍 子 哩 ?” 
“ARE 5” 


“我 看 你 就 不 是 家 里 人 。 连 你 也 快 针 人 抬 走 了 。 

改 秀 狠 狠 地 盯 了 他 几 眼 ， 她 不 想 看 他 那 没 皮 没有 验 的 下 沪 
样子 。 她 心里 一 阵 厌 恶 ， 烦 躁 ， 她 开 了 门 ， 想 到 团 文 情 罗 有 
PPAR AB, ELPA, MA, “eT BAR 


五 


日 子 过 的 芮 快 ， 转 眼 不 党 又 一 个 月 过 去 了 。 

过 了 腊月 初 八 ， 初 九 那 天 ， 大 风 刮 了 一 天 , 天 阴沉 沉 的 。 
KAD Pte, Me SIR, TRE REE, BE, 
国粹 的 那个 “朋友 ”来 了。 改 秀 心里 说 : “今天 可 要 看 看 你 们 又 
腊 些 什么 购 事情 了 。” 她 给 做 了 人 饥 ， 然 后 笑嘻嘻 地 对 客人 襄 ， 
“你 们 坐 着 ， 我 到 民 核 去 。" 走 到 院 里 ， 雪 已 经 下 求 了 ， 故 毛 
一 般 的 雪 卢 随 风 乱 舞 ， 这 是 今年 第 一 次 大 雪 。 

改 秀 癌 兴 的 叫喊 :大雪 下 来 了 ! 

她 跑 到 小 西屋 ， 愉 必 安 哇 了 她 娘 一 顿 。 在 院 里 故意 大 声 
ee: “UL, BIR Bem "ts ANA Pa Awe Sass, 垫 起 脚 


尘 ， 疏 在 后 窒 户 友 上 ， 只 听 得 属 里 两 人 噬 噬 咕 咕 ， 听 不 清 认 
哈 。 她 又 轻 轻 搬 了 三 块 砖头 热 上 ， 耳 采 贴 在 窗 眼 上 ， 才 听 清 
ae T | 

“支部 圳 记 邦 表扬 了 我 昵 ! 反正 要 办 社 ， 他 们 离 了 我 不 
行 。” 

接着 两 个 人 咖 别 昆 号 ， 一 阵 怪 笑 。 一 会 儿 那 人 设 ， 

“要 把 她 弄 过 来， 咱们 就 好 活动 啦 ! ……* 

REBAR: 

“不 过 你 也 得 /小心 ，…… 别 ……” 以 下 听 不 清楚 了 。 

隔 了 一 会 又 是 那 人 襄 ， 

“ 咱 那 武器 哩 ? 不 能 叫 受 了 潮 ， 到 用 时 ……” 

“ 洞 里 热 着 草 ， 小 黑 鳗 子 里 塞 的 草 ， 保 险 不 要 紧 。” 

MA IE Tb, EE BI FEST. PEAR 
得 那天 一 间 ， 他 惊慌 的 把 肉 也 掉 了 。 她 抬 起 手 求 ， 轻 轻 吁 了 
两 口 热气 ， 双 把 耳 采 贴 上 去 。 

“和 那 回 我 ry ” 

“may 反正 扰乱 的 他 们 不 能 安生 。” 

又 等 了 一 会 儿 ， 那 人 问 ， 

“你 和 城 里 联系 的 怎样 ? 乘 年 关 化 击 区 公所 一 下 。……? 

听 不 见 了 。 隔 了 一 阵 ， 刘 国粹 问 ， 

“RM LGR, AMOK AHAB BK: 我 可 实在 等 
的 急 了 。 这 日 子 …… ‘ 

“ 快 ! 美国 打下 朝鲜 就 来 帮助 咱们 。” 

这 些 已 继 够 了 。 疏 秀 不 能 再 听 下 去 ， 这 时 她 的 心里 象 独 
子 那么 明亮 。 原 来 刘 国 粹 为 什么 希望 第 三 次 世界 大 战 ， 为 什 


么 常 轴 忠 声 叹气 ， 为 什么 那 次 和 她 吵架 ， 要 用 枪 此 她 …… 鞭 
司 假 补 ， 过 去 的 一 切 都 清 清 楚楚 的 映 现 在 她 的 腿 前。 愤恨 在 
她 心 夺 各 开水 一 样 溪 上 来 。 她 尽力 压 着 心里 的 怒火 , 跳 下 来 ， 
雪 在 她 的 头发 上 精 了 冰 柱 ， 她 也 没有 感觉 到 。 她 正 要 往 小 西 
屋 去 ， 昕 得 北 屋 门 冉 味 的 响 了 一 声 ， 刘 国粹 的 声音 : 

“Bah! 好 大 的 雪 ， 住 下 吧 !?” 

Ra PY FAKE So 

改 秀 进 SPUR, iti FEB E MABE ZE 
THE, MR P—Bk, Sbaluincteskak, Weel, 

“ 什 夜 二 更 大 雪 天 ， 往 那儿 去 呀 ?” 

“我 到 区 上 去 1” 

“ 险 当 腔 事 ?” 

改 务 采 控 手 ， 不 让 她 娘 高 声 襄 话 。 她 女 拉 住 不 让 她 走 。 她 
ries 


lh 


“Uh, (AGP BEI, TP A BE, ge BS 44 
个 及 革命 ， 你 还 蒙 在 鼓 里 呢 !1” 

改 秀 把 刚才 上 听 来 的 那些 话 ， 对 着 她 娘 耳 末 说 了 一 通 。 

她 妇 听 着 听 着 , 里 子 象 一 团 棉花 似 地 软 竣 着 靠 墙 坐 下 去 ， 
术 采 地 看 着 改 秀 ， 全 月 疫 咏 声 。 停 了 一 会 儿 ， 她 娘 拉 着 改 秀 
Fit: 

“ 改 秀 ! 你 …… 你 如 得 你 十 四 岁 时 候 ， 娘 颌 着 你 ， 从 老 
家 逃 到 这 儿 ， 不 是 国粹 他 和 例 收 留 昨 娘 俩 ， 早 骨头 化 成 灰 了 。 
See 看 …… 看 他 驳 的 脸面 ， 咱 吓 他 再 不 干 这 事 就 对 啦 ! eee eee? 

改 秀 心里 急 的 没 法 。 她 女 的 眼泪 掉 在 她 手 上 。 

“th (RE PRL 那天 磨 面 你 还 说 这 些 死 东 西 ， 早 


DX MESEILAS, AJL Beer? 

“We, 他 是 刘 家 一 苗 根 ， 他 是 你 男人 呀 ! TASER AGE 
中 湾内 心 。…… 2 

“Wer 不 管 他 是 我 的 什么 ， 他 反对 革命 ， 反 对 毛 主席 ， 
fH AL ARRIVAL 讨 不 检举 反革命 , 座 就 和 反革命 一 条 心 。 
WY 你 是 和 毛 主 席 一 条 心路 ? 还 是 和 反革命 一 条 心 耳 ?” 改 秀 
手 搬 着 她 娘 的 肩膀 下 描 ， 好 象 她 娘 睡 熟 了 ， 睡 的 那么 沉 ， 她 
BEE Ad MEK 

她 女 放 开 手 , 低下 头 , 好 一 阵 功 夫 没 言语 。 过 了 一 会 儿 ， 
摊 起 头 来 ， 含 着 两 泡 眼 泪 ， 看 着 墙 上 贴 的 毛 主 席 象 襄 ;“ 娘 居 
糊涂 ， 改 秀 ， 你 去 ! 你 快 去 !” 

门 外 ， 大 风 大 雪 乱 飞 ， 改 秀 把 破 棉 检 紧 紧 右 在 头 上 ， 嘴 
对 普 她 嫂 耳 采 划 :“ 我 回 求 在 咱 后 墙 上 的 三 下 ， 你 就 来 开门 ， 
FARES SILI ” 

看 着 改 秀 抛 过 恋 ， 她 娘 轻 轻 插 上 门 闫 ， 回 到 自己 层 里 。 
这 一 列 ， 她 心里 乱 粉 粉 的 ， 坐 队 不 安 地 等 着 改 秀 归来 。 


一 
Vs 


PSL MH AERP, 家 家 都 睡 下 了 ,一 叫 
束 会 层 动 起 | 四邻 来 ， 于 是 她 自己 向 大 路 走 去 了 。 

桂 树 ， 村 舍 ， 麦 田 ， 大 道 ， 处 处 盖 了 一 层 厚 厚 的 白雪 ， 
白 东 茫 的 一 片 田 野 上 ， 只 有 西北 风 的 声 亚 ， 在 改 秀 卫 淋 边 肪 
腹地 乱 叫 ;风头 象 针尖 一 样 刺 进 了 她 的 骨肉 ， 大 雪 还 在 不 停 
地 飞 姓 ， 她 把 头 用 围巾 包 的 紧 紧 的 ， 只 露出 两 具 眼 哺 ， 绞 下 


头 ， 和 急 急忙 忙 的 赶路 。 

起 初 ， 她 还 有 点 胆 层 。 风 顶 得 她 连 气 也 出 不 上 来 ， 她 长 
了 这 么 大 ， 独 自在 这 样 大 风 雪 的 深夜 里 ， 走 远 路 ， 还 是 头 一 
回 。 到 处 狗 在 乱 叫 ， 她 心里 不 党 害怕 起 来 。 但 当 她 想起 ie 
英雄 刘 胡 兰 ， 她 映 上 立刻 冒 上 来 一 股 力量 。 人 家 地 十 七 岁 ， 
焉 为 租 国 做 了 那么 光荣 伟大 的 事情 ， 舱 在 敌人 负 刀 上 ， 还 没 
有 表现 出 一 点 害怕 ;我 在 祖国 自己 的 土地 上 走路 ， 就 是 深夜 
又 有 什么 可 怕 的 呢 ? 从 前 我 是 踩 在 人 脚底 下 的 女人 ， 这 阵 翻 
了 身 ， 学 会 看 报 ， 懂 得 国家 大 事 ， 这 是 怎么 来 的 呀 ? OR 我 
还 自 个 青年 团员 ! 光滑 难 行 的 道路 ,一 点 不 能 阻止 她 的 前 进 。 
风 吃 ， 狗 是， 她 都 听 不 兄 了， 只 能 听见 雪 在 她 的 脚底 下 沙沙 
地 啊 着 。 她 抬 起 头 ， 迎 着 风 ， 在 没有 一 个 足 印 的 零 地 里 ， 快 
WEA © FERRER BAW, TERMI AT At. 

Hi EK BE, FAT PH. 

区 干部 刚 散 会 ， 人 们 还 在 争吵 着 问题 ， 突 然 跑 进 一 个 瘦 
小 的 青年 妇女 来 ， 热 烈 的 争论 ， 立 到 安静 下 来 ， 大 家 的 眼睛 
都 集中 到 进来 的 人 身上 了 。 

度 里 调 瘟 着 旱 烟 的 烟 害 ， 煤 测 灯 忽悠 忽悠 地 内 着 光亮 ， 
改 秀 打量 看 屋 里 的 人 ， 把 破 棉 检 扔 在 墙角 里 ， 抓 着 区 委 书 如 
Fey WS Ee 

“Er 快 ， 快 ， 快 抓 …*…” 

从 疾 动 的 声音 里 ， 老 王 听 出 来 是 于 改 秀 ， 忙 训 ; 

“是 你 ， 改 秀 ! 出 了 什么 事 ?” 

“FETs 快 快 ……” 改 秀 急 的 话 都 般 不 上 求 。 绥 了 一 阵 ， 
二 六 概 的 报 生 了 了 一 下 情况 。 


“ 


WEA Bilal Fam He, 

“WY Xe RARE 1” 

区 委 书 妈 上 听 完 ， 就 对 武 委 会 主任 就 :“ 老 和 淋 ， 赶 紧 集 合 儿 
个 民兵 ， 马 上 带 着 武器 就 走 。 改 秀 ， 你 领 着 路 !” 

{LMS MIZE, AAMAS TERLUL. AGE ME 
出 光亮 ， 天 快 明 了 。 

FF KAIF SPA. 

北 屋 那 两 个 人 正 睡 得 象 死 猪 一 样 ， 做 着 他 们 永远 也 不 能 
册 实 现 的 美 蕉 。 民 兵 们 上 去 和 灿 半 了 他 们 。 在 那个 人 的 身上 搜 
出 一 枝 小 手 检 ， 几 张 盖 了 公章 的 空白 条 子 ， 一 封 信件 ， 原 来 
这 人 正 是 一 个 反革命 暴动 案件 中 的 漏网 凶 犯 。 

刘 国 粹 具 开 眼睛 ， 还 企图 机 束 ， 问 民兵 为 什么 黎 他 。 改 
芳 气 异地 指 着 刘 国 粹 的 脸 襄 ， 

“还 效 什 么 好 人 ? 等 你 的 美国 干 爹 救 你 来 吧 。 你 把 那个 
小 黑鱼 子 埋 在 哪里 了 ? 襄 ! 你 说 !” 

对 国粹 狂 莱 狠 狐 地 搭 拉 着 脑袋 。 

改 秀 她 女 从 外 面 走 进 来 ， 这 一 障 她 在 院 里 找 埋 小 黑 和 包子 
的 地 方 ， 好 容易 找 见 了 。 因 为 走 的 太 慌 张 ， 脚 又 小 ， 几 乎 摔 
在 门槛 上 ， 一 个 民兵 把 她 扶 信 了 。 她 结 精 巴巴 地 锅 ， 

ER HR 全 二 在 北 屋 …… 后 …… 后 面 和 那 Be FH 
tink” 

KURDS ae, ZY HME ee, “yey 

EF XS JL ERE a, 她 懂得 了 要 灯 什 么 , 要 爱 什 
么 。 她 十 脆 俐 落地 襄 : 

“你 反对 人 民政 府 ， 你 不 是 我 儿 。” 


留 下 购 个 民兵 看 守 硝 他 们 。 大 家 都 到 院 里 去 了 。 在 老 溉 
J 例 出 了 一 个 小 黑 条 子 。 打 开 一 看 , 里 面 装着 五 

于 权 弹 ， 一 村 手枪， 前 是 美国 造 的 武 右 ,还 有 一 个 小 狼 包 。 
hy TPA — A, 里 面 有 两 张 委任 状 ,一 个 胸 盖 。 原 来 
刘 国 粹 是 首先 军 第 十 九 军 的 一 个 上 校 团 长 ,在 太原 快 和 解放 时 ， 
政 人 有 计划 的 隆 藏 下 来 的 两 个 反革命 组织 里 的 大 队长 。 不 管 
他 们 自己 还 怎样 狗 辩 不 认罪 ， 证 件 明 明 捍 在 那里 了 。 

PRPS PEA. aE, ABE To 

Ae AEE HIN SM, AEM SAAR, FEES 
了 县 里 。 


七 


自 检 举 了 刘 国 粹 以 后 ， 刘 家 庄 过 去 工作 中 存在 着 的 一 些 

众 关 系 的 问题 ,干部 瓦 相间 的 团 糙 问题 都 益 清 楚 了 ， 
党 文 部 书记 检查 了 自己 的 脐 闸 思想 。 改 秀 也 工作 得 更 积极 了 。 

团 文部 大 会 上 选 她 做 了 宣传 委员 。 她 奶 也 变 成 村 里 老年 人 当 
中 的 活跃 人 物 ， 她 到 处 去 宣传 。 

乔 届 的 时 候 ， 区 上 召开 了 铬 压 反 革命 分 子 大 会 。 改 秀和 
MUA HD Le ate St ECAR ALAR GR 

“…… 咱 们 大 家 要 控 亮 眼睛 ， 那 些 死 顽固 东西 ， 上 腿 红 咱 
MSF A, RUA HEPA A RB, CPA ae ie Rak 
呀 7 

“AR Sines, RAZA, Sha 
WHtkK—Ppiealar AE, Boag A BFF AMO PKA UGA 


hat {-. SO (aA: 

“FART ALAS 2 I STAR WAM A ee Be ee Fuk 
Fe” Sa PAPI GEES 

Waa, —TE-tKICE. dade, JL, HEL 
WA So Base A AH, PA AOA a, FRAC BCAA AIA 
Be MEA Ra RL HLH FS AS EL BK AE EFS A BET IY 
热 灾 ， 她 瘦弱 的 脱 庞 上 显 出 红润 的 光彩 ， 这 两 年 来 她 从 没有 
RERKAK, MAL PAS ah: 

“我 做 的 事 很 少 ， 以 后 还 应 该 为 得 国 做 更 多 的 事情 。” 


李 % mt 


EAN FT ARE AES ETA 0 

MAA AGE Lo 

那天 下 办， 大 伙 都 由 在 帐篷 里 ， 打 相克 的 、 唱 唱 的 …… 
吵吵 喷 呈 ， 热 热 并 关 。 

CIR BGA AK, FAK ABI AL. 

XA, AEP YS, ABBA RAY eT EE Pi 
RAAF Ee. KIM, ERG WEATBIM, PNSER, if 
Wee NES, 7 RAH BH 

管理 中 夹 着 个 行李 窟 儿 走 进来 ， 把 名 册 朝 他 一 递 说 ;“ 登 
Be 

“De eS PE 

“我 来 。 管 理 员 拿 着 名 册 , Tels “PRUE Z 4 Le” 

“ 武 有 宋 。 | 

“无 有 用 ! 无 有 用 还 能 来 修道 ?” 家 淮 子 王 伸 舌 调皮 的 襄 。 

管理 员 把 行李 放 在 门 劳 空地 上 ， 告 诉 武 有 末 :“ 你 不 在 这 
儿 睡 吧 。” 


“We, 我 又 来 了 个 邻居 。? 家 淮 子 于 ， 一 边 号 张罗 罗 的 归 
攒 目 个 的 东西 ， 一 边 帮 助 这 个 吓 “ 无 有 用 ”的 人 铺 草 放行 李 。 

KRAMESE SR, RIE SCAR” AAS, PRCA 
慢 曙 的 呢 ， 看 样子 大 构 是 怕 喇 着 。 

守 他 上 吃 完 ， 大 伙 早 就 租 下 了 。 这 “无 有 用 ”一 出 帐篷 门 ， 
有 人 就 喊 喊 吐 吐 的 就 ;“ 这 家 伙 扶 是 水 符 没 深 Ua! ANTE 
Wi aR AL A, 7c 47 Hl.” 

“我 看 可 有 用 。 EE PE “LEP ER PPA 

大 伙 一 听 ， 都 笑 了 。 

“无 有 用 ” 彼 分 配 到 伙房 打杂 ， 干 些 挑 水 \、 辟 柴 禾 , 洗 玉 、 
烧火 等 堵 活 。 有 人 褒 :“ ‘无 有 用 ' 就 得 干 无 有 用 的 活 。” 

不 怪 由 “无 有 用 ”的 确 限 别人 两 路 劲 儿 。 人 家 上 吃 修 指 用 
碗 ， 他 却 使 放 。 他 把 于 挫 上 个 生 布 条 子 , 整 天 别 在 腰带 子 上 ， 
生怕 丢 卫 似 的 。 他 一 动弹 ， 这 骤 就 乱 游 沙 。 隔 远 看 ， 好 象 挡 
的 是 臣子 炮 。 可 怪 ， 没 几 天 ， 全 修道 队 的 人 大 牢 都 用 幼 吃 艇 
了 。 人 们 裔 这 玩意 儿 好 :， 轻快、 不易 坏 、 盛 的 多 、 凉 的 快 、 
NEF. UF ase 

BBUF, 7X “HAN”, PERSE TH EWA HOR i 
Foo TUN GA BARNA Ts 以 后 是 别 了 ， 把 “有 ”学 
Fi, BTW “ACH”. 

这 天 不 知 谁 把 一 件 大 衣 和 一 只 电 简 挂 在 帐 造 门 蝇 。 这 样 ， 
出 来 进去 ， 挂 挂 拉 拉 怪 挡 碍 的 。 家 省 子 寺 走 进来 ， 摘 下 大 六 
AU Tes FEB — D5, “OWASEENB, FTIR ACHR, ”可 是 “无 用 ” 





进 屋 一 看 ， 就 又 拒 起 来 ， 照 原样 挂 上 了 。 

“ 嫌 挡 碍 才 搞 的 ， 你 还 往 上 挂 ! ”大 伙 有 点 不 乐意 了 。 

“ 挂 这 用 处 大 啦 。” 无 用 ”把 大 衣 一 披 ， 电 简 一 担 ， 种 气 
的 说 道 ; “夜里 雍 出 去 披 上 大 衣 驶 得 着 凉 ， 有 个 亮 就 各 不 倒 。” 

“人 家 赁 一 片 好 心 ， 反 倒 换 个 驴 肝 肺 。" 大 伙 不 好 意思 起 
来 。 

也 不 知 怎 回 事 儿 ， 大 伙 觉 着 跟 “ 无 用 ” 比 以 前 灯 近 多 了 。 

这 天 一 早 ， 伙 食 长 告诉 “无 用 ”“ 吃 过 早饭 厌 帆 车 , 上 工 
地 东边 三 道 湾 把 新 买 的 那 -一 百 多 榈 柴火 拉 来 。? 

“EFA” YAW, FEB 

Wek, “无 用 ” 左 一 担 右 一 担 的 挑 起 水 来 了 。 别 人 间 ;“ 不 
中 你 拉 柴 火 去 吗 ?” 他 襄 ; “已 不 了 。? 隐 午 伙食 长 来 间 他 :“ 拉 来 
ie 多 少 脚 钱 ? 条 子 呢 ?”“ 无 用 ” 笑 了 笑 ， 不 慌 不 他 的 如 “下 
没 去 呢 。” 

cit) 明天 一 早 等 着 烧 呢 1 "伙食 长 炸 了 ， 搬 个 帽子 就 给 
无 用 扣 上 了 ; “明天 识 了 锯 你 要 负 整 个 责任 ! ” 

“MEAN, FEEL Hie AEF” EMMY AY Be “再 挑 上 九 
担 水 也 不 晚 。” 

H Kini Pa, “无用” 才 去 。 

伙房 的 人 心里 揣 个 阅 戎 蘑 ， 不 知 “ 无 用 ”到底 有 啥 窍门 。 

“无 用 ”到 了 地 方 ， 一 屁股 坐 下 , ARR, 象 没事 
于 似 的 。 不 一 会 工地 下 班 了 ， 人 们 在 一 知 俩 一 伙 的 走 过 来 。 

“无 用 ”上 前 堵 住 :“ 停 停 !” 

KOK EHE fs “BEL” 

“ 宏 手 走 多 不 好 看 。 ALL” TEAR, “者 帮忙 , DAB 


a 
“对 头 ! ”大伙 同意 :“ 自 个 的 伙食 ， 应 该 多 动弹 点 。?” 

你 拭 一 赔 ， 他 挟 一 个 …… 这 一 堆 紫 火 没 用 车 拉 ， 一 个 钱 
儿 没 花 。 大 伙 都 说 ， 

“想不到 “无 用 ”这 家 伙 ， 还 想 出 个 有 用 的 办 法 ! ” 

这 儿 天 伙房 的 土 复 一 个 也 没有 了 。 不 用 襄 ， 是 叫 大 伙 拿 
去 了 。 因 为 工地 的 土 能 有 者 没 底 ， 上 装 下 漏 。 买 ? BA. 
候 土 木 建筑 这 活 太 多 了 。 

HE JLAEFT AR snd pe Aion VER, FR, 
NBT RAT. ThE Ait tities EB, FEAR mares t 
ye AAMT: “PEAR EL ‘无用’， WO ey 
怎么 埋怨 ,“ 无 用 ”总 是 笑 了 呵呵 的 。 

KATH, ARCEMIS. “SCN” EPL, web JLB 
喝 的 : 

“HAR AE” 

Kiki: “WPA?” 

“河沟 里 ， 干 哪 哪 的 。” 

“Kitt HE "REF Et: “FEAR LARS 5B?” 

“TZ AL ID FF” 

“BRAT AU ” 

“Fe ATX EM Mi BEA ILIRS.” “OC” bts “HE Dea a 
我 篇 一 个 。” 

“Fe PT ARE IL AMR FARES “HRS BIE SS, 
AS AFP LEAS Dove” MLTR aS PS BT HH SE. ae 
突 看 就 : “TX — FB BE SB” 


晚上 大 伙 都 复 下 了 ， 无 用 ” 才 从 伙房 回来 。 一 进门 他 不 
“哈哈 哈 ! 哈 ……” 扯 着 嗓子 笑 超 来 , 眼角 的 铀 级 开本 采花 ， 
WF ALS 

这 一 来 ， 可 把 大 家 了 内 楞 了 。 

“哈哈 ! ASJLIERF £5 DBD mIME. OCHA” hs “FEAK 


ae, A AMEE, HIB. Be OLA? ea HK 
AHL ME. 

有 人 说 :“ 吃 那 点 鱼 还 能 长 生 不 老 ?” 

“无 用 ”不 顺 气 ， 只 是 手脚 一 齐 忙活 ， 汗 珠子 直 往 下 沈 
DS, (ULM AS PRB 

天 亮 了 。 大 伙 扑 起 来 一 看 ; SEN” KEEBLE, FH 
SMES IL, REARS EL, MEMEO YY. MEAT 
KS BASHA. —RERSUL 

大 伙 把 他 推 醒 ， Fil s “AA REE? - 

“FA Se “FESA HRI Es “AIX PEA EAS 
的 比 吃 刍 有 用 。? 

“对 劲 ! ”大 伙 襄 ;:“ ' 无 用 ' 中 能 想 出 个 有 用 的 办 法 。” 割 条 
儿 的 几 个 人 散 :“ 生 米 作 成 熟 饭 了 ， 把 抬 信 分 痊 我 们 一 个 吧 。? 
“无 用 ”一 口 答应 ; “ 行 。” 

KBs “工地 缺 土 秘 儿 使 ， 咱 们 把 抬 禾 拿 去 就 就， 看 看 
{TAR ST. IX, TAREE RELA. APMED RY 
多 、 能 装 石头 、 好 装 好 倒 、 省 绝 子 局 担 …… 

全 工地 展开 了 学 习 “ 无 用 ”业余 炉 介 运动 | 

hy UsGll, Be, AME, RAMI ILS Wi 


山 逼 野 ， 吵 儿 巴 喝 ， 热 火 朝 天 。 
REF Ewes “OAM SRT EMA; PER SEMA BE 
没 儿 天 ， 全 工地 的 秒 ， 够 使 了 ! 
Atk abit: AGA” WM. FARE “AGFA cmd “re 
HA” APRA, RK “BEA” 7. 
Cie FRESH RAR HLTA BR EL) 


除 入 夜 战 
张 OH 


除夕 这 天 , 全 社 的 青年 人 叶 是 忙 个 透 欢 。 巧 手 的 姑娘 们 扎 
着 各 式 各 样 的 花灯 角 ， 小 伙 子 们 则 忙 着 准备 爆竹 。 等 把 这 些 
事情 办 完 ， 青 年 们 又 开始 收拾 起 家 具 来 。 氛 锁 的 氛 鳅 ， 人 销 
的 钉 锁 ， 挫 士 艇 子 的 挫 土 能 ， 象 战士 在 准备 一 场 大 的 战斗 。 

傍晚 ， 西 北 风 江浙 刊 起 来 。 

永昌 坐 在 院子 里 ， 用 互 片 仔 番地 据 着 尖 销 。 他 的 心里 ， 
也 象 随 着 氛 亮 了 的 尖锐 一 样 ， 放 出 亮光 来 。 

这 些 日 子 的 变化 ， 轩 使 人 从 心眼 往外 的 兴奋 。 打 井 、 积 
肥 、 除 四 害 、 讨 卫生 ， 都 搞 得 并 通通 的 。 还 有 ， 他 和 玉 梅 的 
事 ……。 

就 拿 打 井 向 吧 ， 更 是 大 快 人 心 。 今 年 的 农业 生产 就 要 全 
部 实现 水 利 化 ， 襄 什么 : “天 上 水 ， 地 下 拦 ， 地 下 水 , 拿 上 边 ! 
清泉 水 ， 灌 农田 ”看 样子 这 儿 千 年 来 的 早 海底 蚜 ， 如 今 就 要 
控 甫 了 。 这 怎 能 不 叫 全 村 的 男女 老 幼 干劲 十 足 | 

青年 人 ， 当 然 要 在 一 切 运动 中 起 先锋 作用 。 支 部 号 召 仿 
RU LAT RA SL 租 成 五 个 突击 队 , TELS, ET 


小 伙 了 于 们 的 劲头 。 哼 ， 为 什么 打 件 宿 ， 二 有 瞻 首 大 夜 的 干 它 儿 
天 几 箱 得了。 今年 春 腑 子 这 样 短 ， 早 打 一 天 是 一 天 ， 多 打 一 
眼 是 一 腿 ， 为 喻 非得 死守 着 一 百 三 十 眼 1 

支部 还 襄 , BETEST IE A PIP RATEAE. ARI LAEMEL, 
拿 出 武松 打 虎 的 劲头 ， 和 他 们 好 好 二 一 场 ! 

永昌 想 着 想 着 ， 仿 佛 芙 的 来 了 干劲 ， 站 起 刁 ， 把 尖 锁 半 
过 头顶 ， 然 后 用 力 往 地 下 一 蚀 ， 冻 土地 发 出 紧 硬 的 理 响 。 

“PRIX FEAR UB AEA Eek th Ei OK RSE HK, 
到 永昌 里 前 ， 沉 下 干枯 的 老 脸 :“ 二 十 好 儿 的 人 了 ,还 不 定性 ， 
大 三 十 能 动土 吗 ?” 

永昌 没 敢 抬头 ， 窗 了 一 会 ， 待 娘 走 了 ， 才 朝 娘 的 背影 作 
个 鬼脸 ， 然 后 又 轻声 地 自 语 :“ 哼 ， 不 能 动土 ， 什 天 晚上 还 要 
把 地 和 给 翻 过 来 哪 ! ” 

娘 跨 进 房 门 ， 又 看 见 淑 英和 趴 昌 也 在 忙 得 脚 打 后 脑 护 。 
Ut Be PELE Sh SL aS ERG RM, TTA TERI EMT 
MST SSCA MSG BET. te lt Jus 
AND iia HE PPR MS Fo Es “PRL AB hi | 2” 

UNDE , VORA ASAR, BRE TEAUL AS, WA 
AR AT tt, DipbsP ASIA AA AA, iF JADE HK 
SPR, AAEM: “ABS, “4A KE Ab 
R(t, TRA BA, SWEPT RIL, SIP RAI 
支 Pp 2 

“ 今 个 晚上 还 打 井 ?? 娘 吃 了 一 惊 ， 然 后 干 于 用 腕 地 训 ， 
“ 昨 们 不 去 ， 大 三 十 ， 怎 能 到 野地 里 去 胡 并 1 ” 

“打破 常规 么 ! "ABA KEENER, UR ELT 


HE, “FEM IAEA ERT 0” 

TA UL UL, ET HERP” PS EY RS 
ZILTU, JR. 

“He ANAM RAW, FRETIER Abs HV a we 
Noy 99 

RIN, MRO: “SANE RPP, BEL ANHE HH 
去 乱 招 ， 不 是 你 婚 老 保守 ， 平 常 我 怎 没 拦 你 们 ， 这 对 你 倍 个 
AAG BEART ove eee ” 

Mi, AMAR PIER 

淑 类 把 永昌 找到 西 墙 角 ， 鞭 昌 也 悄 手 展 脚 地 凑 过 去 。 淑 
英 小 声 的 襄 ， 听 媚 的 话 头 啊 ， 今 晚 保证 不 能 答应 我 们 出 去 
2 

“我 早 厌 得到 了 ， 可 那 也 不 能 掉队 呀 ”永昌 很 认 丑 地 
Bo 

“是 啊 ， 咱 得 想 个 法 子 呀 。” 

其 如 突然 从 背后 钳 出 来 ， 比 手 划 脚 地 计 ;“ 依 我 看 哪 ， 等 
会 儿 到 时 修 ， 你 们 就 一 个 一 个 溜 了 吧 ! 等 回来 ， 她 愿 怎 办 就 
怎 办 咀 ， 反 正事 也 办 完了 。?” 

“TABOR BRS TERR, KEN?” a SAE FES HE 

“Hee TCE SUL PRP, (52 Wi) 3 A A: 
ny 

— FRIIS 2S DL, TELA Sea L ay aS A Boe 28 ll Bl Bot Fo 

女 在 屋 里 喊 : “ae TET BER” 

TBS) ”永昌 把 一 对 和 杠 五 星 灯 能 挂 在 房 门 两 旁 ， 又 把 屋 里 
MIM C/A SZ A hE AS. RTA MMT, “YRBE, 3K, 

EM aa 


在 屋 把 面 输 我 和 出 来 ! 永昌 ,来 , 把 外 地 某 板 上 这 蒜 璋 一 乔 !，” 
WISE Ae, WRASSE, ZA CEA ed, doe 
超 小 烟 袋 ， 一 边 监 祝 着 这 两 个 青年 人 。 

ABER], WLR ese Te, RLS. 
HE FE WS LD {OGL ” | 

外 面 更 黑 了 ， 深 蓝 色 的 夜 宗 里 已 出 现 许多 星星 。 星 星 肝 
着 眼睛 ， 仿 佛 也 在 为 他 们 着 和 急 ， 可 网 突击 队 出 发 的 时 间 到 
fs 

SLB RAS ek FF EL PD HEE (LE LE BRL HE, 
其 实 她 还 没有 往 面盆 里 加 一 滴水 。 永 昌 的 两 把 荣 刀 在 荣 板 上 
慌乱 起 来 ， 时 快 时 慢 ， 有 时 其 至 停 下 来 。 想 什么 办 法 脱身 
Ver 女 的 眼睛 瞪 得 溜 贺 ， 时 刻 地 肛 着 他 们 。 

可 是 ， 娘 再 精 强 ,也 比 不 过 这 小 伙 子 。 趁 娘 出 外 抱 柴 禾 ， 
AKER], wR, “USE, 快走 ! ”接着 提 超 尖 销 ， 迅 
TUES GT, SMR, SEA POL 
里 去 。 

到 了 大 门 外 ， 永 昌 想 等 等 淑 英 ， 可 侧耳 一 听 ， 娘 正在 吹 
喝 着 她 留 在 家 里 呢 。 他 得 意 地 想 ， 姑 娘家 总 是 没有 小 伙 子 行 
动 的 快 ! 

他 怕 晚 了 ， 便 红 起 尖 锌 ， 大 踏步 地 朝 高 级 社 门 前 跑 去 。 
忽然 前 面 也 跑 过 来 一 个 黑人 影 儿 ， 到 近 前 一 看 ， 原来 是 玉 
梅 。 

“你 怎 才 米 ? 突击 队 都 出 发 了 ， 我 正 要 找 你 去 呢 。” 玉 梅 
Seas GRE 

还 没 等 永昌 问答 , 玉 梅 便 拉 着 他 的 衣襟 ;“ 快 走 , 捞 他 们 

a ate 


去 !” 

RAVINE, BRE EA TAA A, RAKE 
天 上 几 颗 是 星 ， 把 它 那 淡 疮 车 的 微 光 ， 投 进 无 边 的 夜 海 。 西 
Ab ABH RE IR, PEA EWA RB 

跑 到 村 外 ， 玉 梅 回 头 喊 一 声 :“ 跟 我 来 ! ”接着 一 前 一 后 
两 个 人 便 顶 着 刺 脸 的 赛 风 ， 沿 着 将 能 看 得 出 的 用 野 小 路 ， 回 
着 除夕 的 黑夜 和 无 边 的 北大 殉 平 原 上 飞 奔 。 

跑 了 一 阵 ， 听 见 - 一 声 爆 人 竹 巨 响 ， 两 人 停 住 脚步 ， 只 网 前 
面 ， 从 东 到 西 出 现 了 五 堆 火 。 那 火光 内 内 跳 跳 , 越 来 越 光彩 、 
BA FE 

玉 梅 兴奋 得 跳 起 来 : “永昌 ! 你 看 ， 他 们 到 了 ! Be EE 
BH, MaKe BHA. Wr, HERR ABR 1” 

my FE, {UL Ae oe EEA SHEER, FEA 
HESSEN ER RAGA EBA. GIRBR, RAM SIN. THe 
IRS, KAMA: OK, MASALA RTI” 

“好 ! ” 玉 梅 应 了 一 声 ， 蛇 女 着 永昌 ， 踏 着 横 壤 向 火光 急 
急 地 走 去 。 

也 许 因 为 脚步 太 快 ， 玉 梅 突 然 被 一 棵 楼 子粒 倒 ， 但 她 没 
有 作 声 ， 立 刻 忍 着 疼 爬 起来。 等 永昌 发 党 ， 人 家 已 迈 出 了 一 
步 。 

“来 ， 我 扶 着 你 , ”永昌 架 起 玉 侮 的 胜 膊 , RRL AER, 
丽人 网 崇 一 双 灵 捷 的 小 燕 ， 恨 不 得 从 田野 上 文 时 飞 起 。 

离 火 光 不 还 了 。 已 经 清楚 地 听 到 馈 鼓 珊 起 来 的 有 节 痊 的 
Gis aca 

o ATH SAE, “CRRA _E 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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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 来 了 ! 一 ”火光 中 有 人 高 声 地 喊 ， 接 着 ， 包 鼓 
更 鼎 天 动 地 的 响起 来 。 

儿 个 小 伙 子 ， 把 火 堆 中 燃 得 正 旺 的 秘 稽 栏 , HAR PRB, 
高 举 过 头顶 ， 好 象 要 把 天 上 的 星星 烧 得 更 亮 ， 把 整个 除夕 的 
黑夜 驱 走 似 的 。 

永昌 跑 上 前 , 挫 了 一 根 火 头 , iE 放 了 三 个 “二 跑 
脚 ”。 

“大 家 静 一 静 。” 玉 梅 大 声 地 喊 :“ 把 所 有 的 灯 往 都 点 上 。， 

去 时 ， 这 欢腾 的 田野 更 加 明亮 ， 仿 佛 就 象 白天 。 

玉 梅 穿 一 件 紫 地 的 小 花 荆 ， 站 到 已 经 打 过 几 尺 深 的 井 边 
土 堆 上 ， 站 到 越 来 越 猛 烈 的 西北 风 里 , SETA, TAU YY FS, 
冷风 吹 得 她 两 条 小 关上 下 翻 飞 。 这 个 平时 看 来 还 是 个 小 孩子 
的 玉 梅 ， 现 在 却 象 个 坚强 的 战士。 她 那 双 黑 大 的 眼睛 ， 也 显 
得 格外 的 明亮 ， 有 光彩 。 她 亮 着 嗓门 ， 喊 道 ; 

“突击 队员 同志 们 ， 为 了 改变 我 们 “ 八 百 里 旱 海 ， 的 面 
狐 ， 竹 取 农业 大 丰收 ， 党 号 召 我 们 实现 水 利 化 。 我 们 青年 人 
要 坚决 响应 ， 井 且 要 起 带头 作用 ， 生 取 在 正月 的 打 井 突击 运 
动 月 中 , MAKKAH, 缕 续 打 井 一 百 二 十 上 腿 。 那 时 候 ， 就 
象 支部 书 训 所 训 的 : 那 怕 它 十 年 九 旱 , 就 是 十 年 不 落 一 滴 雨 ， 
我 们 也 能 保证 丰收 。 

“突击 队员 们 ， 今 天 我 们 响应 了 团 的 号 召 : 三 十 在 井下 
过 大 年 ; 初 一 输 莫 山 去 拜年 !， 正 是 为 了 这 一 伟大 的 跃进 。 

“我 们 除 儿 第 二 打 井 队 ， 导 我 来 做 临时 队长 , 我 很 高 兴 ， 
愿 和 大 家 共同 地 、 坚 决 地 完成 任务 ! ” 玉 梅 路 了 口气 ， 又 挥 起 
源头 , “大 家 有 没有 这 样 的 决心 ?” 

Sr a 


“有 ! ”象山 崩 地 裂 似 的 一 声 喊 ， 从 突击 手 们 的 口 里 一 齐 
发 出 。 

馈 政 叉 喇 了 一 阵 ， 类 炮 又 放 了 一 阵 ， 光 子 又 唱 了 一 阵 ， 
突击 开始 了 。 永 昌 第 一 个 遥 去 棉 栈 ， 跳 下 井 去 ， 紧 跟着 的 第 
=A BAL EE 

AEWA AK +P aa ST, ACHUABIE SRRL, S87 CE Beh 
Ham. PEt, BR AFM, SRSA Bem, Abhay) 
Mr Eat SINE, PFE TERA ZI BR 
ARG, XAFREAE TELA El RAAB IM 

POSPAING A, (AGT Hwee PRS Alas, 2c ke a 
AMMEN He PEA TAR a, BT SESE PE Lee OK BEA, 
越 密 。 大 地 很 快 铺 上 了 一 层 银 秸 ， 永 昌 和 玉 梅 的 脸 上 ， 一 片 
片 的 雪花 融 成 汗 珠 。 

突然 , 永昌 象 发 现 了 什么 巨 宝 似 的 , 两 只 手 高 举 起 来 喊 
“同志 们 ! 胜利 了 1” 

这 一 声 ， 无 其 是 井上 的 、 井 下 的 , 和 正在 梯子 上 运 土 的 ， 
都 停 下 来 , 围 失 过 来 看 。 原 来 从 永昌 侧 下 的 一 块 石头 底下 , 冒 
出 鸿 涌 的 清水 来 。 去 时 ， 所 有 的 突击 手 们 都 振臂 高 呼 : “我 们 
胜利 了 1 胜利 了 ……” 

“同志 们 ,还 是 继续 干 哪 :1 ” 玉 梅 大 声 地 向 井上 喊 了 一 句 ， 
SOK BAA FAS RR 

AFR, Upc 77 “SUM ME ? HUNeB We TAF 

ERE, AKA AIF PASSE TGF IML. HE EZ) HUMES BAR 
上 来 ， 这 才 知 道 大 地 已 洲 了 一 十 多 厚 的 白雪 。 

玉 梅 拍打 拍打 身上 的 泥土 ， 把 控 在 背后 的 两 条 小 办 松 

Sa a 


开 ， 又 站 到 比方 才 更 高 更 大 了 的 土 堆 上 , 高 喊 着 说 : “同志 们 ， 
我 们 鸣 除 之 夜战 ， 胜 利 的 收兵 了 1 …… 有 
“我 们 不 同意 收兵 ! 我 们 要 干 到 天 亮 !” 永 昌 和 另 一 个 小 
伙 子 一 齐 举 起 窗 头 呼喊 。 
“同意 ! 我 们 要 打 个 遂 宿 !” 
“我 们 要 连 秆 地 干 它 几 天 几 宿 ! ” 
“不 完成 一 百 二 十 眼 任务 ， 决 不 收兵 1 ” 
几乎 所 有 的 人 都 举 起 案头 来 喊 , 嘱 野 上 又 是 一 便于 响 。 这 
可 难 坏 了 玉 梅 ， 如 果 不 答应 他 们 的 要 求 ， 会 不 会 给 他 们 的 
热情 泌 上 冷水 ? FESR AO SAME HRA, 如 果 
答应 吧 ， 叉 想起 支部 委员 会 的 决 获 ， 她 立刻 夹 妇 地 笑 基 说: 
“同志 们 ， 支 部 为 了 适当 照顾 每 个 家 庭 欢度 春节 ， 没 有 答应 
咀 们 打通 究 的 要 求 。 可 是 ， 突 击 队 员 同 志 们 ， 如 有 果 有 决心 ,， 
明天 晚上 再 会 ， 好 么 ?” 
“好 ! ”又 是 一 再 山 朋 地 裂 的 呼喊 。 
突击 队 开始 返航 了 。 最 前 头 是 两 个 小 伙 子 挑 起 两 挂 正 在 
GRIMES ERR, SRR AEE ARR APL, BEGAN RAT 
第 。 小 伙 子 们 散乱 的 穿插 在 姑娘 们 中 间 , 一 边 扭 起 秧歌 , 一边 
点 放 着 “二 足 脚 ”。 压 后 阵 的 是 大 铺 大 鼓 大 钱 。 芙 是 馈 鼓 史 天 ， 
冰 炮 齐 路 。 五 个 打 井 队 都 回来 了 ， 田 川上 神 回 来 五 条 火龙 。 
当 这 些 打 井 猛虎 们 汇聚 在 村 口 时 ， 突 然 爆 发 出 一 片 江 亮 的 歌 
声 : “年 青 的 人 ， 火 热 的 心 ……” 这 歌声 旭 交 在 继 个 北大 欧 的 
平原 上 ， 打 破 了 几 和 干 年 来 除夕 夜 的 宁静 。 
在 突击 队员 们 分 散 回 家 的 路 上 ， 玉 梅 和 永 吕 悄 怡 地 洛 在 
Ls es 


后 面 。 

街 上 家 家 户 户 都 做 开 着 大 门 ， 房 六 前 都 挂 着 一 对 红色 灯 
fa, HE CERES GCP AME TERR RR, TGR. PIS AER 
Hh Bt SE HI TSR PEK 

TAS NS, WARK STAM. BR, KADAKA 
然 地 低下 头 ， 小 声 地 谢 :“ 玉 梅 ， 咱 俩 的 事 怎 么 样 了 ?2?” 

“FE ARG ANS REL, MAR FE.” 

“这 是 芙 的 ?永昌 突然 靠近 玉 梅 子 , 两 手紧 担 着 她 的 手 。 

“Bit.” 

APT, fel, anne EX—-+*A BAH. 
跑 到 跟前 ， 才 看 由 是 淑 英 。 

“你 也 去 了 7 你 是 怎么 出 来 的 ?永昌 急切 地 畦 。 

“PAE GT AT HOE SY” 

Uo PNT ABE it at BL OR IY 2” 

“TAS, WHXISEA AAR "A KB EHR 
“但 有 一 完 ， 你 要 一 来 呀 ， 气 保证 就 洽 。” 

“ 那 太 好 了 ， 正 好 我 想 在 这 儿 过 年 呢 。?" 玉 梅 大 方 地 笑 着 
Bt 

三 个 人 一 起 走 到 房 门 前 ， 永 昌 把 她 们 推 在 身后 ， 自 己 贴 
着 门 竹 一 内， 外 层 地 融 管 党 的 ， 但 没有 人 。 他 又 悄 手 展 脚 地 
走 到 玻璃 窗 前 ， 兄 奶 正 一 个 人 坐 在 灶 沿 边 上 ， 跨 着 粗 气 。 他 
退回 来 , BUREN FOL PTY: “a5, 开门 。” 

“你 们 还 回来 ?1 ” 娘 一 边 走出 来 , 一边 气 哼 哼 地 叫 嘎 着。 

PIF > AAAS BES. ISIS, USS 
永昌 “在 外 边 不 一 和 宾得 了 咀 ! ” 


Fe EWE HL FAL, PERE ETRE ahs “MG 别 生 气 ， 
我 输 你 介绍 个 人 。? 然 后 向 门 外 喊 一 声 :“ 你 们 进来 !” 

玉 梅 拉 开 门 进 来 ， 淑 英 也 跟着 进来 。 永 昌 一 边 用 手 比 量 
一 边 互相 作 介绍 :“ 玉 梅 ， 这 是 我 婚 ;， 既 ， 这 是 玉 梅 。” 

玉 梅 爽快 地 跑 到 娘 的 跟前 ， 两 只 大 眼睛 亲热 地 望 着 娘 ， 
双手 握 起 娘 的 手 :“ 婚 ， 你 老 过 年 好 1 ” 

娘 深 陷 的 眼窝 里 和 枯 干 的 口角 上 ， 显 出 一 络 又 惊 又 喜 的 
微笑 。 她 用 人 秆 信件 疑 的 目光 ， 望 望 玉 梅子 ， 又 望 望 永昌 。 

娘 很 早 就 听 襄 过 永 上 吕 和 玉 梅 的 事 ， 可 总 也 信和 不 实 ， 现 
Ze, AUT EEE, OR eI, “aE, 
哇 ! AT YS FR ARH, NLA Ye tt AP 
好 。 

过 了 人 秆 天 ， 娘 才 拉 起 玉 梅子 的 手 : OR, FEM, Eke 
Ab” | 
A LE TRA, HAT, SUPERBA 
勤 ， 走 起 路 来 如 风 刊 。 

fe FE ARACEAE SF Zak MOM SIL: “A, 放 桌 子 。 
来 ， 咱 们 包 一 顿 大 团圆 馆子。” 

玉 梅 要 穿 鞋 下 地 帮忙， 娘 襄 什么 也 不 慷 ， 把 玉 梅 推 到 入 
里 头 ， 把 娃 给 藏 在 柜 底 下 。 

“ 贵 昌 上 哪 去 了 ?? 永 昌 突 然 发 现 还 少 一 个 人 呢 。 

忽 听 房 四 “ 趴 ”地 一 响 ， 外 屋 地 进来 一 个 人 ， 不 一 会 ， 
趴 昌 跳 进 屋 来 “上 哪 去 ? 你 们 打 井 的 打 井 ， 容 击 的 突击 ， 慷 
我 在 家 干果 着 行 吗 ? 趁 这 个 万 家 灯火 的 晚上 ， $e 
的 。 Bd ” 


“APT, TT, HED "WB RU, “Se, 
见 见 你 嫂子 ， 这 是 你 嫂子 。” 
BOR UL PRI “我 比 你 知道 的 早 蛙 1 ” 

这 一 下 ， 运 得 全 家 哄 党 大 笑 ， 笑 得 娘 合 不 上 嘴 ， 笑 得 老 
HAY [T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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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生产 大 跃进 中 ， 在 我 们 大 草 甸子 上 ， 创 造 了 数 不 清 
的 奇迹 ， 计 不 完 的 故事 。 

有 一 天 有 晚上， 我 由 北 地 回来 ， 一 进 刺 子 ， 黑 潜 潜 的 ， 疙 
从 无 声 ， 一 眼看 到 刘 仁 家 还 点 着 灯 ， 照 得 窗户 道 帝 。“ 有 半夜 


Ls MG ZB Mee FR RAY, TEE WE, Qe PR A aay 
火光 一 内 一 内 的 。 我 猜 不 透 刘 仁 到 底 做 哈 ， 就 好 奇 地 向 他 家 
走 去 。 


RIFF, Map 刘 仁 坐 在 小 板 改 上 ， 两 眼 直 多 勾 地 看 
他 手 和 主 拿 着 的 三 友 世 子 ， 看 伴 子 象 划 上 蝗 出 点 哈 来 似 的 。 前 面 
人 
个 小 风 匣 ， 巡 着 个 土 火 翁 ， 里 面 烧 根 铁 条 ， 忆 要 和 红 了 。 

“KF, RETR? 怎么 还 和 开 起 铁匠 数 来 了 ? ”我 一 边 间 
着 ， 仲 手 拿 起 来 外 子 就 要 夹 铁 。 

“ 别 动 ， 别 动 ! 看 ， 你 整 是 不 老实 。 来 ! 大 侄子 ， 先 坐 
下 1 ”说 完 , XU PREF, FEMA ARE TE 
他 没有 局 上 回答 我 的 问 话 ， 又 忙活 着 夫 烧 铁 。 


Tei Ly WANS I, PSEA 
猛 一 下 明白 了 : 刘 大 备 这 些 天 不 爱 襄 疾 ， 一 定 是 因为 这 个 ! 
我 有 些 兴 夯 了 ， 刘 仁 过 去 的 一 些 事情 ， 双 浮上 了 我 的 脑子 。 

刘 仁 是 从 | 东家 挑 挑 儿 来 到 关外 的 。 他 听 谢 北大 区 日 子 
好 过 ， 人 少 地 多 ， 地 象 手掌 那样 平 ， 用 手 无 边 。 刘 仁 被 引 到 
这 个 小 电 游 了 乒 。 

几 年 过 去 了 ， 刘 仁 还 是 两 手 空空 ， 只 有 一 个 身子 还 卷 在 
WARTS. WAP, PRADA 
TABLE AK HE LANEY 

有 年 春天 ， 刘 仁 想 推 点 谷子 ， 难 备 点 吃 粮 好 上 工 去 ， 昭 
例 又 向 赵 秉 仁 家 借 牲口 ， 这 回 可 磁 了 合子 。 赵 乘 仁 说 ; “ 刘 仁 
川 ， 你 每 年 都 借 我 的 性 口 ， 以 后 我 单 给 你 买 一 头 用 吧 ! 今天 
可 不 行 ， 我 自已 还 使 唤 呢 。?" 刘 仁 一 听 ， 这 那 是 说 话 呀 ! 他 第 
二 旬 话 没 说 就 回 家 了 ， 边 走边 四 念 ; “ 借 你 冀 力 ， 还 你 人 力 。 
没 牲口 我 也 饿 不死 ， 我 还 有 两 只 手 。” 

我 那 时 就 访 事 了 ， 有 一 天 去 找 小 柱 ， 一 进 屋 ， 看 刘 仁 坐 
在 煤 上 ， 面 前 放 着 一 个 大 木 箱 ， 用 手 描 一 个 象 在 井上 较 水 的 
IRAN HE, EET ARMM, SBR. ORME, VIVE, 
EXER MAIER. OLE RENOIR AT, J EITZE FE 

过 不 几 天 , TEE HP A ABE X= iT SEHK 25 ZR 
XE (RSW ABE. MURA T Abe Hn, “我 
BK WUE RTE, SRPMS, FANE PRE 
卉 灶 坑 里 去 了 。 过 后 他 当 别 人 说 ; “HEA FAA Sey” 

RIL, MEAS TAP, AOR. BS 
春天 要 种 地 的 时 候 了 ， 他 东 一 家 西 一 家 的 和 人 家 商量 插 惧 。 

ee Bie: 


ATED RARE, BR. REARS, ALA FE 
插 。 柳 条 都 抽 芽 了 ， 刘 仁 还 是 干 瞪 着 眼 晴 种 不 了 地 。 刘 大 娘 
Mids “Be tee Bit Blas ek Oo ELA SAARI, FEB 
赤 了 ， 也 够 牛 恨 钱 了 。 要 不 咋 办 ? SFP ABTA, FE 
能 帮 你 的 忙 ?” 
“ 买 毛驴 ， 襄 哈 也 不 能 夹 ， 多 少年 没 牲口 ， 你 看 那 小 婺 
多 胜 呀 ， 屁 股 蛋 象 西 瓜 。 再 说 吓人 家 牛 季 ， 秋 天 打点 粮 都 不 
够 地 租 和 咎 积 钱 的 ， 为 啥 不 自己 种 ?” 
“ 座 和 你 ………” 

“GR Bl BR Ty 车 到 山 前 必 有 路 , 活 人 还 上 是 原 别 死 了 !” 
襄 完 这 名 话 ， 刘 仁 由 煤 上 起 来 下 地 奔走 了 。 不 大 一 会 ， 他 打 
回 个 坏 旭 杖 来 ， 放 在 房 前 窗户 下 ， 左 晤 右 看 的 ， 这 么 比划 一 
Pfs: BAH Pee 

AAP ee EE He Kt: XIE CLs Bp OK AE 
Tt, Rp aA. ATMS. BMWA AIRS, AR 
ABA IX TS AY ENF. FR EMAAR ATK, Fb pk— 
EBD, BMT “ 叭 ”只 ”的 响 ， 苞 米粒 落 到 新 划 开 的 沟 里 ， 
后 面 有 个 小 木 深 子 压 土 ， 还 不 用 人 踊 格 子 ， 一 个 人 把 地 种 得 
很 好 。 沙 土地 ， 土 头 轻 ， 小 驴 仰 着 头 芝 不 费力 地 拉 着 犁 杖 。 

一 场 春 十 过 后 ， 柳 树叶 子 放 得 很 长 。 刘 仁 地 里 苞 米 出 得 
FT NM, WEARS 

BRAK, PWG AE I, LAME PR TTR TS, 
FY ee 1) = Hs Fe OR RY, ALAC AA, 棒 儿 越 长 越 大 。 这 
是 因为 种 得 深 , 根 扎 的 深 , TALI FH ATS i BER 
AWA LWA, ABE: REAR MT EL FEE 


仁 也 去 过 一 回 ， 看 完 哈 也 没 谣 ， 和 纱 个 弯 子 才 回 屯 子 里 来 。 

瓯 这 样 ， 远 近 三 里 五 村 的 ， 都 知道 有 个 刘 仁 , 手巧 心 巧 ， 
什么 东西 他 想 做 就 能 做 成 。 其 实 他 会 木匠 活 也 是 自己 看 会 的 。 
AARZAR BRA, MERAH, MIE Sie 
极点 种 。 

一 九 五 二 年 成 立 农 业 合 作 社 ， 刘 仁 把 他 这 个 犁 杖 也 拭 来 
了 。 赵 队长 跑 过 来 计 ;“ 成 立 合作 社 了 ， 人 多 力 大 ， 不 是 没 人 
和 你 插 委 那 个 时 修了 。” 襄 完 就 把 犁 杖 答 扔 进 柠 火 堆 里 了 。 

刘 仁 眼 睛 都 征 了 。 这 是 他 心 上 的 肉 , 费 多 大 的 劲 做 成 的 。 
当 着 这 些 人 的 面 ， 赵 队长 给 扔 了 ， 这 上 算 有 曲 他 的 老 脸 。 刘 仁 也 
52 AER, FLIER To 

大 家 都 埋怨 赵 队 长 ， 有 人 喊 刘 仁 ， 他 头 也 没 回 。 以 后 他 
两 个 多 月 没 到 会 场 。 时 间 一 长 ， 这 几 年 也 没 人 再 提 到 他 那个 
FLT Lo 


我 脑子 里 翻腾 着 过 去 的 事情 ， 又 看 看 屋 中 这 个 景况 。 我 
知道 刘 仁 准 是 又 造 什么 新 犁 杖 了 |! 

“KE, PRAT Zi AEB” 

XI AEWA, 脸 上 还 是 一 种 不 愿 告 诉 的 种 气 , BT HR 
“小 伙 于 ， 你 们 打 井 干 喻 ， 烧 其 干 险 ?” 

“ 打 井 ,旱田 水 浇 哇 ; HESS, 多 上 类 不 是 多 打 粮 吐 ! 这 都 是 
为 了 生产 大 跃进 咀 。 我 急 急 地 解释 着 ， 其 实 这 卵 还 不 知道 。 

“ 光 知 道 实现 这 个 化 那个 化 的 ， 你 再 有 水 , FES ESS, 4 
龙王 庙 来 ， 把 庄 穆 种 到 牛尾 巴 根 .上 ， 你 襄 没 商人 能 不 能 打 粮 ?” 

“ZT LEAK ERR, 那 怎么 能 行 ! "我 措 不 着 头脑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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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了 ! 庄 牧 没 苗 是 不 能 打 粮 。 咱 们 社 还 没 播 入 机 ， 我 
想 把 杯 友 改 改 。 咱 们 社 种 六 十 均 小 麦 ， 痢 给 他 不 播 上， 一 条 
坊 就 多 两 苗 眼 ， 出 的 匀 ， 长 的 壮 , 这 样 产量 不 就 增加 了 晒 ! 秋 
天 你 就 峰 吧 ， 小 麦 固 子 会 流出 来 的 。” 

“KARL 你 咋 不 早 说 呢 。” 我 跳 起 来 了 。 

“ 早 说 ,要 是 造 不 成 ,吵吵 出 去 中 人 家 多 笑话 ! 赵 队长 那 年 
扔 型 杖 你 还 记得 吧 1 ”好 儿 年 前 那 件 事 还 压 在 刘 仁 的 心头 上 。 

“ 唉 呀 , 铁 征 了 ! ”我 喊 着 就 拿 氏 子 友 玉 。 刘 仁 说 ; 答 我 , 别 
混 着 你 1 "他 紧 忙 抢 下 包子 把 铁 夹 出 来 , 就 当当 的 打 起 来 。 

鱼子 打 在 铁 上 ， 火 星 直 冒 ， 四 外 进 射 ， 象 飞 出 去 的 小 悍 
星 。 我 这 时 才 看 清楚 底下 热 的 是 贸 头 ， 不 是 砧 子 ， 手 里 的 的 
是 竹子 ， 也 不 是 锤子 ， 烧 的 是 煤 ， 也 不 是 焦 子 ， 士 火 谷 代 替 
了 米子 。 我 看 到 这 些 ， 心 里 有 一 种 性 愧 的 感觉。 我 望 着 刘 仁 


MRE TALE 
火光 内 内 , ESKER, SAL, 火红 , HAZ Te, LR 


了 刘 仁 的 脸 。 粗 长 的 眉毛 , 灼 亮 的 眼睛 , Yas AE BRAC YY Ae TUL 
MED AT» 打 一 下 铁 , 嘴 里 还 嘿 一 声 , 一 点 也 不 象 上 了 年 岁 的 人 。 

FE SRK, ATLAS URE, UE R— ARE, RII: 
味 的 跨 着 气 。 火 更 旺 了 HAE XIAO AL He I» 
PF ZK MAS FERRE PR e+e 


BORK, Ube Soe, TAM ARICA 
AR BER > BORE ARE OK IN FES EK CAE 77 Xl 
(AML AEE, wim ELA BET 

AEB MTP, Age rh Zeta Eig, ix Up re x 

= he 


大 奶 ? 我 往 前 探 了 探 身 ， 有 顺 痊 破 窗 上 腿 往 里 赂 了 崔 。 刘 仁 正 转 
着 新 做 的 称 却 架 于 来回 和 绕 圈 于 。 狂 和 架 于 上 和 幸 插 着 六 个 小 业 
存 芒 于 ， 上 面 横着 一 个 次 种 子 的 大 木 箱 。 刘 仁 转 了 两 圈 ， 束 
又 路 在 那 架 子 跟 前 ， 用 小 棍 敲 着 那 顺 着 大 本 箱 妊 仲 在 耘 友 芯 
子 后 面 的 六 个 小 木 梢 ， 里 面 法 着 的 小 麦 顺 着 这 小 木 槽 就 流下 
KE. ALAR AR AY, SMEAR, moe SEAR 
Ah — 2 Ki as RAE, WIKRE A. RIES, ABER 
ARSHAR PARAS, A LE SATS ORR R, 眼珠 象 掉 
坑 里 一 样 ， 干 梁 的 眼 及 件 天 也 不 瞬 巴 一 下 …… 

过 了 一 会 ， 他 眼角 的 钥 科 忽然 松 了 一 下 ， 眼 睛 又 射出 光 
来 ， 就 又 接着 融 起 来 。 看 那样 心情 很 ASK, ROC PP 
来 ， 慢 的 木 棍 也 不 抬 一 下 ， 脸 上 的 敏 纹 又 都 聚 在 眼角 上 。 过 
TAMAR, GD tii, WARE I, SCTE Aa EAR FH KS 
转 了 一 图 又 一 图 。 灯 上 冒 出 的 油烟 十 得 他 的 眉毛 象 挂 了 一 层 
辕 害 ， 脸 票 得 也 有 些 友 起 。 

墙 上 的 灯光 只 剩 一 个 小 圆 点 ， 屋 里 有 些 上 明了， 刘 仁 的 脚 
Ay FA BRR HMI] 4 

HE, ADA TEN “RAAF TO , ORL DERILL PHB 
SATE RE RAL Ea BT REE ANSE BE AY Bt 
方 。 十 多 天 了 ， 他 日 天 还 跟着 青年 人 去 修 坦 ， 夜 间 回 来 就 做 
炸 邦 。 他 还 不 性 当 别 人 琢 ， 这 样 下 去 ， 再 有 几 天 ， 刘 大 务 不 
Fe eS FUG." FRA A, “MED: 有 了 ， 把 这 个 情况 告 
诉 乡 总 文书 记 。” 

RAR S, SEER ahi. 

A SSC SABO, Rw, Mij—sodt x {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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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Bio: “MAG, MMAR” 

XCF — Be, BRA: “出 了 什么 事 啦 ? 你 看 你 这 孩 
fo” 

我 把 一 张 介 阅 信 塞 到 刘 仁 手 里 说; “SRA AE AS 
诉 于 书记 了 。” 

刘 仁 一 拍 大 腿 :“ 啊 ， 你 告诉 王 书 记 了 ! 你 …*…” 

我 没 等 他 襄 出 来 就 拾 着 说 ,“ 他 还 批评 我 为 喻 不 早 告诉 
他 。”- 

刘 仁 来 气 了 ， 用 鼻 村 呼 了 一 声 。 

我 没 管 这 些 ， 又 襄 ;“ 我 说 可 能 漏 种 子 那 地 方 汉 做 好 。 王 
BRR PA, tht: “咱们 也 都 少 研 究 ， 最 好 到 县 农场 去 看 
一 看 播种 机 。 他 就 开 了 张 介绍 信 。” 

MENT SP, RARE SAMs, BRAS, wh: 对 呀 ， 
EE LARS. Fes MER LR, KER S Gk 
MK — SC SAB tim TE HA, LY ESL ZE » 

刘 大 奶 由 屋 捞 出 来 关 :“ 你 上 哪 去 ?” 

“上 农场 看 新 农具 。” 

“又 一 夜 没 睡 觉 ， 你 还 没 吃 早饭 1! ” 

“ANE, fo” 

“肚子 一 点 粮 没 有 ， 七 十 来 里 地 ， 走 不 动 你 能 仆 去 蚂 ?” 
她 说 完 回身 走 进 屋内 ， 拿 出 三 块 大 人 饼 子 , 又 夹 了 一 根 成 黄瓜 ， 
FE HY We hie XU, “FARR, ERR FAFA” 

Bes “FE MAREE AAT” 

刘 仁 把 大 饼 子 扬 在 怀 星 ， 风 快 的 瓯 走出 了 村 了 本。 

走 到 农场 , 他 眼睛 束 不 够 用 了 。 满 院 都 是 新 农具 , 一 排 一 


排 的 。 每 走 近 一 种 农具 , 赵 场 长 就 告诉 他 叫 什 么 名 , 做 什么 用 。 

(WAL SRL, KEBAB CWE, Ack as A 
Fai, Wet PISS, Bae Ka, TY, JAP ae 
着 各 种 另 件 。 赵 声 长 话 详 区 组 地 和 给 他 解释 丘 种 机 的 构造 ， 又 
拉 着 给 他 表 江 ， 换 开 种 于 箱 ， 搬 动 着 调节 禹 ， 告 诉 他 ， 种 子 
怎么 流下 ， 稀 厚 怎 么 调节 。 

他 执 在 种 子 箱 上 ， 头 伸 在 箱子 里 。 他 看 出 门道 来 了 。 急 
伍 从 怀 中 掏 出 了 帮 和 给 笔 ， 按 到 箱 盖 上 丈 画 起 来 。 

赵 场 长 看 刘 仁 那 双 筋 烙 骨 起 的 手 ， 拿 着 一 文 验 笔 在 耗 上 
男 在 ， 胆 不 灵活 ， 但 笔 道 却 很 有 力 。 

hh Rok, AEM ARE, Kak aa, AMS 
[i] RHE 

ABD F RM, 是 很 安静 的 。 月 光照 射 到 草 上 ， 束 象 撒 上 
— FRA Filo 

FEET, TUMOR, FAAPTATAM I, ER AA, HB 
AWM BEIA Fo Aves, HAMEL. He bn A 
ApH, ABARAT RRR AE TL, ZEIGE, FRUME — 
Es RESET FLA SRE IE TE, Hg oo ee 

他 翌 了 望 水 堤 上 ， 人 声 噪 杂 ， 灯 生火 把 ， 打 井 的 灯火 也 
象 散在 大 地 的 星星 一 样 。 芙 是 白天 一 片 人 海 , 夜晚 一 片 红 光 。 
让 员 们 器 天 和 白 日 的 转 转 在 井 边 ， 奔 跑 在 水 堤 上 。 全 和 社 的 水 利 
fi, BEES YT ofthese Fs “SAMO TL, 眼看 就 要 种 小 麦 。 
可 古称 却 还 没 做 好 。 "他 心里 想 着 ， 脚 步 也 迈 大 了 。 


KYM FEE Ss PARTE OR BSE ASE AY 


她 一 抬头 看 见 外 屋 灯 还 亮 着 。 她 打 了 个 咀 声 ， 披 着 衣服 下 了 
地 ， 一 掀 四 之 子 就 归 咕 个 不 体 “ 你 还 睡觉 不 ， 回 来 就 又 坐 在 
那 了 。 天 都 什 准 了 ， 就 这 样 黑 天 白 日 的 哪 行 ， 数 也 孝 死 了 。” 

“你 又 来 麻烦 我 ， 一 会 我 就 睡 去 ， 看 你 披 着 衣服 也 不 怕 
冻 着 ， 快 把 我 棉 只 穿 上 。” 说 着 递 了 过 去 。 

“你 也 不 是 小 孩 了 ， 你 那个 脑 瓜 筋 不 用 说 生 狼 ， 这 些 年 
就 是 使 也 使 旧 了 ， 你 还 能 想 出 个 什么 点 来 ! 你 看 你 一 天 价 ， 
吃饭 时 端 着 饭碗 发 避 ， 痊 你 倒 碗 开水 ， 凉 了 你 也 不 喝 ， 和 你 
说 话 ， 上 冶 不 接 下 语 ， 你 坐 着 想 那 个 未 杷 ， 走 着 也 想 那 个 未 
翅 ， 什 么 购 迷 住 你 了 ? 天 底下 这 么 多 的 人 ， 什 么 能 人 没有 ? 
多 少年 来 种 地 就 是 那么 种 ,就 你 吹 喇 咏 仰 肤 起 高 调 。 这 些 天 ， 
灯 油 都 趾 你 歼 干 了 儿 斤 ……” 

“哎呀 ， 快 拉倒 吧 ， 你 一 说 起 就 没完 。 解 放 这 些 年 了 思 
想 还 这 么 落后 ， 老 不 进步 ， 我 算 ……” 

“HE, BRR RRM” 

“Ui, DOME REEEMEL. AT, WT. HK 来 
给 我 把 着 这 块 木板 ， 我 饥 下 它 来 

“你 不 睡 还 不 让 人 家 消停 。” 刘 大娘 没 好 气 的 说 着 走 过 来 。 

“把 灯 端 来 ， 我 还 得 看 看 图 样 ! ” 

“不 是 这 样 ， 就 是 那样 。" 刘 大 娘 把 灯 泛 到 刘 仁 跟 前 ， 帮 
到 板 综 上 。 他 打开 了 自己 画 的 那 两 张 厅 。“ 唉 咋 ， 那 是 哈 呀 ， 
(UM RA OER, AP, RARE, Bia NE 
AR DBRE Ree 

“ 哪 是 人 家 画 的 ， 我 自己 画 的 。 我 原先 想 六 个 未 存世 子 
FAA RR, JE ZHI WOE, XTRA, BAHT PY 

aa Bers 


道 ， 在 种 于 箱 漏 麦 于 的 地 方 ， 安 上 个 木 四 琅 ， 再 用 皮带 过 起 
来 ， 它 一 转 ， 小 源 不 润 下 去 了 。 这 有 多 省 事 , 要 不 看 播种 机 ， 
riety UL AEN HH Ko” 

刘 大 奶 一 听 ， 也 高 兴 了 ， 跟 着 动手 忙活 起 来 。 刘 仁 放 下 
符 子 就 是 锯 ， 这 屋 中 叮当 的 响 着 。 

第 二 天 清早 ， 天 还 没 亮 , LA PIL SR, FR FRAY, 
连 说 市 笑 ， 由 刘 仁 门 前 向 水 垃 走 去 。 

乡 电 文书 读 和 我 汉 有 跟 社 上 只 一 起 走 ， 我 们 俩 走 到 刘 仁 的 
fai PS Whe Pian. AE ib: “WEI RAM, 
IS Ee ”我 拉 了 门 ， 屋 里 一 切 看 得 清 清 楚楚 。 

地 当中 摆 着 那个 新 做 出 来 的 弥 友 ， 六 个 小 亲友 世子 料 插 
着 ,又 黄 又 日 的 木料 显得 那样 整洁 坚固 ,好 象 地 出 三 的 新 机 器 。 

Ey Assis SUG Fes ery Hea, APN FTE ae BB a HG A EH 
下 ， 每 行距 离 二 寸 多 宽 。 

首先 阅 进 王 媚 记 和 我 眼睛 里 的 束 是 这 些 。 

我 们 俩 一 抬头 ， 看 见 刘 仁和 刘 大 奶 , 这 老 两 口 倚 在 一 起 ， 
Ae FE PUM tk, APES ES Sf. 

煤 调 灯 还 完 着 ， 太 阳 出 来 了 ， 金 黄色 的 阳光 射 进 犀 内 ， 
灯光 太阳 交相辉映 ， 把 未 艳 芯 子 .上 的 小 色 子 照 得 内 内燃 眼 。 
刘 仁 和 刘 大 粮 的 腔 也 被 照 宫 了 ， 脸 上 充满 着 胜利 和 希望 

王 书 ca he STA 农民 就 是 有 智慧 的 , 你 
看 ， 只 手 ， 和 多 年 的 生产 经 验 造 出 新 农具 来 了 。 
本人 的 前 和 本人 之 也 一 定 
会 开通 缀 个 草原 。 

村 头 上 布谷 局 叫 起 来 ， 农 村 就 要 种 地 了 。 

Eo 


刘 Ef 


天 放 亮 了 , FLAT A Ee id EES 2S ZEB A re, 
“TARR”, AT A TAA EAS BRS. ASEM, FA 
Tha eth BAF EMS SBA, KT BE, 
FEB LER ART PA LPE KARE EAE, BL Ee 
人 们 的 白 须 白 发 上 下 辉映 。 老 人 们 挂 在 身上 的 小 黑板 一 碰 厢 
当 直 响 。 

FER BS oe ag +S ERR AB ES MB TI A ESKER SE 
上 一 坐 ， 丈 赶忙 掏 出 笔 来 写 。 杜 和 爷爷 一 见 赶紧 走 过 来 问 ， 
“在 的 , 昨天 学 的 没 吃 透 ??” 

“看 你 襄 的 ， 念 书 不 上 吃透 那 还 算 念书 ! 不 过 是 越 熟 越 记 
得 牢 。” 老 段 头 说 完 ， 嘴 又 嘟 喘 起 来 ,。 老 白头 的 笔 速 停 也 没 信 ， 
只 是 把 头 上 下 使 劲 点 着 。 杜 和 爷爷 这 才 放 心地 喊 了 一 声 ;“ 人 到 
FF SAB, AA” 

“ 张 广 才 1” 老 师 开 始点 名 了 。 

“有 ! ” 

Si = pe a 


“来 啦 !1” 

“性 明 开 ! 2? 

“CEST, WAL S As TIX EMER, 有 这 工夫 多 学 点 儿 。 
还 反 名 呢 ， 你 束 是 拿 炎 子 把 座 稳 到 大 梁 上 , 不 叫 他 来 , 他 也 得 
CMT FRO MIP RESET, HEAT 
Ko FLAT TIX ZEE 

“这 才 叫 实话 。” 

“你 合十 条 转 牛 往 回 拉 也 拉 不 回去 啊 ,! ”老人 们 热烈 地 支 
FF AT FLAT Ar AY EE ho 

“WK, FULT So ”老师 在 自己 的 脑门 上 拍 了 一 巴掌， 
ies “ER” 

CPA Fa, AEP, WTR. HUTS 
A Le eats “> DLN PY 8 gE EB, 这 几 个 字母 是 啊 、 
i. FG. Bp.” 

“这 刀 个 玩 艺 儿 可 不 好 记 啊 , RRR? WY, APA 
的 ， 还 有 没 疙 站 的 。" 老 白头 有 点 犯愁 了 , 心里 想 着 , YE 
中 出 米 。 

汉 等 老师 解释 ， 杜 务 竺 先 站 起 来 ， 他 两 眼 一 胀 ， 走 到 黑 
枚 跟前 ， 用 手指 划 着 , 襄 : “它们 的 模样 也 都 有 个 记 色 。 你 几 
这 个 有 疙 净 的 ， 束 好 上 比 是 移 脑 门 上 那个 包 ， 它 就 念 禾 ; 没有 
fy, Ha 0, TBARS. A ARC).” 

“ 噢 , ORY ME? aes AE: PY ORE SSH Sth SF a eS, 越 念 越 顺 溜 ， 
DAA WIT RA, BAAR: GE WEAK SO 
由 的 班长 ， 咱 学 文化 定 能 学 好 ! ” 

杜 条 爷 也 向 大 伙 笑 一 笑 ， 马 上 又 开 上 嘴 ， 也 象 是 说 ;“ 了 咱 


们 还 不 是 一 道 号 的 吧 不 懂得 洋 条 条 ， 还 能 琢磨 个 土 道道 
虽 !“ 体 方 :一样 治 大 病 。 打 难处 走 过 求 ， 摸 着 点 窍门 ， 也 算 
JEAN VEGI” 

SOMES RL: BYE TER LOR Hh, 
ROM mw, BBW MNRAS. SLA 
业 社 大 院 里 象 热 关 的 早 市 。 

FSS EE ILM RS, MAB, ARNE, 
AU ABIL SK MOREL T , ALAS 43 BUSTLE PAM A 
RY AOIEE ABR, TG PES OE AER”. 

LAER AVE 3X2. RE? XII A 
起 : 

杜 务 和 爷 有 过 一 个 外 号 ， 吓 “ 杜 小 眼 儿 ' 。 其 实 他 的 眼睛 倒 
不 小 ， 只 是 左上 限 角 上 有 块 伤疤 。 那 是 他 小 时 候 有 眼 价 人 家 孩子 
念书 ， 爬 到 孙 二 财主 家 学 坊 的 院 墙 上 往 里 偷 看 ， 叫 那 老 东西 
ap, MLE — Fi, MRAM MSE PK, TK, AMRL A 
下 这 么 个 记号 。 

一 条 伤疤 倒 算 不 上 是 “ 眼 儿 ”, RIE “ABIL” AQ RAE 
在 换 工 揪 委 那 响 。 杜 务 第 为 了 记 工 分 ， 用 香 头 在 克 上 烧 小 鹤 
ENR IL, 有 一 同 火 烧 大 了 , HER TAPER, ERR, 
只 好 把 烧 糊 的 版 和 香 头 扔 在 地 上 ， 狠 狠 地 足 两 脚 。 足 也 不 顶 
事 ， 这 码 事 还 是 很 快 地 传 台 至 村, 从 此 , 他 得 了 这 么 个 新 名 。 

HBS POAT RIEL 可 就 是 有 时 候 惹 乱 子 。 去 年 社 里 
种 了 五 分 地 的 棉花 试验 田 。 他 看 苗 长 的 不 那么 蔚 实 ， 和 社员 都 
EE SSM Te Me deb ace eens coc Pon On 
HESS] OMe TOL, PRE, BUW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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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别人 回来 一 看 , 吓 ! 仓 订 里 的 硫酸 胶 全 在 那 好 好 地 放 着 ， 消 
滴 滋 熙 粉 电 ， 却 一 包 一 包 光 剩 了 空 颖 皮 。 

ti At: FLAIR IIL? RS” 

ALAS AB eg CIALIS «BS “DR AR RZ AS FA 
mm, WSU, AT RAE REG ” Ah— eC, AT 
想 ， 

“现在 ， 社 里 要 使 技术 有 技术 员 ， 要 心灵 手巧 的 大 半 女 
小 伙 儿 ， 有 的 是 ， 响 这 胡子 八 权 的 朝 哪 摆 。 只 管 波 着 劲 儿 干 
就 是 了 ， 准 没 错 ， 虽 那 群 扎 ， 牛 ， 都 叫 咱 侍候 得 象 小 肥 猪 羡 
子 似 的 。” 

今年 正月 初 一 ， 社 里 召开 社 上 大 会 对 论 跃进 规 划 ， 那 里 
头 襄 ， 秋 后 社 里 买 能 拉 两 万 斤 的 苏联 大 种 马 ， 买 能 长 一 千 八 
百 斤 的 岛 克 兰 大 白猪 ,还 买 一 天 能 挤 一 、 二 百 斤 奶 的 大 奶牛 。 
老 杜 心里 越 听 越 乐 ， 可 是 越 听 心里 也 越 稳 不 住 架 。 听 到 后 屁 
LEE LLIB. ECE. 侍候 这 些 家 伙 们 得 讲究 什么 
温度 啦 ， 营 养 啦 ， 这 不 是 要 杜 爷爷 的 章程 吗 ? 这 正经 得 使 唤 
学 间 哩 ， 还 襄 秋 天 水 岩 的 磨 电 滚 安 上 了 ， 使 电力 奶头 踢 挤 奶 
呢 ! 那 时 候 筷 养 员 看 着 电表 上 的 字 ， 牛 奶 就 象 泉 子 似 地 唑 唑 
流 啊 : 杜 爷 分 这 下 子 看 透 了 ， 不 学 文化 他 这 但 养 员 眼 看 着 当 
不 成 了 。 分 儿 想 , 明天 有 盼 的 光景 一 到 , 倒 要 把 咱 挤 到 门 外 头 ! 

等 散 了 会 ， 杜 分 分 翻 开 识字 课本 ， 他 好 发 届 呵 。 白 多 黑 
道道 ， 一 个 个 的 没 鼻 子 没 眼睛 ， 都 是 一 个 模样 ， 这 可 怎么 认 
tes 看 着 看 着 头发 开 了 , 字 好 象 都 变 了 样 , (HIS HE BIBI BRE AU 
怪 似 的 。 他 好 容易 照样 画 了 一 笔 ， 可 是 画 下 一 笔 就 找 不 着 这 
个 字 藏 到 哪 去 了 。 惫 得 他 眼睛 发 蓝 。 可 是 只 要 想 想 那 大 白猪 

RR as 


由 电 力 奶 头 跑 ， 就 重 身 是 劲 了 。 他 路 咬 牙 对 自 个 儿 谢 ，“ 咱 
大 老 粗 ， 识 据 册 上 倒 ， 襄 韦 河 河和 干 ， 儿 个 黑道 道 还 氛 弄 不 了 
“EL” 

ELAS AE ae K/L EAE. FEAE— FT SHR BM, 
AT ZEUB OAR ASS SEAER, ARERR ED. ATI EOE AB 
到 小 毛 儿 ， 他 满 村 吃喝 :“ 毛 儿 啊 ， 毛 ……” 

thre RBS Ayah Od, BH), LE, SARE SHE, Hh 
外 屋 ， 章 栏 子 里 , ww UR AES AK, ALA HE SOR 
挥 过 头 去 又 与 。 几 是 他 到 的 地 方 没 一 处 不 写 满 了 又 粗 双 大 的 
MB FY, wea EN, RAT PREY AE 
象 画 的 。 

杜 爷 爷 侍候 的 大 猪 小 猪 个 个 撒娇 。 杜 务 分 一 进 猪 栏 ， 它 
们 焉 都 呼 呼 着 跑 来 队 到 他 的 脚下 。 杜 爷爷 嘴 里 功 咕 着 ;“ 哼 , 是 
他 妈 老 地 主 腊 生 的， 内 找 舒 坦 ' ” 手 里 却 拿 着 小 介 在 猪 肚皮 上 
一 模 一 撤 地 画 起 来 ， 嘴 里 还 “ 玻 、 坡 、 措 、 佛 ”地 念 着 。 

这 人 么 一 来 二 去 的 杜 爷 爷 把 四 十 个 字母 全 背部 了 。 他 摸 着 
门路， 进步 的 可 快 了 1 

一 开春 ， 一 帮 老 头子 在 杜 备 竺 的 带动 下 ,成立 了 老头 班 ， 
也 学 起 文化 来 了 。 杜 爷爷 当班 长 。……… 

KEMP SR, 老 哥 儿 们 都 心满意足 地 散 了 。 杜 分 务 把 
性 口 都 打发 下 了 地 ， 就 上 社 里 的 托儿所 去 教 老 太 太 们 去 了 。 
杜 第 第 到 窗 前 一 看 , 层 里 孩子 天 吵吵 的 ; A SRE 
AME SATAY. HEFL, 
PEPE ie SOK, EPR. ARAN] te WT ABE 
Bisa Bo ELAR ATH LL UT, Pa ASL 

Sa 


找 地 方 吃 去 了 。 有 两 个 胆子 大 的 , UES: FF BAT, 
只 要 他 们 不 去 搬 老 太太 ， 杜 爷爷 也 就 一 只 用 膊 抱 一 个 ， 慷 他 
们 尽管 摸 , 尽管 挥 , 只 要 不 的 得 太 痛 就 行 了 。 杜 和 爷爷 给 老 太 太 
们 的 笔记 本 币 分 ， 他 老伴 把 字 写 错 了 ， 杜 备 备 虽然 把 嘴 嘱 起 
求 ， 可 是 他 大 不 发 脾气 。 他 教 好 把 字母 先 排 起 来 训 ， 再 挑 出 
来 单个 认 ， 再 把 着 她 手写 ， 还 办 她 区 着 :“ 字 这 玩 世 ， 就 是 软 
的 欺负 硬 的 怕 , (RABE EEE, ‘ET RETR” 

老 件 却说 :“ 要 是 倒退 二 十 年 哪 ， 你 们 都 得 给 我 里 好 。” 

杜 竺 第 立刻 有 反 颖 :“ 你 这 话 够 个 “ 老 促进 ”的 意思 中 ! 你 
TS CMe 咱 吃 的 香油 也 比 人 家 喝 的 水 多 ， 倒 襄 这 路 汉 
出 息 话 !” 

一 开 梨 ， 社 里 给 牲口 都 加 上 了 料 ， 杜 爷爷 就 搬 到 牲口 棚 
Ste, TFSI TRE FAA RE A EET 
夜里 杜 和 爷爷 给 牲口 拌 好 草料 ， 往 烧 蚊 烟 的 火 堆 上 添 些 项 子 ， 
回 手 就 捧 起 了 “学 文化 字典 ”和 “ 牲 青 向 养 学 ”。 

LSU, FBP, ZEAE KE EERE OR. 
BE PEPE Al AD hil hill HUM ey, AN EB OBE AE PP Oh EASE, 
ITERALE, APCSIRIE PIs HRA, ARIS 
SHE, FBS ATE AR IAA ARLE, RJA _b Ba 
NALS, PAN R A, PSHE Be ee ne 
IT EWA LAGE, HP EMRE. FU K ae, 
LEAF, havo, WA tA AE BSE EME, FE 
fit_t Bs SSI, aS AE Pe FES BES FP ier? SEBAKK IE 
SMELLS, AT a Mie Ss PEON Pik Tf, Ve 
JAR A nse,» FARA, MEER LLG 

a 


大 粗 字 。 王 队长 把 本 子 接 过 去 ， 顺 嘴 一 念 ， 啊 , 是 一 首 快板 ， 
杜 爷 分 原 来 没 睡 ， 他 在 写 快 板 ; 
机 械 化 ， 电 气 化 ， 
没有 文化 不 能 化 。 
APN, TLE, 
NCP IRE 
腰 揣 书 ， 兜 插 笔 ， 
TRASE HALE. 
Pere, weaker, 
田地 里 头 变 课堂 。 
认 吃 一 年 昔 ， 
— HEF AY RSI) …… 
王 队 长 惊喜 地 搂 着 村 爷爷， 感动 地 说 : RO 
大 伯 ， 有 你 这 股 干劲 ， 咱 一 步 登 天 也 不 难 。” 
杜 爷 和 侍 猛 地 站 起 来 ， 看 着 东方 发 白 的 天 ， 说 ; “我 才学 会 
了 点 什么 ! 这 只 不 过 是 刚 开头 。” 


bp 


— RR 
ae? 


社 里 开始 大 办 工业 以 后 ， 志 强 他 们 儿 个 青年 人 便 动手 建 
立 起 一 座 制 砖 厂 "已 经 把 密 修 成 了 , AP ELAM OK TILER IK 
子 ， 眼 看 就 要 点 火烧 砖 了 ， 可 是 还 没有 灶 条 呢 ! 这 时 志 强 就 
想到 目 己 家 里 那 一 根 铁 筋 ， 寿 是 把 那 根 一 丈 五 太 长 的 铁 筋 断 
BA, FRESE ERR LTE AR ES To 
RAD, RREEH PM aan: Be IG ao 1 
fe. ARIEL HAN as LD RRA: ART 
57 LNT, HESCR CFTR MLAS, FEAR 
AA BAS A BY te SPAR, PATE So HL a FX 
ARR ATT Bl I Wiad AY ES BA, FTSE GERI, BE 
EIS Ro BAA (Usa, MR RMBRRMA S, eR 
得 黑 饲 驴 的 放 光 ， 轴 在 屋 梁 下 ， 冬 天 挂 上 些 包 米 祝 ， 秋 天 惑 
FE LFEALPRAN. THREE BET Aa: “TAT, TEE 
有 葵 你 攒 下 好 东西 , 只 留 下 一 根 破 铁 筋 , 你 好 好 保存 肥 ! 虽然 
所 没有 什么 用 处 ， 可 是 你 看 到 这 根 铁 筋 陇 会 想到 老 一 砷 受 的 
Ba fees” GE CE BBE SAB AR RHE EEL A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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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作用 呢 ! 想到 这 蜂 ， 他 心中 有 有 瞄 地 笑 了 ， 快 步 地 向 家 走 
去 。 

他 一 路 走 着 ， 心 里 可 在 盘算 ， 先 把 辣椒 装 在 条 公里 ， 然 
后 歼 把 铁 筋 摘 下 来 。 又 想 超 镇 门 的 鲍 是 在 秀 琴 那儿 呢 ， 应 当 
先 到 铁 工 厂 去 技 秀 傅 把 鲍 古 拿 来 。 可 是 走 到 家 门口 一 看 ， 门 
开 着 呢 。 当 他 走 到 门口 ， 正 好 遇见 秀 雁 使 着 铁 筋 从 屋 里 出 
来 。 志 强 暗 想 ， 她 咋 知 道 砖 厂 要 用 铁 筋 呢 ? 老 早 就 回来 把 铁 
筋 摘 下 来 ， 看 来 把 铁 筋 拿 去 作 炉 条 她 是 没 意 见 了 。 于 是 就 向 
Abt: “ARF SS, eT eae,” 

“RS EMAA, MRS) "BRR, PEL A 
志 强 往外 走 去 。 走 到 贫 路 的 地 方 , 志 强 说:“ 你 别 去 渤 了 , eT 
求 拿 吧 ! " 讽 着 就 伸手 接 铁 筋 。 

“我 拿 吧 ， 你 次 去 还 得 焰 窒 。” 秀 琴 并 没有 撒 开 铁 筋 ， 反 
而 搜 看 问 铁 工厂 的 方 同 走 去 。 

“你 不 是 拿 到 砖 厂 去 做 灶 条 吗 ?” 

“你 不 是 拿 到 铁 工厂 去 做 滚珠 吗 ?” 

A FICS BUS BOR Io 

“你 是 用 它 做 溪 珠 ?” 

“你 要 把 它 拿 去 做 灶 条 ?” 

他 俩 又 同时 发 出 惊异 的 喊 声 。 还 是 秀 琴 首 先 把 自己 的 意 
图 芍 出 来 ， 她 说 : “明和 社 要 在 十 天 内 实现 运转 工具 轴承 化 ， 
连 我 也 学 会 做 深 球 了 ， 可 就 是 没有 做 滚珠 的 材料 。 我 想 把 昨 
家 这 根 铁 筋 拿 去 ， 做 出 党 珠 就 能 够 把 五 台 推 十 车 安 上 轴承 
far 

“BRAG AHET, FORRES TF MMARME, PRAIA S 


少 地 方 等 着 红 砖 用 啊 !?” 

“还 是 先 做 轴承 重要 ， 你 知道 这 几 人 台 推 土 车 安 上 轴承 就 
FERS HET IB ALM) FE AEA PAE TSR RPK, Tey, 
BY IAA RUA SRP” 

FST EIEN)” GLH BEAUTE o 

“你 还 信 不 着 我 ! ”一阵 张 朗 的 笑 声 ， 秀 琴 拿 着 铁 筋 跑 掉 
re 


金 1) 


ae: ae 


42 BUGLE B= MELT. BA LEE “Ar”, Yet 
PHBLZE CUE, SCREAM, BELA BAHT TB I ewe Bk 
把 ， 围 着 钢 台 一 相 转 到 什 天 。 疲 家 是 个 中 农 ， 公 公 可 有 个 小 
谱 儿 ， 顿 顿 饭 得 桌 上 梨 下 侍候 着 。 这 些 ， 金 凤 倒 都 做 得 来 ， 
就 是 有 一 宗 ， 饭 全 做 得 稍 有 毛病 ， 公 公 张 口 就 串 ， 这 个 “小 
气 儿 ”, 贯 难受 呵 。 为 了 这 个 ， 金 凤 的 眼泪 不 知 掉 了 多 少 。 

人 民 公社 成 立 以 后 ， 屯 中 办 起 了 群众 食堂 。 她 中油 想 到 
目 己 能 扔 下 颖 把 儿 跳 出 锅 双 ， 韦 睡梦 里 痢 笑 醒 过 哩 。 

秋 翻 地 开始 了 ， 食 党 炊事 员 张 老 四 被 抽调 山 坪 ， 需 要 有 
人 替 他 。 有 人 提 广 趾 爹 凤 做 ， 设 她 接 储 出 来 的 ， 干 次 俐 落 。 
金 凤 听见 这 个 信 , 脑袋 哆 一 下 子 , 心里 想 ， 我 可 下 子 拔 出 腿 来 
了 ， 怎 能 还 做 饭 呢 ! UR TUT. AEWA ORT IZ we 
人 ,能 都 调和 好 吗 ? 受 了 十 多 年 的 小 气 ,说 什么 我 也 不 去 呀 1 
她 打 定 了 主意 。 

第 二 天 队长 亲身 找 她 谈 了 中 天 ， 最 后 劝 她 道 ,“ 爹 凤 ， 代 
理 儿 天 吧 。 做 好 做 歹 没 人 挑 ， 都 是 一 家 人 。……” 金 凤 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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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家 这 样 戴 县 ， 只 好 答应 下 来 。 不 过 ， 她 还 不 够 放心 ， 改 机 
vi — 

“队长 ， 我 可 是 临时 的 啊 ! ” 

“对 ， 老 四 回来 就 换 你 。” 


午间 , 人 们 从 地 里 回来 了 。 小 四 进门 一 看 , 气 嘻 叶 地 褒 ， 
“怎么 早上 吃饭 的 硫 答 还 摆 得 满 桌子 不 洗 川 ! ”等 他 走 到 桌子 
NIG, SNe TM, A, ABBAS, 太 冒 失 了 。 原 来 碗 馈 已 
刷 得 干 干 净 具 ， 一 双 一 双 地 摆 得 非常 整齐 ， 他 对 别人 小 声 肋 
咕 ;“ 换 了 人 ， 屋 子 也 亮 了 。” 

开 馒 了 ， 小 四 嘴 急 , ,第 一 个 抓 起 了 窜 窒 头 ， 用 手 一 担 ， 
定 爱 腾 的 ， 咬 了 一 口 ， 又 软 又 甜 ， 他 举 起 ET, PEA 
it 

“EAMAKEFAULTG, ERE YHOU UE, 

怪不得 大 哥 夸 你 好 ， 这 回 我 才 看 见 了 !” 

一 屋子 人 玫 地 一 下 就 笑 开 了 。 爹 凤 险 上 赤 红 ， 脸 了 小 四 
一 眼 ， 唱 道 ,“ 饭 还 塔 不 住 你 的 油嘴 ! ” 嘴 里 这 么 设 ， 心 里 却 着 
实 得 意 ， 一 转身 就 进 到 里 屋 去 了 ， 顺 手 拿 起 一 棵 大 葱 ， 慢 慢 
地 拟 着 ， 其 实 她 是 要 听 上 听 群 众 的 反映 。 

“人 家 这 个 通通 做 的 就 是 好 ， 不 吃 并 着 也 香 。” 

“主任 其 有 眼神 儿 ， 这 样 的 炊事 员 上 哪 找 去 啊 ! ” 

“可 不 知道 是 不 是 长 期 的 。” 

外 屋 的 话 ， 金 凤 听 得 清 清 楚楚 。 想 起 在 家 里 ， 做 了 这 么 
LER, 没 讨 出 一 句 公道 话 ， 现 在 ,大 伙 对 自己 是 什么 态度 ! 
想到 这 ， 她 有 点 为 昨天 的 事后 悔 了 ! 


”第 二 天 早晨 ， 贪 党 门口 黑板 前 面 围 着 一 和 群 人 ， 只 见 小 四 
吵吵 喇 呈 地 念 道 . 

“队长 、 全 体 社 员 同 志 们 ， 

WEB SEAR HK TEER. RRR, 
PLATA To PRAIA PRI, 还 鼓励 我 , 我 心里 又 
高 兴 ， 了 又 过 意 不 去 。 从 伟 天 起 , EAS MARRS, 让 我 
BT AIG, BMT AI, FARRER. MRA BR Ki 
Hu, RRR, MARA Ee, BARI RE 
Ril, RTH S Hh. 

金 凤 ”代笔 人 徐 六 ” 

小 四 刚 念 完 ， 大 家 就 喷 起 求 了 ， 

“同意 1 ” 

“欢迎 ! ” 

这 时 候 金 凤 正 在 屋 里 炒 荣 ， 门 口 的 声音 她 听 得 清 清楚 楚 
的 。 她 听 着 昕 着 笑 了 ， 抽 的 ， 金 凤 作 了 这 么 多 年 的 狐 ， 这 还 
fe AS — RYE TE GAG AIX ZENE 


加 AN 电 ae 


万 龙 


夜 深 了 ， 东 风 人 民 公 和 社 的 王 大 娘 才 从 托儿所 回 到 家 里 ， 
艇 到 床上 。 正 在 似 睡 不 睡 的 时 候 ， 忽 听 窗 外 有 人 喊 

“ 王 大 奶 ， 你 的 加 急电 话 !? 

王 大 娘 昕 到 喊 声 ， 立 刻 坐 起 来 ， 大 声 地 反问 了 一 旬 ， ” 

“ene Fe 你 襄 什 么 ? 电话 ?” 

“我 是 二 生 ! 你 来 加 急电 话 啦 ， 快 到 办 公 室 接 去 吧 !” 

王 大 娘 嘴 里 虽然 答应 着 ， 心 里 可 犯 了 疑 ， 扶 是 越 老 越 时 
兴 了 ,多 听 佛 子 也 没 人 答 我 打 个 电话 , 现在 还 是 什么 “加 急 ” 
的 …… 她 罕 上 衣服 ， 束 奔 社 办 公 室 走 去 了 。 

办 公 室 的 电灯 还 点 着 ， 和 社 于 部 正在 外 屋 开会 ， 研 究 雨 后 
抢种 的 事 。 
扑 竹 长 一 看 她 来 了 ， 忙 站 起来 裔 ,“ 王 大 女 管 事 呐 不 少 
三 更 千 夜 还 有 人 来 加 急电 话 呢 ! ” 
于 大 仍 厦 不 上 答应 村 长 ， 就 急忙 跑 进 里 屋 听 电话 。 
入 里 安 电 话 霸 不 是 一 天 了 ， 可 王 大 娘 意 到 如 今 还 没 打 
We WB BUT ERAT, AT EK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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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Y 你 是 王 大 娘 吗 ??” 

“ 啊 ! 是 我 呀 ! 你 是 哪 呀 ; …… 你 在 哪 说 话 呀 ?” 

“我 是 红旗 社 呀 ! 有 件 事 托 你 办 一 下 可 以 吗 ?” 

“ 行 啊 ! 了 哈 事 你 惟 吧 ! ……… 什么 ……: PRL Hk HE AR 9% 
啦 ! Fei LAR TAL iE Ete SOUR eS A 
去 ? 什么 ? 明天 最 好 能 描 到 ， 天 头 旱 ， 趁 昨天 下 了 场 透 雨 好 
种 上 二 好 吧 ， 9 

FAME HUTT PK. WERT ALB EARL 
WE, NEA E KK, EAGAN, HERE Rati 
REBHA, PHNIN RRO PT. Ob AUR-EAR, ak 
想 把 这 件 事 告诉 给 社 长 ， 又 一 想 社 长 那个 火 性 子 脾气 非 着 和 急 
不 可 ， 便 没 对 社 长 说 就 往 回 走 了 ， 可 是 一 边 走 ， 一 边 不 断 地 
iB a 2S 

“就 这 么 支援 大 丰收 哇 ! 噶 里 说 的 可 倒 好 ， 搞 什么 大 协 
作 呀 ? 纯粹 都 是 机 嘴 片 子 。” 

老 两 口子 ， 仿 年 都 六 十 多 岁 了 。 王 大 分 干 活 不 服 老 ， 因 
此 社员 们 都 吓 他 “ 老 刚 强 ”。 王 大 娘 呢 , 社 里 有 个 大 事 小 情 多 吊 
也 少 不 下 她 ， 不 访 管 的 事 她 也 要 间 上 三 分 ， 因 此 社员 们 都 叫 
她 “ 老 积极 ”。 提 起 他 俩 ， 社 里 人 没有 不 知道 的 。 

去 年 成 立 人 民 公社 后 ， 王 大 务 因 为 是 木匠 手艺 ， 又 拿 起 
铸 沿 做 句 参 加 了 木工 得 ， 主 大 女 到 托儿所 当 了 保育 员 。 老 两 
口 比 看 干 ， 讨 也 不 肯 落 后。 为 了 提高 双 行 苑 米 播种 速度 和 质 
量 ， 王 大 人 和 木工 组 的 儿 名 木工 研究 了 一 台 “ 双 行 苞 米 点 播 
机 ”, 每 天 能 播 两 均 多 地 , 效率 很 高 , 质量 也 好 。 县 里 知道 信 , 马 
上 在 他 们 社 里 召开 了 现场 会 识 ， 邻 乡 的 红旗 社 因为 去 年 种 双 

二 


株 基 米 获 得 大 面积 丰收 ， 今 年 计划 种 双 株 苞 米 的 面积 更 多 ， 
便 和 东风 和 社 两 量 , 打算 托 他 们 木工 和 组 给 代 做 一 台 , ER AFA 
起 大 协作 就 一 口 答应 下 来 了 。 他 一 连 打 了 三 个 通宵 才 把 这 人 台 
点 播 机 做 好 ， 社 里 本 来 打算 找 人 给 红旗 入 迭 去 ， 可 巧 ， 今 天 
该 于 大 和 爷 休 假 ， 他 打算 进 城 去 看 间 女 。 孙 社 长 一 想 ， 王 大 分 
上 街 正 好 从 本 族 和 补 路 过 ， 就 派 了 一 台大 车 ， 叫 王 大 务 赶 车 给 
年 旗 和 社 适 去 。 人 家 和 红旗 社 厌 等 着 这 人 台 点 播 机 种 双 行 苞 米 呢 ， 
FOL ER HEL ie dt Hh WV FV DS, FE ACAD AR 49 SE 

PACE AS MME? by AE. FW CK 
去 一 趟 吧 。 

东方 刚 发 出 刍 肚 和 白色， 王 大 娘 就 来 到 和 红旗 社 了 。 到 和 社 长 
家 里 一 问 ， 社 长 没 在 家 ， 衣 是 在 南 沟 那 块 地 里 收拾 点 播 机 已 
经 一 宿 没 回 家 了 。 

二 大 女 从 入 长 家 里 走出 来 ， 就 直 奔 南 地 走 去 了 。 刚 拐 过 
侯 树 赵 子 ， 一 和 群 人 就 出 现在 眼前 ， 地 里 还 明 晃 冕 地 点 着 几 这 
大 保险 灯 。 

于 大 奶 走 到 跟前 大 声 地 蔽 ， 

“你 们 哪 位 是 社 长 ?” 

红旗 社 的 张 社 长 正 忙 的 满 手 记 ， 一 听 有 人 找 他 便 走 过 来 
ee 

“我 就 是 ! 大嫂 ， 您 有 事 吗 ??” 

“我 是 东风 入 的 ， 昨 下 上 晚 接 你 们 打 去 包 电 锋 ， 怕 影响 你 
PAA AL, ETE TAR NL a AA Or PO FO” 

AAMT dt As Ue ES, AI PARTE, ZR 
LIE EARS TE PT fo BARA AB SOK, ag EAM 

— 765 一 


“BET BEEP, MRE BAK TO” 

王 大娘 抬 头 一 看 ,原来 是 老头 子 , 便 埋怨 起 他 来 :“ 还 说 呢 ， 
还 不 是 你 办 事 太 粗心 ， 一 听 说 去 看 闫 女 哈 都 不 顾 了 ， 昨 天 下 
上 从 家 里 走 的 时 候 咋 不 好 好 检查 检查 呢 ? 那么 大 个 机 器 ， 有 
没有 辖 坊 还 看 不 见 ! 哼 ! QAR, BRAM AR 
红旗 社 种 地 ， 我 才 不 管 这 份 事 呢 !” 

王 大 和 爷 一 听 ， 便 笑 呵呵 地 襄 ， 

“老婆 子 ! 这 宝 你 可 押 错 了 ! 昨天 到 这 里 的 时 候 ， 太 阳 
都 卡 山 了 , 社员 们 一 看 我 把 点 播 机 迭 求 了 , 都 高 兴 的 了 不 得 ， 
JEURORR, AAA RARE, R-AK 
DT. BME eA BLLEACBL 
Bae TAS, WAT RPL, 4 gk Sa hs 
Ferg eA yA, SOULE ASE, 26 TRE, 3 
就 往 回 打 个 加 急电 话 ， 本 想 打 葵 社 长 ， 一 想 社 长 这 两 天 和 白天 
黑夜 地 忙 着 种 地 ， 三 更 个 夜 正 是 睡 香甜 觉 的 时 候 ， 就 没 惊 动 
他 ， 才 把 电话 打 给 你 了 。 你 辛苦 了 ， 老 积极 !” 

EAM TBE, WILT RAR FEAT, EA 
Feat Be Re “IE SA,” 

早晨 的 太阳 特别 入 ， 和 初春 的 残 专 已 经 消融 了 ， 泥 土地 放 
散 着 潮气 和 芳香 。 红 旗 社 的 张 社 长 领 着 几 名 社员 操 挫 着 两 台 
双 行 苞 米 点 播 机 在 大 地 里 欢 跑 着 。 社 员 们 心里 其 高 兴 ， 一 面 
鼓掌 ， 一 面 望 着 “ 老 刚 强 ” 和 “ 老 积极 ” 老 两 口 ， 鞭 不 晓得 该 襄 
什么 好 了 。 


AP rr AS 
EER 


三 月 三 号 ， 正 是 农历 正月 十 四 ， 为 了 到 松江 沟 去 传达 省 
里 关于 农业 生产 大 跃进 的 报告 ， 我 和 上 县 里 的 几 位 同志 又 坐 上 
了 汽车 。 

松江 沟 离 老 白 出 一 百 多 里 。 松 花 江 从 天 池 油 出 来 ， 维 进 
古林 子 里 ， 再 流 上 七 十 里 路 ， 便 顺 着 一 -条 南北 长 的 大 沟 流 起 
求 ， 这 条 沟 就 是 松江 沟 。 在 沟 的 中 间 ， 江 的 东 岸 有 个 五 、 太 
百 捕 的 小 村 子 。 我 们 东山 里 的 村 上 庄 过 去 都 叫 作 “部 落 ”, 人 们 
现在 还 习惯 这 种 中 法 ， 这 松江 沟 里 的 小 村 子 就 吓 作 “松江 部 
落 ”。 

松 生 部 洛 离 县 城 二 下 四 十 里 。 这 条 了 有 阴 松 公路 只 有 在 冬夏 
两 季 才 能 通车 。 一 落 坟 ， 路 又 窗 又 滑 ， 池 面 一 有 车 来 ， 汽 车 
IG ERLE, SGOT. BAA, Apt ee 
EA, EMI. 

HMR, THR EAB KREG.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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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假 上 岭 尖 ， 车 头 刚 往 下 一 栽 ， 鸣 的 一 声 笋 住 了 。 我 

er et 


向 车 外 一 看 ， 原 来 从 下 岭 赶 上 一 张 马 的 犁 来 ， 那 上 面 拉 的 是 
— FEE, TORE. REMC B A BEE — PERI BE BE ER, 
头 上 的 那 顶 火狐 狸 皮 帽 子 挂 着 白 霜 , AE aS AAPA 
AAV ATPL, RAGING: REPT, Dee 
只 左 眼看 着 前 面 的 路 …… 啊 ! 我 唑 的 拉 开车 窗 ， 喊 了 一 声 ， 

“四 哥 !” 

AWA ENS, Wek SOK. Wkaf— PU Ze nN dR 
随后 把 手 里 的 鞭子 插 在 雪 地 上 。 可 刚 伸 过 两 只 手 来 ， 汽 车 只 
的 一 声 开 了 。 他 失望 的 放下 两 只 手 ， 可 是 马上 又 举 起 来 ， 两 
手 围 成 个 喇 呐 位 ， 用 东山 里 人 特有 的 高 嗓门 喊 道 ， 

“二 书记 ， 进 EL LMS 9 FBI] Be MF ane ves ” 

山 风 很 大 ， 尽 管 他 的 嗓门 再 高 , 那 后 面 的 话 也 听 不 清 了 。 

汽车 下 了 虎 林 岭 ， 我 回头 看 看 ， 他 还 站 在 岭 尖 上 ， 腰 板 
挺 得 那么 直 。 

这 老人 叫 段 老 四 , 是 个 有 名 的 炮 手 , 他 平时 不 爱 多 说 话 。 
就 因为 这 个 ， 人 们 又 都 中 他 “ 老 芒 炮 ”。 

我 和 老 闵 炮 的 交情 已 经 有 十 二 、 三 年 了 。 

那 是 一 九 四 天 年 的 冬天 ， 部 队 刚 把 单 秉 仁 为 首 的 地 主 武 
装 “ 治 安 队 ”打垮 ， 我 们 土改 工作 队 就 来 到 松江 沟 。 因 为 这 
里 是 “ 抗 联 ” 根 据 地 ， 和 群众 觉悟 较 高 ， 到 部 落后 很 快 就 把 群 
众 发 动 起 来 了 。 可 是 , 过 了 几 天 我 们 又 发 现 了 一 个 新 的 情况 ， 
这 部 落 原先 共有 四 百 三 十 儿 户 人 家 ， 那 时 只 剩 下 三 百 九 十 
ILA, 其余 的 人 家 都 向 到 山里 去 了 。 段 老 四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o 
为 了 急速 把 这 些 穷苦 人 召唤 起 求 ， 我 们 便 决 定 分 别 去 发 


动 他 们 。 上 航 把 发 动 段 老 四 的 任务 分 配给 我 了 。 

段 老 四 的 “地 芜 子 ”@ 搭 在 离 松 江 部 落 五 十 里 路 远 的 A 
给 沟 。 八 从 沟 很 少 有 人 去 。 为 了 能 顺利 的 找到 他 ， 我 便 邀 民 
兵 队 长 江 本 成 和 我 一 同 去 。 

这 八 倘 沟 是 东西 两 道光 ， 南 北 六 道 询 ， 八 条 大 沟 交 在 一 
起 。 我 们 从 商 三 沟 口 赶 了 进去 ， 顺 着 大 询 一 直 往 北 找 。 这 时 
候 ， 太 阳 已 经 出 来 了 。 

ne AUS, WERE PR eH Sa. TEAR NB A FL 
BOS LAW, PTAESE MLA AAR PPE PALES, Wh 
在 雪 里 ， 看 看 | 出， 再 看 看 天 ， 接 着 又 往 前 赶 。 一 会 向 东 ， 一 
会 癌 西 ， 有 时 候 一 条 大 沟 来 回 要 跑 上 四 、 五 趟 。 

太阳 可 能 是 偏 西 了 ， 因 为 山沟 里 黑 了 下 来 。 我 知道 ， 要 
是 在 起 天 前 找 不 着 段 老 四 , 我们 束 得 在 林子 里 过 夜 ,同时 我 也 
表白， 研 是 困难 天 多， 也 一 定 要 把 段 老 四 找到 。 因 为 我 不 是 
找 “ 老 态 炮 "去 打 独 ， 而 是 党 在 召唤 一 个 被 季 国 主义 、 封 建 势 
FEAT AREA, 让 不 起 采 来 的 农民 8 叫 他 赏 醒 ， 给 他 力 
HE 9 

我 怀 着 一 颗 热 火 火 的 心 , 在 大 出 里 到 处 跑 着 、 找 着 , FE 
边 疝 汪 本 成 了 解 了 了 一些 段 老 四 的 情况 。 关 于 段 老 四 , 他 也 知道 
的 很 少 ,我 从 他 的 口中 只 知道 段 老 四 是 个 在 发 百 中 的 好 炮 手 。 
不 管 是 野猪 、 已 于 或 老虎 ， 也 不 管 它 是 趴 着 、 站 着 或 正在 跑 
着 ， 只 要 上 段 老 四 的 枪 一 上 有 眼 ， 那 边 的 野 物 准 应 再 栽 倒 。 就 因 
为 他 有 这 么 一 手 好 耸 法 ， 光 复 后 单 秉 仁 成 这 “治安 队 ” 的 时 
翁 才 把 他 找 了 了 去， 给 他 一 个 连 长 的 官衔 ， 可 是 段 老 四 不 十。 
BADE MEAT ENA ER EL, ERT A 


知己 的 朋友 襄 : “HIT TAP LUE eA BERRA 
咱 我 拿 枪 打 人 ?2? 就 这 么 , 他 带 着 两 把 斧子 一 把 饥 , SELL, 
三 天 两 天 提成 个 “地 羌 子 ”直到 现在 还 疫 回来 。 我 在 部 落 里 
也 听见 别人 襄 过 ， 段 老 四 在 临 进 IU 的 前 天 晚上 ， 到 一 些 穷 哥 
们 家 里 所 家 串门 ， 恋 恋 不 含 的 坐 着 、 踪 外 着 ， 对 他 们 误 ， 

“ 往 后 咱们 残 不 能 见面 了 …… 下 和 伞 砷 子 我 段 老 四 也 回 不 
到 人 堆 里 来 了 。 和 那些 上 处 益 子 ， 狐 电子 在 一 块 混 吧 …… 有 人 

家 老 单 家 在 世 ， 虽 就 不 算 人 ……” 

MBB 2eRA, KM Rae FP. HR REM 
en a | TEE RA EE RL, FRA ZENS 
A na ati KR INRA. —-RHRKGER, —Si 
脸 看 看 山 。 天 ， 源 渐 的 黑 了 下 来， 出 也 柄 糊 了 。 

汪 本 成 和 急 了 ， 他 鸣 住 所， 从 疏 犁 底下 抽出 他 那 杆 “三 入 
式 ” 对 天 古人 厂 就 是 两 枪 。 贯 巧 ， 枪 声 一 菏 ， 就 从 西南 的 沟 梁 
上 传 来 几 声 狗 叫 。 

我 们 顺 着 狗 的 叫 声 赶 了 上 去 。 走 在 千 路 , MALAY. 
汪 本 成 把 马 挫 在 大 树 上 ， 马 洒 坏 了 ， 它 一 大 口 一 大 口吃 着 地 
上 的 雪 。 我 便 和 省 本 成 往 沟 上 疏 去 。 相 上 梁 ， 往 东 看 ， 东 面 
YU A IV BS “SEs TMD SCALA BE 
过 去 。 

门口 章 厦 一 条 三 尺 高 的 大 青 狗 ， 看 见 我 倍 ， 便 扑 前 倒 后 
的 时 着 。 汪 本 成 拿 荐 枪 轩 它 ， 一 边 喊 : “| 四 哥 ! 四 可 在 家 不 ?” 

“EP” WGA Aaa, PK, 门 才 球 肢 一 声 开 了 ， 从 
四 里 探 出 一 张 黑 脸 来 。 他 慢 慢 的 探 出 身子 ， 走 出 来 ， 站 在 房 
Mei. EA: “OS, 这 是 工作 队 的 王 同 志 ， 来 看 看 


你 。” 

他 没有 搭 话 ， 只 往 后 内 了 内 ， 雍 开 了 门 。 我 们 走 进去 ， 
他 也 相 跟 着 进来 了 。 

屋 里 没有 窗户 ， 汪 本 成 找 了 一 块 松树 明 柴 点 着 。 屋 里 汉 
有 坐 处 ， 我 们 就 站 着 ， 段 老 四 也 站 着 。 他 两 眼 盯 着 我 ， 看 着 
我 腰 里 的 手枪 ， 牛 天 才 襄 ， 

“老总 ， 我 什么 都 没有 了 ik OEP? FEI, + 
多 年 不 种 大 烟 了 ………” 

他 的 话 声 很 低 ， 我 知道 他 是 讽 会 了 。 经 过 我 一 解释 ， 他 
+ Bot f 4. 

Kt EL ARERER—+* A, SMH AEE. Pee POA 
TE WY LUD OK, BAPE AB Et BL, — i KT A 
轩 柳 ， 半 他 过 去 干 哈 ， 为 啥 搬 到 山沟 里 来 ， 家 里 以 前 有 几 口 
Ag vee 可 是 ， 问 他 十 名 九 不 应 , PRR A, “ 提 那 些 事 
JUS FA” HE FR SC (ARE ERA SEEN, AR SEL 
BR, (wish BENT 7, (unde RLY Bk ETE — Peat, 

“We, 都 是 命 ! 我 段 老 四 当年 也 是 一 大 家 人 口 ， 可 到 如 


个 ，…… 咀 ! 就 剩 下 我 这 棵 独 根 草 了 …… 命 里 无 财 别 求 财 ， 
命 里 无 子 别 求 子 ……” | 

我 间 他 都 是 怎么 死 的 ? AWB: “BRIN, ARENA He 
EY PROT IL WB Ae Tone 


我 再 组 问 他 ， 他 又 不 就 了 。 

我 丰采 的 看 着 他 ， 看 着 他 松 明 火把 下 的 那 张 脸 ， 灰 溜 深 
AMT Yin: JLB ENE EL, AREA A A SEE TOR A RE HY 
Bult. Wath—a Aa, AS A SF By 4K 


棒 ， 好 象 那 苞 米 棒子 里 有 作 么 秘密 值得 研究 似 的 。 这 是 被 生 
活 磨 成 这 个 样子 的 。 
后 来 我 又 提起 了 单 秉 仁 ， 这 时 我 看 见 段 老 四 的 手 突 突 的 


拌 着 。 他 哎 着 牙 襄 : “奶奶 的 ! 单 秉 仁 :…… 我 要 是 在 老林 子 里 
磁 上 他 ……” 襄 到 这 里 ， 他 两 手 一 使 劲 ， 手 里 的 敬 米 棒子 就 


被 搓 碎 了 。 接 着 我 又 把 单 秉 仁 怎样 被 抓 起 来 ， 群 众 又 要 怎样 
斗 等 他 这 一 些 事情 认输 了 他 。 我 看 他 眼睛 一 点 点 的 放 亮 了 ，- 
{LUKE A ACME SI, APSE. “天 哪 ， 难 道 天 地 翻 个 
儿 了 呢 ?” 我 告诉 人 他， 世道 是 变 了 。 他 间 我 :“ 斗 委 他 的 时 候 ， 
我 看 看 行 不 行 ?” 汪 本 成 哈哈 的 大 笑 着 说 ;“ 四 可 , 你 又 没 老 , 怎 
么 就 糊涂 了 ? 王 同志 大 老 远 来 到 这 ， 为 的 哈 ? 就 是 找 你 去 斗 
th.” 

我 们 三 个 人 第 二 天 早晨 就 赶 回 松江 部 落 了 ， 段 老 四 就 住 
在 我 的 屋子 里 。 

那天 的 群众 大 会 是 在 村 后 的 山神 唐 开 的 。 在 庙 的 拜 训 上 
放 着 一 张 桌 子 , 农 会 主席 和 我 们 工作 队 的 队长 坐 在 桌子 劳 边 。 
民兵 站 在 两 劳 ， 操 着 枪 。 求 开会 的 群众 搞 了 一 院子 ， 一 些 十 
几 岁 的 孩子 都 骑 在 庙 墙 上 。 我 在 人 群 里 找 段 老 四 ， 却 找 不 着 。 
我 本 打算 回去 找 他 ， 可 是 求 不 及 了 ， 会 已 经 开始 了 。 

单 秉 仁 一 被 民兵 牵 上 和 拜 带 ， 台 底下 的 人 就 挥 窑 头 ， 呼 口 
号 ， 接 着 是 群众 诉苦 。 人 们 越 褒 越 气 ， 最 后 葛 跳 到 拜 这 上， 
把 单 秉 仁 团团 围 住 ， 你 一 瞩 ， 他 一 脚 的 打 起 来 。 我 们 工作 租 
的 人 马上 跑 过 去 ， 拉 开 慎 怒 的 群众 。 

人 们 又 一 个 个 跳 下 了 拜 亭 ， 最 后 就 剩 下 一 个 人 没 下 去 ， 
(LAF, Fae KARR EY,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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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拌 着 ， 全 身 向 单 秉 仁 那 边 扑 去 。 可 是 他 中 天 也 没 规 出 一 名 
话 ， 归 交还 是 不 声 不 响 的 跳 下 台 去 了 。 

散 了 会 。 他 回 到 家 里 ， 身 在 炳 上 ， 用 破 皮 衬 子 揪 住 头 。 
我 当 他 是 睡 了 , 便 轻 轻 的 坐 在 桌子 劳 边 整理 单 秉 仁 的 材料 。 可 ， 
他 却 把 皮 禄 子 一 扬 ， 忽 的 坐 起 来 ， 轧 一 声 ;“ 奶 奶 的 ! 害 得 我 
家 败 人 亡 ! ”随后 又 一 头 倒 下 ， 蒙 上 破 皮 袖子 。 

夜里 ， 他 睡 不 着 ， 只 是 来 回 的 翻身 。 最 后 又 坐 起 来 ， 用 
手轻 轻 的 碰 了 我 一 下 ， 

“ 老 王 ! 一 我 中 你 ESE? Fl, — an 我 算 想 开 
点 儿 了 。 今 天 大 伙 这 么 一 襄 , 我 可 就 找到 苦 根子 了 …… 老 王 ， 
今天 众人 都 诉苦 ， 可 我 的 苦 也 不 比 他 们 少 啊 !” 

接着 ， 他 就 从 根 到 梢 的 讲 起 来 了 。 当 他 苹 到 全 家 人 惨死 
的 时 候 ， 我 的 眼泪 也 无 法 止 住 。 府 来 芋 去 ， 夜 到 了 他 二 十 岁 
以 后 的 生活 ， 

Co BOE, WKY TEI. KERRI RAN 
我 女人 了 。 那 年 我 二 十 一 岁 。 没 有 地 ， 活 不 了 。 第 二 年 我 就 
给 单 乘 仁 烟 了 一 年 青 。 到 了 坟 月 大 虫 王 节 ，' 吃 青 份 ， 四 了 吃 了 
我 一 石 谷子 ， 十 块 现 洋 。 到 了 老 秋 一 算 贿 ， 我 还 欠 了 东家 作 
块 现 洋 。 咀 ! 我 一 看 磷 青 也 活 不 了 , 我 要 和 我 女人 逃 到 山 外 去 。 
Hf fl FEI EM Be BAH RL ART, SAE HE Fi 
RA AWWA, TE WDE? HURT PE. SULAA 
还 好 过 ， 没 渴 着 ， 没 饿 着 。 可 是 到 了 六 月 底 ， 大 烟 千 了 桃 开 
了 刀 ， 祸 事 可 就 来 了 …… 只 制 了 四 刀 ， 胡 子 就 来 抢 大 烟 。 胡 
子 拿 “ 烟 羌 了 ”这 一 天 ， 正 赶 上 官兵 来 收 大 烟 税 。 两 下 磁 了 
ky, ATK. BIPA AME SER? RBG a HEI 


道 ， 枪 子 儿 没 眼 ， 单 打 好 人 ……” 

他 讨 到 这 里 ， 把 眼睛 了 表 上 了 。 我 感到 惊奇 ， 这 个 不 爱 多 
襄 话 的 人 ， 今 天 怎么 葛 襄 了 这 么 多 的 话 ! 

他 中 天 才 颇 开 了 眼睛 ， 搂 着 六， 

“ 单 秉 仁 为 赔 我 女人 的 命 ， 给 我 一 杆 老 洋 炮 …… 第 二 年 
我 就 不 给 他 干 了 。 我 鱼 进 山里 去 打 猫 。 有 了 枪 ， 我 就 饿 不 着 
…… 可 就 在 这 一 年 ， 日 本 人 打 进 东 三 省 来 。 第 三 年 秋天 求 到 
了 我 们 东山 里 。 我 的 枪 答 没收 了 ， 猎 打 不 成 了 …… 我 又 回 到 
单 秉 仁 家 ……” 

他 的 喉 哈 里 象 寒 个 什么 东西 似 的 , 讨 不 下 去 了 , 泪花 在 油 
灯 底 下 直 闪 。 我 知道 ， 下 面 这 十 几 年 的 生活 就 更 基 了 ， 他 不 
计 ， 我 也 就 不 间 了 ， 何 必 苇 他 伤心 ? 

在 分 土地 的 时 候 ， 别人 间 他 要 啥 地 ? 他 说 ; “你 们 把 我 

‘ 羌 子 ” 门 前 那 四 雷山 坡地 分 纵 我 吧 。” 在 分 果实 的 时 候 ， 他 
什么 也 不 要 ， 只 背 起 了 一 杆 老 洋 炮 。 他 回去 了 ， 就 这 么 ， 他 
在 八 贫 沟 又 蹲 了 六 、 七 年 。 

我 第 二 次 看 见 他 是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的 冬天 。 那 是 十 二 月 初 ， 
我 领 着 县 里 的 办 和 社 大 队 又 来 到 了 松江 沟 。 这 里 有 三 个 部 落 ， 
每 个 部 落 是 一 个 初级 社 。 社员 一 孜 要 求 刺 把 这 三 个 社 连 起 
来 ， 成 立 个 高 级 社 。 可 是 段 老 四 还 在 山沟 里 蹲 着 。 我 向 部 落 
里 的 人 打听 段 老 四 的 情况 , 可 是 关于 他 , 人们 也 知道 得 很 少 ， 
他 们 只 说 段 老 四 这 几 年 混 的 不 错 ， 一 入 冬 当 到 部 落 里 均 麻 子 
肉 。 

我 决定 抽空 去 看 看 他 ， 把 他 招 回 部 落 求 。 我 想 ， 这 回访 
是 烙 束 他 孤 偷偷 日 子 的 时 候 了 。 


eet oP, Beek FIG, AEM RAT VA 

EBA AUTEM A. AUER, SCALP RIA AYE 
490 WEB es Ay A: “Apr, Bb eo FE a 

4S “SET” AASILERT SS. BIER SR, Bit 
的 门 挪 到 前 面 来 ， 对 正 南 。 门 的 两 边 又 开 了 两 局 大 窗户 。 

PREM SK, (KAA ALIN GIR, SPR RUF” 
了 一 声 ， 回 头 对 那 条 大 架 狗 襄 :“ 大 青 ， 你 连 咱 老 王 也 不 认 斌 
了 ? 他 握 作 我 的 手 ， 把 我 拉 进 屋 。 

Fe PRA MRIZEAZ, —Siv)it Shi 设 在 屋 里 。 东 寺 
ETE IRA. Mila. SOC AR CHEMI Ze DPR EST aS 
FARE AG, HEA] ERE AMP EYE. 

JRORALIE TEMS TY. JK EARS — UE FAL, bi ba 
—AKURF, ines — Mee. 

他 可 能 是 看 见 了 我 高 闪 了 吧 ， 他 的 话 非 常 多 。 他 讨 他 这 
几 年 的 变化 ， 并 一 而 说 一 面 答 我 一 虚 接 一 上 忠 的 潢 酒 。 我 就 : 

STEMS FWA RM, Pinter BAK.” 

SOP FATE HELE TANS RU Nee “FRA Od de 
着 ， 操 起 个 木 盆 跑 出 去 了 。 这 时 我 才 发 现 ， 这 尾 里 日 用 家 有 具 
什么 也 不 缺 ， 只 少 了 一 口水 缸 。 

他 回来 了 ， 端 来 企 盆 水 ， 帮 在 我 跟前 ， 我 问 他 :; 

“四 哥 ， 你 咋 不 买 口水 向?” 

他 了 唉 的 一 声 坐 下 了 。 

“水 …… ”他 把 两 手 伸 输 我 “你 看 我 这 os 
Kk, TIEN TY Ko PRET OT eax eR PY 
a 

RE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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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HILBERT Ft ere 这 叫 什 么 水 ? 孩子 喝 了 不 长 个 儿 ， 
女人 喝 了 不 生 儿 。 一 想到 这 ， 我 就 不 敢 喝 水 了 ， 现 做 饭 现 打 
7K, Yes S BOWS i.” 

1 — TF, 咕 哪 哪 的 又 喝 了 一 口 酒 。 我 们 聊 的 很 多 ， 
最 后 又 谈 到 一 个 人 过 日 子 的 难处 ， 他 说 ， 

“ 干 难 万 难 没有 一 个 人 过 日 子 难 。 就 拿 放 山 来 说 有 吧 ， 这 
那 是 一 个 人 干 的 活 ? 唉 ! 自己 招呼 自己 答 ……” 他 又 说 起 来 
汉 个 完 。 我 想 正好 趁 这 个 机 会 动员 他 回 到 部 落 里 入 社 。 我 便 
积 他 讨 一 些 合作 化 的 好 处 。 他 只 是 睐 着 那 只 左 眼 静 静 的 折 
看 。 等 我 讲 到 了 一 个 段 沙 ， 他 才 襄 : 

“我 也 昕 襄 有 办 合作 社 的 ， 我 到 山下 卖 麻 子 肉 ， 都 是 些 
在 社 的 人 买 。…… EE, WERE, ALTER BA BEET 
MG 2A SC TY: “GREP AE REAR HOR AY 2 Hes “SBE Ry ”他 把 
大 腿 一 拍 襄 :“ 行 ! 听 你 的 ， 明 天 我 就 跟 你 去 !” 

以 后 的 儿 年 里 ， 我 也 到 松江 部 落 去 过 儿 趟 ， 每 次 都 要 抽 
空 看 看 他 。 他 在 担任 着 第 二 副业 队 的 队长 , 每 次 见 着 他 , 他 总 
是 忙 着 什么 ， 整 年 没有 个 并 时 候 。 冬 天 ， 他 带 着 副业 队 去 打 
狂 ， 彼 天 和 秋天 ， 他 便 带 着 枪 ， 住 在 “地 芜 子 ” 里 为 社 里 看 
AIK, ARUP AR Pe RE 

这 儿 年 ， 段 老 四 的 话 一 天 比 一 天 多 了 。 他 看 见 我 总 是 说 

Noes 告诉 我 社 里 又 买 了 几 杆 狂 检 ， 今 年 又 多 种 了 多 少 浆 要 
APT FO, 和 社 里 又 伐 了 多 少 木 头 ， 又 谁 家 要 了 个 新 姓 妇 ， 怎 
么 年 轻 , 怎么 能 干 …… 等 我 一 间 起 他 自己 来 的 时 候 ， 他 总 襄 ， 
日 于 过 的 越 好 , 他 心里 越 难受 。 他 自己 这 下 定理 子 是 得 好 了 ， 
可 没有 个 搂 续 人 …… 


襄 着 ， 便 从 怀 里 掏 出 那 湛 人 参 酒 ， 一 扬 脖 ， 咕 嘟 束 是 一 
To 

去 年 年 末 我 又 看 见 了 他 一 回 。 那 是 十 二 月 十 五 。 我 们 欢送 
机 关 蜂 去 松江 和 宪 的 十 三 名 下 帮 干 部 ， 车 刚 一 出 县 城 的 东 门 ， 
区 人 磁 上 了 他 。 

他 赶 着 一 辆 东山 里 的 四 输 毛 车 。 车 棚 是 用 席 子 搭 的 ， 上 
面 插 着 两 排 大 杠 伦 ， 车 棚 前 面 挂 着 一 条 一 尺 寅 、 五 尺 长 的 疆 
fi, Ea: KW PPK I. RAIS AAPA 
AW, EMEA HON Avie, UC EE RE FF 
Ml, FEA ac “ABH, Ht) AGHA.” 

FM PACPBBEE PAGE. Bee POA PLIAGE Jat 
PHEIER AK THA: eA Te, PIS 
能 去 。 他 不 说 话 了 ， 可 还 是 站 着 ， 嘴 层 动 了 动 ， 好 象 有 什么 
话 襄 ， 却 又 不 说， 只 是 睐 着 左 眼 看 着 我 ， 笑 着 。 笑 了 一 会 ， 
便 跳 上 毛 车 ， 走 了 老 远 以 后 ， 才 回 过 头 来 减 : 

“ 王 书 记 ， 你 要 是 到 咀 松 江 社 ， 可 千 万 到 家 ! ” 


是 的 ， 我 到 社 以 后 一 定 抽空 去 看 看 他 ， 何 况 什 天 又 在 路 
上 磁 兄 了 他 呢 ? 

下 午 四 点 鲁 到 了 松江 部 落 。 这 个 小 部 落 虽 然 有 很 多 变化 ， 
可 是 东 出 里 农村 的 特殊 风味 还 是 很 该 。 家 家 都 是 独门 独 户 的 
Wht, RACH EBs. PUA RAL. a FAST 
节 的 缘故 吧 ? KTR ATILE EE “OT”, Wk, ETE 
Wl AY) Ha] 2 

到 社 以 后 ， 当 夜 就 台 开 社员 大 会 ， 传 达 了 关于 生产 大 跃 


进 的 报告 。 散 会 了 ， 一 个 个 还 不 愿 走 ， 人 们 被 吸引 住 了 。 党 
就 到 哪 就 办 到 螂 ， 只 要 党 提出 目标 来 ， 就 一 定 能 够 达到 。 难 
道 过 去 了 的 几 十 年 生活 中 还 证 实 不 了 这 点 吗 ? 人 们 都 怀 着 这 
样 的 信心 ， 一 路 上 贰 着 、 论 着、 等 论 着 走 回 了 家 。 

段 老 四 可 能 没有 回来 ， 这 天 晚上 我 没有 看 见 他 。 

散会 以 后 ， 在 答 乳 安 午 星 觉 地 方 的 时 候 ， 我 提出 了 要 到 
段 老 四 家 去 睡 ， 社 主任 汪 本 成 哈哈 哈 的 笑 着 说 ;“ 你 还 到 段 老 
四 家 去 睡 ? 老 四 的 小 迷 头 中 别人 占 上 了 。?” 底 得 大 伙 跟 着 笑 起 
来 。 原 来 段 老 四 新 娶 了 个 老 件 ， 这 女人 也 是 松江 部 落 人 。 我 
听 到 了 这 个 消息 后 ， 为 段 老 四 高 兴 ， 很 久 很 久 没有 人 睡 。 

第 二 天 下 午 段 老 四 回来 了 。 他 育 上 背 着 猎枪 ， 手 里 拿 着 
大 王子 走 进 了 社 办 公 室 。 显 然 ， 他 是 从 县 里 土产 收购 部 刚 回 
来 ， 还 没有 到 家 。 他 看 网 我 ， 一 把 拉 住 ， 非 趾 我 到 他 家 去 从 
BAT 

SUMMER LIE et. MPRA AAE LAAT erm R mL. 
攻 敌 下 的 冰 溜 子 一 串 串 ， 一 排 排 。 房 盖 上 都 盖 着 一 层 厚 厚 的 
白地 ， 把 管 下 挂 着 的 一 串 串 的 红 辣 椒 显得 更 鲜 爷 了 。 

我 们 走 到 了 部 落 的 最 南 头 ， 眼 看 就 到 南 稍 子 了 。 过 了 了 确 
子 ， 才 看 见 朝 南开 门 的 三 问 草 房 一 这 就 是 他 的 家 。 

厨房 里 热气 腾腾 的 ， 一 个 四 十 左右 的 女人 , 正在 做 豆腐 。 
段 老 四 对 她 说 “WEL 你 过 来 认 认 ， 这 就 是 我 常 提 的 那 老 王 。” 
WAS, BLEUE, BWA. WW LiKe 
EAA TE. AE AL, EDA ” 放 在 
Hs, BE EAE, OUI I, A BE A 
MAL, Bs 

— gg — 


“ 先 别 吃 这 个 。 

Soe can I ORB AB YD art Fe EO ZAK 

“ 干 书 记 . (SUS Mii 7K} AULA A eG Fes “PRT 
— Tif, aia, ee 

我 端 起 来 喝 了 一 口 ， 他 笑 着 阅 我 : 

“什么 味 儿 ? 你 看 还 是 咱 东 | 山里 那 水 里?” 

我 喝 着 ， 丑 有 些 甜 味 。 我 问 :“ 这 水 是 ……” 汉 等 我 说 完 ， 
他 就 抢 着 就 : 

“TATE FEA at ee MEY ed Als 年 前 给 咀 打发 来 十 三 位 干部 ， 
帮 咱 种 地 ， 帮 咱 改 变 这 山沟 泡 。 这 十 三 个 人 ， 双 是 TKR’ 
又 是 “孔明 , 能 文 能 武 。 人 家 一 到 这 ， 一 喝 这 水 ， 不 好 喝 ， 
襄 这 水 长 地 方 病 。 

“这 些 人 也 芮 会 想法 儿 。 他 们 把 水 装 进 四 个 瓶子 里 ， 邮 
到 沈阳 的 什么 医院 去 了 。 不 几 天 ， 沈 阳 来 了 信 。 人 家 就 颌 着 
我 们 把 暖 鞭 子 水 引 过 来 了 。 褒 喝 这 水 一 不 生病 ， 二 能 去 病 

段 老 四 越 谢 越 高 兴 ， 他 那 只 左 眼 几 乎 笑 得 闭 上 了 。 

我 间 他 :“ 这 回 可 事 事 都 顺心 了 吧 ??” 

他 笑 着 襄 : 

“还 有 什么 不 顺心 的 ? 想 当 年 我 段 老 四 饮 到 八 贫 沟 里 的 时 
候 ， 我 寻思 这 一 华 子 也 回 不 到 人 堆 里 来 了 ， 可 你 们 把 单 秉 仁 

itech 我 段 老 四 也 就 变 成 个 人 了 。 往 后 ， 我 一 个 人 在 那 山 

尔 们 融 知 道 我 日 子 过 的 苦 一 一 你 们 又 把 
4% HELA eee 我 段 老 四 这 回 可 过 上 了 人 过 的 日 子 了 .…… ”他 
Saez, Mar Te Bl SOK, “aA EE, 日 子 过 好 了 ， 





咱 就 悉 起 这 水 来 了 。 可 和 如今 ， 水 好 了 ! 说 咱 东 山里 的 粮食 少 
WG? 好 ! 如 今 又 来 个 大 跃进 。 听 说 七 月 问 咱 部 落 就 能 点 上 电 
灯 。…… 还 有 ,我 这 杆 单 简 围 枪 来 年 就 换 成 “捷克 式 ” ，…:…” 
他 说 到 这 ， 把 头 一 看 ， 向 厨房 看 了 一 眼 ， 又 转 过 脸 来 对 
WRG HR: 
“如 邻 就 缺 个 儿子 了 ， 要 是 来 年 她 ……” 
没 等 他 说 完 ， 他 老 件 就 在 厨房 里 笑 着 鹏 道 : 
“这 个 老 不 死 的 ! 也 不 怕 王 书记 笑话 ……” 
SiS, 
“四 可 ， 你 不 是 说 东山 里 的 女人 不 生 孩 子 是 水 的 病 呢 ? 
这 回 水 好 了 ， 你 净 等 着 来 年 抱 娃娃 吧 。 ”我 们 三 个 人 都 哈哈 的 
大 笑 起 来 了 。 
我 临 走 的 时 候 ， 段 老 四 -- 直 把 我 迭 到 南 矶 子 底下 。 他 把 
身子 向 我 舍 了 靠 襄 ， 
“ 老 王 一 一 我 还 叫 你 老 王 一 一 你 哪 次 来 也 不 白 来 ， 你 来 
一 次 咱 部 落 就 大 变 一 次 。 咱 这 日 子 可 芙 是 十 八 变 哪 ， 往 后 你 
常 往 这 边 跑 踪 跑 中 ， 咱 们 的 日 子 可 就 越过 越 象 样 了 ! ” 
ts 
@ HEF: 在 深山 里 措 的 小 房 于 。 
@ 吃 青 份 : 每 年 农历 六 月 六 日 ， 壕 青 的 要 请 地 主 至 家 人 吃 一 幢 好 肠 。, 人 
PIAE cA w “Uo 
@ HRT: A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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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 ， 我 离开 城 里 ， 夹 着 本 子 ， 直 往 矿 山 走 去 。 煤 城 的 
早晨 是 美丽 的 ， 在 阳光 里 远 远 望 去 ， 人 金边 银 边 的 烟云 ，-- 末 
朵 ， 一 片 片 ， 象 柳 架 ， 象 桃花 。 我 恨 不 能 一 步 跨 进 太 HI， 好 
找到 姚 大 奶 。 

”和 更 得 去 年 冬天 ， 一 个 日 本 民间 代表 团 的 团员 来 昨 市 参观 
的 时 候 ， 便 到 我 们 爱国 卫生 运动 委员 会 来 访问 。 他 听 说 姚 大 
WABI — EIN STARS RRB, iinet, aK 
Haak, Weick “ard: fyb Baa — Pa ER, “AB RE 
用 什么 方法 抓 的 ? IRAP RRR PRE RR ee 
了 ， 我 们 那里 的 老 姐 还 多 得 很 哪 !…… ”当时 我 们 还 没有 总 
精 姚 大 女 的 捕 鼠 经 验 ， 我 只 好 把 车 地 询 ;“ 如 果 你 们 需要 ， 等 
以 后 我 们 把 经 验 总 辕 好 了 ， 一 定 告诉 你 。……… 

姚 大 女 住 的 是 矿 上 新 得 起 来 的 入 碟 房 。 屋 里 ， 窗 台 上 的 
儿 个 腊 梅 正 在 盛开 ， 玻 璃 窗 溜 明 靳 完 ， 一 侍 不 桨 ， 墙 上 虽 不 
是 新 刷 的 浆 ， 却 也 洁白 。 金 色 的 阳光 射 进来 ， 屋 里 显得 格外 
吏 符 。 柜 项 上 ， 逢 着 一 张 征 色 的 先进 生产 者 示人 知音 。 增 正中 ， 

二 


挂 着 一 个 金边 镜框 , 里 边 争 着 一 幅 色 彩 画 , Ze: Fee, mh 
国 的 大 地 辽 关 无 边 ， 毛 主席 微笑 着 屹立 在 东方 。 一 看 不 知道 
这 是 “东方 红 ”。 门 劳 的 广播 喇叭 正在 高 声 歌 踢 ; 

“…… 歌 唱 我 们 亲爱 的 租 国 ， 

从 令 走 向 繁荣 富强 …… 

在 我 原来 的 想象 里 ， 姚 大 娘 一 定 是 一 位 两 眼 明亮 、 满 头 
银 炎 的 老 太 太 ， 见 了 面 才 知 道 ， 她 的 头发 还 挺 辕 ， 了 眼睛 不 住 
的 泛 巴 ， 已 绝 不 太 好 使 了 。 我 急于 要 了 解 她 的 炙 验 ， 束 问 她 
到 底 是 用 什么 方法 打住 那么 些 老鼠 的 ? 她 坐 在 和 扩 沿 上 ， 抽 兰 
REIS, FARA REAR. wa a “ARAL” Pe 
Hvar A tore, EZEL SOL PARR, Palak: 

“你 看 看 ， 今 个 是 不 是 腊月 十 八 ?? 

MM SP, Kaa: “AEM, DORR.” 

PEAR KANT OA: “腊月 十 江川 ， 十 用;! 这 是 个 什么 日 
子 啊 ?她 好 象 自 言 自 语 ， 又 象 在 于 我 。 

我 一 听话 里 有 话 ， 刚 想 问 她 个 究 融 ， 她 接着 又 对 我 裔 ， 
“你 可 知道 耗子 还 有 个 名 儿 叫 什么 里 ?” 

她 问 得 越发 奇怪 了 ， 我 随口 答 扩 ma 老鼠 哇 ! 怎么 ? 

DEAN a: “不 ,不 ! RRA Ze: FET UL “ 老 君 分 的 马 ? 
呀 ， 你 不 知道 吗 ??” 

OTE) 长 这 么 大 ， 念 这 么 些 书 ， 我 还 从 来 不 知道 
老鼠 还 有 这 人 么 个 雅号 昵 ! …… 一 种 好 奇 心 结 使 着 我 ， 把 急 着 
要 “总 结 经 验 ” 的 事 儿 ， 也 暂时 瑟 掉 了 了， 

“这 是 怎么 回 事 啊 ， 姚 大 尹 ?” 

i QD) x 


PEARSE HUI, REFERER. FEAL TBIRL IN, Cog 
并 不 象 是 悲伤 ， 倒 给 人 一 种 侦 强 、 严 肃 和 满怀 心事 的 感觉。 

“ 咀 ， 十 八 年 了 ! 十 一 一 八 年 了 1 ……” 姚 大 娘 慢 慢 点 
着 头 ， 索 性 舞 下 了 鞋底 ， 看 着 我 : “平常 ， 我 总 也 不 受 提 这 些 
事 ， 若 不 是 同志 你 来 加 我 ， 这 些 范 川 ， 也 许 一 辈子 都 烂 在 此 
于 里 呢 ! eee 

“十 八 年 前 ， 过 完 八 月 节 ， 傣 们 一 家 就 来 到 了 矿山 。 

“怎么 来 的 ? 那 还 用 并 吗 ! (AESO-E RAIA, 4 
家 拨 饭 还 不 就 …… 唉 ， 同 志 你 就 听 听 这 件 事 吧 。 

BERK, HUME, BRM Pbk, Bs 
里 去 拣 豆 区 和 谷 穗 ， 走 到 一 个 鼓 包 的 地 方 一 踩 ， 不 知 怎么 ， 
HEIR. EMSS, JAE, Mi, 他 乐得 直 吵 吵 : “Hy 
你 快 来 看 哪 ， 这 回 咱们 可 能 不 着 啦 1， 

“Qi, RANA SVEL 耗子 洞 里 怎么 有 这 么 
BWR. 又 有 高 梁 又 有 谷子 的 ! 做 们 娘 俩 装 了 四 大 袋子 
FASE. HUTT AERP LB. PEERIAMESEEL, BE 4I 
WA ROT i AML mae eee 

eye aRR T, BIL, FUMRAET A 
下 : FEZ Mb Meee, 耗子 洞 里 的 东西 也 是 你 的 ?他 嘿嘿 冷笑 了 
两 声 设 ; 我 问 你 ， 这 耗子 洞 是 在 认 的 地 里 YY 襄 完 又 哮 皮 笑 脸 
地 奔 我 来 了 , 那 股 臭 酒 气 , 呐 中 人 咀 心 。 他 次 到 我 跟前 油 腔 滑 
SN. ALS LS TM, ARE? AW PURER, JR 
把 我 气 死 了 ! PM PARLE Pk. BEER MIE, 
老婆 也 得 这 么 跟着 受气 ? 我 把 粮 袋子 一 摔 , 回 过 头 , 咬 着 政 ， 
CR? BP, 就 给 了 他 一 个 大 嘴巴 ! 把 他 打 的 象 个 耗子 似 的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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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y eet my ee 

“我 到 家 女 他 和 低 一 核 计 ， 得 离开 这 儿 ， 反 正 他 黎 在 碟 像 
也 混 不 下 去 了 。 过 两 天 ， 他 就 -- 头 挑 着 两 个 小 思 儿 ， 一 头 挑 
着 行李 ， 我 领 着 大 孩子 ， 一 块 来 到 了 矿 上 出 ，…… 

“就 是 那 年 的 腊月 十 八 呀 ， 我 记得 准 准 的 。” 姚 大 娘 说 到 
这 停 住 了 , 看 看 窗外 的 日 头 : “那天 早晨 , 也 是 这 么 个 时 候 吧 ， 
孩子 他 驳 和 大 小 子 回 来 了 ， 和 分 俩 脸 上 都 是 煤 面子 ， 象 墨 染 的 
似 的 ， 就 有 一 口 牙 是 白 的 ， 再 有 两 个 眼睛 象 火 星 儿 似 的 红 。 

“他 驳 把 帽 灯 往 柜上 一 放 ， 坐 在 迷 治 上 ， 就 把 小 宝林 叫 
WISER. MEK, MEMES Kh, FR EE PI 
fs 每 天 ， 他 都 要 留 一 个 回来 ， 一 进 屋 就 从 怀 里 掏 出 来 说 : 
“宝林! 你 看 侈 给 你 撒 的 哈 ?’ 宝林 就 乐 呵 呵 地 接 了 过 去 。 可 
是 这 一 天 他 什么 也 没有 带 回 来 。 

“小 宝林 抱 着 他 的 大 腿 ， 仰 起 小 脸 间 , “黎川 ! 你 今 个 怎 
ZAIN BS BS AWE?’ "他 驳 摸 了 摸 宝林 的 头发 ， 苦 笑 了 一 下 ; 
WRREU 我 把 窝 窗 头 挂 在 棚子 cE, BARI, 
MFT AMDT.’ 

“AF MME, “在 煤 洞子 里 ， 耗 子 也 那么 多 ? 你 咋 不 打 
EME?’ 

“他 参 襄 “我 拣 起 块 煤 刚 要 打 ， 别 人 就 把 我 拦住 


RAEN ER MARY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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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 ASA AR BES To TERRI, MSE AT, 
“WR ——" — Bf, MHWE—-SAPBT, HEPC HES 


大 。 小 宝林 正好 没 处 撒 气 呢 ， 拿 起 火 久子 就 去 打 ! Fed 
FPA PA, ANE TA, Nh CETL 
BT 5” 

到 底 为 哈 不 让 打 老 和 鼠 叶 i 可 上 届 把 我 较 二 了。 我 这 此 想 着 ， 
可 是 没 好 意思 再 间 。 

“我 把 洗脸 水 端 过 去 ， 又 打发 他 们 务 俩 吃 了 俄 ， 倒 在 迷 
上 了 睡 了 ， 我 想起 今 个 是 腊月 十 八 ， 就 在 老 君 牌位 跟前 上 了 三 
灶 香 ……” 姚 大 女 抬 起 头 ， 指 了 下 墙 上 的 “东方 入 ” 夯 。“ 那 
时 候 ， 老 君 第 ， 就 供 在 这 个 地 方 呀 。( 当 然 啦 ， 那 时 候 住 的 房 
子 早 塌 了 ， 这 是 解放 以 后 新 盖 起 来 的 。) 

“ 插 完 香 ， 我 寻思 寻思 还 觉得 不 够 意思 , Me EM, 又 
fATA SLE, 奔 北 | 山 的 老 君 出 去 了 ! 路 过 坑口 , 看 坑口 
上 还 有 日 本 购 子 新 所 的 稳 草 黎 和 挫 的 桂子 呢 [ 注 =】。 到 了 老 
君 唐 ， 看 男 的 女 的 老 的 少 的 者 有， 烧香 的 虐 香 , MTR, 
AY AR Eh, 老 君 务 ， 显 神灵， 保佑 俺 当家 的 下 坑 


“你 间 为 险 这 一 天 那么 热天 吗 ? 腊月 十 八 丹 ， 一 一 那 是 
老 君 年 ” 哪 ! 过 去 矿山 ， 每 年 到 这 一 天 都 这 样 杀 猪 宰 羊 烧 
否 上 供 ， 鬼 子 和 把 头 也 满 支 持 ， 说 是 这 样 ， 老 君 爷 就 能 保 估 
下 洞子 的 人 平安 无 事 。 其 实 那 些 供品 也 都 恋 把 头 们 搜 曙 去 了 。 

“TERA PAPA, MERA aA REL, 
义 是 “ 老 君 等 的 马 ' » HAAR, CE RE ARSE OF! ，…… 

“这 些 事 ， 起 初 我 也 不 信 哪 ， 可 是 我 挂念 着 他 驳 ， 又 听 
入 家 都 这 人 么 说 ， 我 也 就 信 了 。……: 

昕 到 这 ， 我 了 闻 忱 然 大 悟 ， 原 来 还 是 为 这 个 才 不 打 耗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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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 ! 
“宝林 他 驳 现 在 很 好 吧 ?? 我 看 了 一 眼 墙 上 的 先进 生产 者 


通知 书 。 
“AMULET …… ” WEAWL—TE, east: “oe aT BL 


出 在 那天 下 晚 啊 ! BRAC, FRASER EATS, BP A 
KS, MAES REMIT EE PST To 

“(sie BT, APSE LEMMA AR Rs “EOP, TRAD 
ABP SUL, PRR ML, PRADA eM? LE GK 
了 一 下 ， 拍 了 拍 孩 子 的 后 脑 勺 孝昌 没 钱 郧 ， 孩 子 ， 等 灭 厅 
小 青 急 留 着 过 年 吧 ! 可 是 他 走出 门 没 几 步 ， 义 回来 哄 着 宇 林 
ies KE, Haas, BS-MAS SERA cea), SHAS 
FER TAR I LD? o ME TCIL TK WANA FREE To 

“Poa /|Ve, TEE EP. FS At 
aE: “Pot. 可 千 万 加 小 心 哪 ! TAF ie a, BR 
es “ABESAL ……" 走 老 和 还 了， 他 还 回 过 头 来 摆 着 手 喊 ， 人 小平 
PB, ZEA BW ARMA UT) SE ETAL GSI, Bt A OR SK FE 
炮 ! 小 宝林 这 时 已 经 跑 来 了 ， 也 下 摆 小 手 尖 声 喊 : “SE tRIL 


“ 赶 到 下 晚 十 点 来 镍 ， 痊 丁 听 外 边 有 人 那个 哭 哇 , SMa 
眼看 要 过 年 了 ， 这 十 咋 回 事 呢 ? FORGE, 告诉 他 别 怕 。 
I OC he PREP? 5 AL ATE BEY PY 

“WEE | 你 睡 没 睡 呀 ? 

“我 一 听 是 俺 大 小 子 ， 就 就 : 没有 。 几 点 啦 ?” 

“PRE o 

ta ZAIN Pe WI Kile” FAR AYE PAY, TER th SE 

met GR es 


FEN CAS HEI AVE! 我 骨 磅 和 仆 起 来 ， 把 门 开 开 ， 大 小 
子 进来 了 ， 他 的 脸 ， 繁 白 。 我 一 看 他 神色 不 对 , 心 格 登 一 下 ， 
Toll: ‘ 怎 的 了 7?’ 

Hn aa ues “SAL ++ eR Be Py? 

啊 ! 2” 

‘HA ees Ly i We Ty? 

“CREE NE?’ 

“BWP NAD aa x, Tat: “WE, ARB Reve? 可 我 看 得 出 
FT MAL Fo FEA Po ae Ay ee, 平常 他 下 坑 受 气 
EK A 4a EK 

“FG rd 7a AR BT Zn — PRK, EU ae: ' 你 驳 到 
底 上 没 上 来 呀 ?7 

”我 黎 …… 不 要 紧 ， 上 日 本 人 在 那 看 着 ， 咱 他 们 拟人 呢 !， 

© WEE fe HELENS 2’ 

“CEA WEA, Maas as, Pea Der? 说 完 他 又 跑 
出 去 了 。 

“我 本 想 也 跟着 到 坑口 去 看 看 , 又 个 小 电子 奢 到 地 下 …… 

也 不 知 过 了 什么 时 候 , EP A SM, AIEEE 

“我 说 ;还 没有 ， 天 亮 你 全 就 回来 了 ! 

“宝林 襄 ;“ 你 怎么 还 襄 没 腕 ?你 看 日 尖 光 都 上 窗户 啦 1? 

“我 一 看 , 这 才 缆 从 梦 里 醒 过 来 似 的 。 大 小 子 找 他 驳 ， 怎 


us 


么 还 没 回 来 ? Sr PKA Bit, 脸 也 没 洗 ， HME RARE DT J ify t 
£4 FLERE MENE LW wee ee 


“我 到 坑口 一 看 哪 ! —AAD AE i, Jet 
en 


择 着 胸 , 整个 坑口 和 箱 舍 一 片 活 声 。 我 在 人 堆 里 各 处 找 , 就 是 


MRE, META, MEARE? …… 我 县 看 坑口 等 
着 ， 忆 机 车 还 下 往外 搜 光 人 ， 我 等 到 易 午 企 ， 也 没 见 他 和 俭 上 
来 ， 等 到 出 了 星星 还 没 见 他 黎 上 来 …… 不 多 时 ， 大 小 子 跑 出 
AR, PANS PP AL UM NET Fo DOK US Bs FEDER 
Puls Fae 


“我 象 狐 了 似 的 ， 披 头 散 发 束 往 大 柜上 跑 。 跑 到 大 柜上 
一 看 ， 怎 么 样 ? 把 头 、 外 勤 ， 成 果 的 酒席 ， 山 珍 海 味 的 ， 还 
在 那 大 吃 大 哆 呢 ! 人 家 的 孩子 也 在 那 点 着 炮 仗 ， 厢 当 直 了 啊 。 
把 头 张 小 耳 宁 ， 虑 的 上 肚 于 肛 肛 着 ， 活 象 个 大 肚子 老鼠! 

“FE UAE AK as: 

“你 个 这 些 老 竺 们 ， 可 倒 好 ， 还 磊 得 乃 席 ? 这 不 吃 的 是 
人 肉 席 蚂 1!…… 俺 那 人 昵 ?…… 还 我 的 人 …… 还 我 的 人 1 ……* 

”什么 人 ? Wo TRH? 张 小 耳 采 喊 着 , 叫 人 直 往外 推 
我 。 

”还 给 我 人 哪 ! veers 还 和 给 我 人 哪 ! 我 撕 他 们 , WC tte 
们 ， 近 他 们 ， 思 他 们 ! 凯 着 晶 着 ， 一 头 就 撒 倒 了 ! ……… 

WrEX, FAL, FARE TAR SO, RM MAY. Bk 
大 女 ， 嗓 子 里 也 象 有 栅 花 墙 住 了 似 的 ， 再 也 计 不 下 去 了 。 她 


MoO, TATA Ree RAs 

“国民 党 来 了 …… 俐 那 小 岂 子 ， 得 …… 耗 子 疯 …… 死 
Ty senses 没 过 …… 两 天 …… 俺 大 小 子 , 也 跟 …… 他 和 丛 一 样 …… 
在 洞子 里 ， 烧 …… 烧 焦 了 …… 深 身 …… 过 一 点 好 地方， 
HBV oe AT oooh eee eee eee” 


Be ZU BE EAA Ba SHREK KIN ate Oy 我 为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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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硬 要 提起 这 事 ， 性 姚 大 娘 这 么 痛苦 呢 ? 我 的 心 缚 也 很 乱 ， 
芙 不 知 怎样 劝 劝 她 示 好 ， 什 天 才 想 超 这 么 一 句 话 ; 

“ 姚 大 娘 ， 过 去 的 事 了 ， 别 太 难 过 了 ， 还 是 说 说 别 的 
Ml 

“好 哇 ， 这 么 襄 襄 心里 痛快 ! ” 姚 大 娘 擦 完了 眼睛 ， 又 鹏 
巴 了 几 下 ;“ 我 这 眼睛 啊 ， 就 是 那 时 候 作 的 病 ! 从 那 以 后 ， 我 
更 恨 死 了 那些 把 头 ， 恨 死 了 那个 社会 。…… 

我 很 怕 提 过 去 的 事 再 车 大 娘 伤心 ， 就 说: 

“ 姚 大 娘 ， 你 以 后 是 怎么 抓 住 那么 些 耗 子 的 呀 ?” 

姚 大 娘 好 象 没 听见 我 的 话 一 样 ， 还 是 按照 自己 的 意思 芍 
了 下 去 ， 

“共产 党 来 了 ， 给 俺 们 撑腰 ， 把 张 小 耳 腔 邦 些 坏蛋 ， 关 
的 关 ， 导 的 崩 ， 矿 HI 解放 了 ! 技术 保安 搞 的 好 ， 洞 子 里 再 也 
不 死人 了 惟 还 信和 那个 老 君 爷 ! 宝林 参 了 军 。 他 这 个 继父 ， 
年 年 安全 生产 ， 还 当 上 了 先进 生产 者 。 我 一 想 ， 我 呢 ， 能 干 
什么 ? Se 

“ 那 一 年 ， 又 到 了 腊月 十 八 ， 我 又 想 烧香 ， 可 是 看 着 牌 
fr, STH, et: ets) BAST, RET RSL 
年 ! 可 是 ， 你 给 我 的 是 什么 ?”…… 我 一 狠心 , “AT: 当 ! ”就 
th SSR? A, AT, ABR RD, UN 
fa S FRAC EAB, “BB A, Pe, 
成 了 俱乐部 。?” 

““ 老 君 爷 的 马 ” 呢 ?” 想 起 这 个 古怪 的 名 字 ， 我 噶 虽 一 声 
笑 了 。 

“什么 牛蛙 马 呀 的 ， 去 它 的 吧 ! 我 一 看 见 它 ,不 知 怎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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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 子 就 想起 了 张 小 耳 乳 、 王 旭 皮 ;也 想起 了 宝林 他 参 和 他 


WEAWS CFA RABE SPEAR: “这 几 年 ， 毛 主席 派 来 的 这 


些 大 夫 哇 , . 常 下 居民 租 来 ， 欠 俺 们 询 老 鼠 有 什么 害处 …… 我 
一 想 ， 可 不 是 ， 我 那 小 妃子 ， 不 就 是 得 鼠疫 死 的 吗 ! …… 你 


想 想 ， 我 再 见 着 这 些 个 “ 马 ”， 怎么 还 能 能 它 呢 ! 我 上 前 万 
不 行 ， 下 坑 控 煤 不 行 ， 在 家 打 个 耗子 还 不 行 吗 ? 

“Xt, 就 这 样 , 我 看 见 它 就 打 , 看 见 它 就 打 , eT 了 ， 
PLP DTT, TMT Lhe fo, BRA, RET PR BTA He 
里 去 打 ， 一 一 考 撞 过 去 呀 ， 别 裔 没 那 份 心 思 ， 焉 是 有 ， 王 齐 
皮 的 地 ， 请 我 去 我 也 不 去 ! 

“今年 秋天 ， 有 一 回 ， 我 又 到 了 合作 和 社 的 地 里 ， 又 是 刚 
过 和 八 月 布 的 上 时候， 我 一 去 , 社 里 的 孩子 不 说 ;“ 姚 大 女 又 来 啦 ， 
又 帮 着 捉 耗 子 是 不 是 ?” 我 说 “是 啊 ， 孩 子 ,耗子 就 是 大 肚皮 
se ”把 孩子 们 都 逗 笑 了 ! 他 们 也 者 着 我 的 动 高 梁 过 ， 
HEA FET HI, eM atest). Wy, RPM 
i Wake “FTAME BA! FTA? cere : 

PAM aaa Fal Ce, RRL 
BU SUL WG FEE Foe stents 

NWR a — Sc ORM RH. Bat ERY hte et 
MRA, PACHA “ARAL” Geto, sec FYe 

Wr PS EL WE RMR AR PII RE, ANE Booty HP 
Pare — PG CBB ASH ZC AAPA RBS tHe SE AE ey oe St as 
RA We, WrRRET AR CK. TW ER, Be IP AA 
一 个 WEEE ie TFB REIT REE? 根本 的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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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是 我 们 这 里 已 经 这 天 了 象 老 鼠 这 样 的 一 个 阶 航 。 在 我 们 新 
中 国 ， 象 姚 大 娘 这 样 的 人 太 多 了 ! 姚 大 娘 能 够 一 人 一 年 捕 鼠 
成 千 只 ， 难 道 这 仅仅 是 个 “方法 ” 间 题 吗 ? 愤 我 怎样 介绍 好 
WE? ，…… 

[ 注 一 】 棚子 ， 是 煤 洞子 里 的 一 种 支柱 。 

GE=) HLM AMAT, BM AKAMS “RAE” 19287 


[ 注 三 】 AK, T WIVES, ATLAS Hh BE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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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A wy eb 


今 晤 ， 车 问 门 口 张 贴 着 一 张 营 人 注目 的 布告 ， 上 写 着 : 

企 体 职工 注意 ， 现 在 离 十 月 一 是 还 有 八 天 了 。 为 了 早日 
使 钢铁 元 帅 升 帐 ， 俯 高 业 上 马 ， 今 钢水 奔 脆 ， 锅 然 车 间 倚 需 
一 大 批 炼 钢 工人 ， 希 同志 们 踊跃 报名 ， 以 实际 行动 支援 钢铁 
元 籼 升 帐 ， 支 援 解放 台湾 。 要 求 ， 意 志 坚 定 ， 体 饮 健 全 ， 能 
保证 在 高 温 下 不 惧 困 难 ， 决 心 为 钢铁 而 战 的 青年 。 人 数 ， 十 
名 ， 报 名 地 点 ， 车 问 主 任 室 。 

9 H22u 

AWA la, meridian, SS, IL PAE ABBA, 
“Fr 报名 ! ~ 462 BIULL ERA 带 跳 地 跑 癌 主任 办 公 室 。 

主任 办 公 室 一 下 于 挤 满 了 人， 其 是 里 三 层 外 三 层 ， 围 的 
风雨 不 透 。 青 年 们 满面 红 光 , MEARE, EFL Set RAE ZR 

“ 陈 主任 ， 把 我 写 上 ， 我 报名 。” 

“也 号 上 我 1 ” 

办 公 室 的 筷 书 已 得 不 可 开交 ， 脸 上 浸透 出 滴 滴 计 珠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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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时 ， 一 个 姑 急 猎 挤 在 人 群 外 ， 急 的 直 跳 高 , SOR, 
“ 陈 主任 ， 我 也 报名 去 炼 钢 ”。 

“你 是 座 虹 7” 主任 间 。 

“电焊 工段 ， 电 焊工 卫 亚 全 。” 姑 娘 高 声 地 回答 。 

几 个 青年 回 过 头 来 ， 看 看 这 个 姑娘 ， 她 个 儿 不 高 ， 剪 着 
齐 脖颈 的 短发 ， 红 润 的 脸 散 发 着 光彩 ， 不 算 大 的 眼睛 却 异常 
有 种 。 一 看 就 知道 是 一 个 刚强 的 姑娘 。 

“好 ! 慷 她 进 里 面 来 ， 你 们 给 她 导 个 道 。” 车 间 主 任命 全 
大 家 。 

卫 亚 容 好 容易 挤 到 主任 面前 ， 她 挥 了 挥 披 散在 眼前 的 一 
续 短 发， 心情 还 未 平静 下 来 。 

“ 啊 ! 原来 是 车 间 出 名 的 女 电焊 英雄 小 卫 ”。 主 任 焉 着 头 ， 
“你 看 见 布 告 了 么 ?” 
3 

“ 那 好 ! 女孩 子 家 有 志气 ， 回 去 吧 。” 

“批准 我 了 ?” 小 卫 惊 吾 地 跳 起 来 。 

“不 批准 ， 炼 钢 工 人 不 要 女 的 。” 

小 卫 的 脸色 立 列 变 了 。 她 问 ; “为 哈 不 要 女 的 ?” 

“反正 不 要 女 的 。” 一 个 男 工 插嘴 道 ,“ 我 间 你 有 险 条 件 去 
炼 鲍 ?” 

| “条件 有 。? 卫 亚 琴 一 焉 头 ,“ 我 的 身体 好 , 四 年 没 缺 过 勤 ， 
RULGES, BLAKE BOGS, RASA. ee 
召 太 亿 人 民 都 去 炼 钢 ， 每 个 人 都 应 唤 应 这 个 号 召 ，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应 为 一 千 需 七 十 万 吨 钢 而 流出 汗 珠 1 ” 

“就 是 这 条 件 ? 座 没 有 ! ” 那 男 工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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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 我 爸爸 是 炼 钢 工人， 我 母亲 也 正在 炼 鲍 ， 我 也 


hy 
“这 与 你 丛 欠 有 了 蛤 关系 ， 你 爸爸 在 哪 炼 钢 ?” 那 男 工 叉 退 
ln] £ 一 句 。 


“我 爸爸 ， 他 ， 他 死 了 。” 好 的 脸色 立 列 变 得 若 自 , “我 再 
向 大 家 襄 襄 我 要 炼 鲍 的 另 一 个 条 件 。” 

人 和 群 始 动 了 ， 几 十 双眼 睛 都 注视 她 。 车 间 主 任 这 时 吃 了 
一 惊 ， 心 想 , “这 个 姑娘 怎么 了 ， 她 一 定 有 要 襄 的 新” 他 站 起 
来 严 者 地 向 大 家 襄 , “同志 们 ， 小 卫 要 讨 第 三 个 炼 鲍 条 件 ， 大 
家 好 好 昕 听 吧 。 

办 公 室 顿 时 静 下 求 。 

“日 本 侵 古 东北 的 时 候 , "TATED ih, TR CE LL 
当 炼 鲍 工 人 ， 在 我 四 岁 那 年 ， 我 懂事 了 ， 每 天 爷爷 下 班 回 来 
总 是 抱 着 我 ， 亲 我 ， 对 我 说 : 孩子 快 长 忆 ， 长 大 了 作 个 钢铁 
结 娘 ， 到 那 时 日 木 找 降 了 ， 答 从 次 你 到 炼 钢 厂 去 炼 钢 好 么 ? 
CERT ACFE: ' 忆 长， 长 大 了 程 四 叔 当 你 的 
炼 钢 师 传 每 天 他 俩 总 重复 着 这 些 话 ， 我 都 听 且 了 。” 

“ 那 年 和 天 ， 天 很 洽 ， 净 同 西 北 风 。 母 亲 和 我 在 四 面 透 
天 的 破 房 子 里 等 着 我 多 从 下 班 回来 。 等 啊 ， 一 直 等 到 夜间 十 
= ABAD. KAMAL, "母亲 小 声 就 ， 儿 次 到 
问 口 去 张望 ， 连 人 影 都 没有 。 十 二 点 多 了 ,突然 一 陋 敲 门 声 ， 
‘大嫂 ,大嫂 ， 快 开门 ， 快 1 母亲 的 脸色 立 列 变 了 ， 我 吓 的 光 
起 来 。 进 来 的 是 程 四 叔 ， 他 脸 上 沟 有 血色 ， 上 气 不 接 下 气 地 


aes 大嫂， TL 大 哥 彼 日 …… 日 本 鬼子 用 铁水 输 …… 烧 死 了 
ee ”了 啊 的 一 声 ， 母 杀 肯 有 死 过 去 ， 我 民 咱 着 扑 在 母 杀 身上 ， 


一 


程 四 叔 好 容易 把 母亲 呼唤 过 来 ; 大嫂， 快 逃 吧 ， 他 们 还 要 地 
草 除 根 呢 ， 还 要 派 人 杀 死 你 娘 俩 !” 

“Fe PU ak lt AS ae cL. TERS ER 
ew A P LEA. LAT SAKATA EL, :我 
SEMMLART, RREET HR, ART AGRA 
LAR, TEASE ARR, HEAR ARR 
ASA. FEAR BAER A RM, RAST ee. PEPIN 
我 们 跑 到 沈阳 ， 从 此 他 再 不 炼 钢 了 。 他 在 一 家 工厂 当 了 电焊 
工 。 程 四 权 丈 是 现在 的 电焊 车 间 主 任 程 高 福 。?” 

“是 他 ? ”车间 主任 惊 计 地 间 。 

“对 ! 不 是 他 。 他 殉 象 我 的 父亲 一 样 帮助 我 母亲 把 我 拉 
扯 大 ,我 进 了 工厂 跟 他 学 电焊 ,一 九 五 五 年 出 徒 时 到 响 车 间 。” 

“日 本 鬼子 杀害 了 我 爸爸 ， 仇 恨 一 直 埋 在 我 母 女 心中 。 
最 近 美 帝国 主义 对 我 国 进行 军事 挑 岂 和 战 竺 威胁， 已 激 起 了 
全 国人 民 的 愤怒 。 党 中 央 号 召 我 们 今年 炼 钢 一 千 零 七 十 万 吨 ， 
AERA STARA A CME, FAS BR TBD 
支援 解放 台湾 。 我 母亲 都 炼 钢 了 , 我 能 不 炼 钢 么 ? 我 要 炼 钢 ， 
我 要 实现 我 爸爸 和 程 四 叔 的 愿望 ， 当 个 钢铁 姑娘 。” 

小 卫 欧 完了 ， 人 们 站 在 那里 一 动不动 。 

车 问 主任 站 起 来 ， 紧 紧 地 握 住 小 卫 的 手 激 动 地 说 ;“ 好 ， 
小 卫 ， 你 的 条 件 成 熟 ， 你 满 可 以 当 个 炼 钢 工人 。 你 知道 么 ? 
FATE SMR SEE Aa, WEEE, Miter Be 
人 程 高 福 。” 

“TRA? "| TLS TA UE, “BRACE FEAT LABRET ER 
学 习 。 她 握 凑 知 头 “主任 ， 我 向 你 保证 ， 在 十 月 一 日前 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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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 出 一 类 人 鲍 ! ” 

亢 也 怪 ， 办 公 室 的 青年 们 再 没有 一 个 人 反对 小 卫 报名 类 
Sh, ABI EAA RT. ABA TY ARAN 
Bhat. “TAR, KER, RAO, MRE 
批准 炼 钢 那 太 好 了 ， 如 有 果 批 不 叭 ， 我 在 十 月 一 日 等 待 你 杀手 
炼 出 第 一 灶 钢 的 这 讯 。 

主任 握 住 那 男 工 的 手 说 ;“ 好 ， 我 也 批准 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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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Ff 74 
Roe 


Rakai EM @e TEEN BES, Fb Rms =+ ask 
» HA, FASE 
AABRELAUEE, Tw ito BW AIDS BB 
口舌 含混 地 是 出 象 片上 人 的 名 字 。 当 我 每 次 听见 女儿 念 道 “路 
PUA" CR ALD 的 名 字 上 时， ee UIE Me Bata FATE BA 
REAR SE HB AY TBH SEE, TET SA, XW ALL 
AEE HY © 
器 青 伯 二 十 五 六 岁 ， 光 头 不 留 发 ， 一 张 瓜 子 脸 ， 长 的 很 
俱 众 ， 但 不 失 香 人 的 英武 气 。 你 要 仔 殉 端详 ， 他 的 眉眼 上 合 
BO) MOR Vy TE 
Fe ae a GATT AM AEE L952 FE, JIN PELL IG — 
个 汽车 队 的 队长 。 有 一 次 我 开 率 到 平 起 去 ， 汽 车 加 足 ee 
4g SAFER, FTAA ETD, SAR) 
BB, PUR AH a ESR Adal. 2 SRA hen 
Ap, Fe BSR BEM ULAR KE 
汽车 开 到 SAH SA, 公路 上 路 起 一 个 志 感 军 战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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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着 汽车 站 在 公路 当中 。 他 背后 背 着 背包 ， 一 只 手 扶 着 冲锋 
. 枪 ， 一 只 手 上 下 挥动 ， 我 一 看 就 明白 他 这 是 截 车 乘坐 的 架 
劳 。 我 心里 不 同意 ， 不 想 停 下 。 你 想 如 果 汽 车 停 下 求 ， 起 三 
SLD RANK, SHEE, DTS RB 
襄 实 在 的 ， 我 们 当 司 机 的 ， 有 个 共同 的 特性 ， 讨 都 不 愿意 载 
阳 生 和 人。 由 于 存 有 一 种 警惕 心理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我 是 不 大 
讲 守 团 精 友爱 的 。 

FOE TL, TRATES, RANT LPS. ARAB LIS BE 
BS» WATE shies, FEAR PR or ML Aaa: 

“WATE, POHL ?我 有 点 挂 火 ， 按 喇叭 不 生效 ， 就 硬 往 前 
开 〈 共 实 他 贯 不 衙 我 也 得 停车 )。 车 临近 了 , 他 因 动 一 下 身子 ， 
我 趁 他 向 身 的 工 闪 ， 狐 然 搬 阅 一 扭 方向 盘 “ 噶 ”地 一 声 车 就 
开 过 去 了 。 我 不 党 心中 好 笑 ， 人 再 硬 ， 到 底 是 血肉 之 身 ， 不 
敢 和 汽车 硬 播 呵 ! 

太阳 偏 西 ， 我 开 进 成 川 ， 在 一 家 老 主 顾 一 一 准 面 屋 门口 
停 了 车 。 我 跳 下 车 进 屋 坐 下 来 ， 女 招待 员 频 频 向 我 打扫 
呼 ， 

RIBAK, ELA TEAR? CRIA, 你 吃饭 蚊 ) ”我 点 点 头 ， 
答 道 : 

“WR, AR — TY A.” 

DONA — SCI SE Ro TKI PSR SE E— “SRL, A 
FERIA EAB i bo {WEIR IR, BERAREA Mohit 

“— Baits Els ASK IN—AGRB » SR. UT ER HA 
IRE AMIE, Wr 这 不 是 路 上 截 车 那个 同志 咀 ? 我 感到 奇怪 : 
他 徒步 走 ， 怎 么 这 般 快 求 到 成 川 ? 我 莫非 认错 人 了 ? 不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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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点 不 错 ， 正 是 他 。 难 道 他 是 搭 坐 别人 车 来 的 ? 他 对 我 笑 了 
笑 发 言 了 : 

“这 位 司机 同志 ， 对 不 起 ， 你 大 松 光 顾 开 车 , 没 看 见 我 。 
我 是 偷 坐 你 的 车 来 的 。 ”我 脸 上 一 热 ， 奇 怪 ! 一 个 大 活 人 上 车 
我 居然 不 知道 。 我 闫 他 : 

“你 怎么 上 车 的 ?” 他 笑 着 两 手 比 划 着 说 : 

“你 开 过 车 去 ， 我 搬 住 车 箱 就 上 来 了 。 很 简单 及 !1” 

“Tali, (PEACE RA. SHAKHTAR RS 
HS FRR PSE RD: “PRN A ie” 

“TEXAN FAR FA? 我 是 防空 哨 部 队 的 。” 他 用 手 摘 下 军 帆 
扎 着 风 襄 : “我 由 驶 青 柏 。 司 机 同志 ， 对 不 起 ， 你 知道 志愿 军 
总 司 全 部 规定 防空 喧 部 队 有 特殊 乘 车 的 权利 ， 你 为 什么 不 执 
rer” 

RAR mR: “PTAC Ae ERO he eA) a 
襄 ; “我 再 三 摆手 ， 你 一 松 不 理 ， 猛 开 一 阵 ， 好 象 压 死人 不 偿 
命 似 的 。 我 要 等 你 同意 上 车 ， 臣 怕 现在 还 在 黄 州 公路 上 要 大 
腿 哩 1 ” 

我 又 气 又 乐 ， 明 知 自 己 理 元， 但 不 肯 玉 步 ， 索 性 呼噜 呼 
MATA. ERA Iie 

“司机 同志 , 消 消 气 , FEA CE TESK AIRTEL AR: PES 
如 果 你 的 车 还 向 前 开 ， 我 还 得 搭 你 的 车 赶路 。?” 

我 觉得 这 小 子 是 个 刺 头 ， 当 时 准 着 脸 不 理 他 。 

sete, FRAO PR, BE A SE Ae 
ik. ARPA AAR. RRR LA, BRE RE 
Ahi f. RAMA AKL, 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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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了 se 自己 同志 ,不 必 秩 Eo PG HEE ACY Fim aS 
LIN Raf ee HY 
汽 惠 开 出 成 川 ， 渐 渐 委 上 Wiig wee saree 
— Fr aa BEA A 各 下 有 条 银座 似 的 河流 :从 II 研 中 
过 去 ， 一 眼 望 不 到 头 。 a Eas LU ey te 5 
色 。 
See HAR TEACH TL, DUCENL SS iia ae HLA Be AN Dk wR 


yi] NL rae MUA ASEM 


«6 +9 
vl A oO 


DAS ABT TA 2” 
a a 
biocide 
“GT 3’ 
aL [3g RUE BIYSz Bp VBE oe” . 
“APE FORAGE, Bhar IR GIA. IRAE. 
YS 0c side SY RAL. Thor RIPLEY Ba KR. RAT. 
ei ROP GSA TBC AA LHR RR HHS, BERD ZS Ba 
32, BAO HUI aS Says ax ac 77 Guide ff. SATS AAAI 
wR TE HE AG ALM 
WALT, 7PERR— Ph, (aR aL ae :让 想 ， 你 安安 评 
APACHE RE Yo FRAT, Hadad aa Be. AP ARE Be HR 
Wo MPL ARR OL, DC Ue fi" oc 好 个 
HE Jy erg Bey 
Te HS WEF SAA Wits RAPE OMIA MHI IF. FRGE 
r= 0 


—Bait, PRG TT AAP aT TT CHL, (Ld aE 

“ 仿 住 ! 停 住 ! au SMe CEs Pa, Xp (Ha 
“干什么 大 惊 小 怪 的 ! ” 

茹 青 相 没 答 言 ， 他 一 跃 跳 下 车 向 前 方 公路 跑 去 一边 跑 
一 边 伏 身 导入 地面， 我 以 为 他 要 擒 什么 东西 。 一 会 他 有 所 发 
现 地 叫 道 ; 

人 
摆 着 一 片 奋 枝 般 大 小 、 有 类 央 的 东西 ， 看 来 象 鞠 角 形状 ， 太 
RHE LWMHALROL. RUBLE T . UBACA BLM RR TT 
AY ARPY— = fq]. See MHS ne, AT A 
上 一 扔 襄 : 

“司机 同志 ， 你 的 汽车 带 ， 有 这 东西 粘 实 吗 ?? 我 看 着 三 
角 镜 默 不 做 声 ， 心 里 不 大 是 滋味 。 咯 青 柏 又 拾 起 一 颗 三 角 舍 
一 扔 。 这 种 东西 不 管 你 怎样 扔 ， 它 落 到 地 下 总 是 尖 儿 朝 上 摆 
着 。 我 加 四 外 看 了 一 下 满 有 把 握 地 就 : 

“ 叹 ， 特 务 放 的 ， 这 里 一 定 有 隐藏 的 特务 !1” 

“我 看 不 是 特务 放 的 。” 

“那么 是 天 上 掉 下 来 的 ?” 

“对 ! ”路 青 柏 向 路 尖 走 了 儿 步 襄 ， 

“可能 是 方才 那 架 敌 机 撤 ” me 随 着 ， 


在 山坡 上 也 发 现 了 好 儿 处 三 角 钉 。 我 不 由 心里 腊 腊 佩服 葡 青 
相 的 刊 断 能 力 。 我 一 想 方 地 朋 促 主 疯 劲 儿 , 便 及 有 虞 责备 自 
ar 是 呀 ， AR 5675 FH; 是 个 | Ay Asli ela] y Paka oat 


我 俩 当时 七 手 八 脚 扫除 了 公路 上 的 三 角 人 外， 准备 开车 。 
我 看 器 青 柏 绢 一 个 战士 焉 党 完成 任务 一 样 ， 春 不 出 他 带 一 点 
eh 


做 慢 的 种 情 , 高 高 兴 兴 地 上 了 车 。 这 时 我 改变 了 对 他 的 看 法 ， 
亲切 的 对 他 襄 : 

“BAA, 你 下 到 机 室 坐 取 。" 我 的 气 ， 一 下 全 消 了 。 渐 渐 
tTFF Sah, ERK Sa, RTS. KRM, HI 
建立 了 深厚 的 战斗 友情 。 

他 告诉 我 ， 他 在 珊 兴 496 防 空 只 位 执行 任务 。 这 次 他 到 师 
里 开 庆 功 会 ， 回 来 到 平壤 团 部 ， 随 后 便 回 到 哈 位 瑞 兴 去 。 

车 到 平 坟 ， 他 下 了 车 。 我 握 住 他 的 手 襄 : 

“Bhp Alla, AGMA IRR. coe” 

“对 ， 深 队长 ， 再 见 ! ”他 向 我 敬 个 礼 便 大 踏步 地 走 了 。 
Pe MAAR ASIN TA) Ha, a EA PO Oa LZ alee, Bh 
实 的 印象 。 

1952 年 秋季 攻势 来 到 了 ， 美 李 菲 帮 在 前 线 吃 了 败 优 ， 敌 
人 飞机 有 日夜 狐 狂 考 炸 扫射 ， 封 镇 公路 沿线 ， 当 时 我 们 的 运输 
任务 就 更 艰巨 了 。 

我 们 白 日 修 车 ， 黑 夜 上 路 ， 沿 路 防 宏 哈 成 了 汽车 部 队 的 
耳目 。 

从 卓 和 煤 氏 到 三 八 线 ， 从 南海 到 东海 ， 东 西 两 线 ， 沿 路 高 
LL), ZEUS, PEAR ABABA AOR EU. APY WA LE Ze 
XPAS(F AK, ARIAT TRASH RA, Paez HR OCB 

后 勤 全 力 文 援 前 线 打 胜仗 ， 我 们 汽车 部 队 要 不 惜 一 切 力 
REL, WR. MRRP 上去。 这 是 防 室 哨 部 队 和 
TUL ARPA IK AS Fo 

RAG MA, PCr BE ts A Ht AY = & i Pe EL] BT HSE Y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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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 夜 ， 满 天 浮云 让 住 月 亮 和 星斗 ， 宇 害 外 上 一 层 落 色 的 
青 秒 ， 大 地 | 山河 越发 模糊 了 。 

我 们 大 队 汽车 正 开 到 瑞 兴 附近 公路 上 ， 我 在 机 室 里 忽然 
望 史 对面 有 汽车 灯光 在 黑 虞 中 注 焰 内 射 ， 远 远 看 去 象 一 条 晶 
蜂 滚 动 的 火龙 。 汽 车 正 向 前 开行 ， 忽 听 494 只 位 发 出 了 代号， 
“前 方 开 来 汽车 了 !” 

按 战地 交通 规则 ， 会 车 时 ， 对 面 汽车 向 右 力 办 路 ， 稳 缕 
开 进 。 

我 错过 第 一 柄 车 ， 这 时 495 哈 位 响起 了 警报 枪 声 。 一 刹 间 
两 边 汽车 灯光 全 部 熄灭 了 。 

我 听见 天 空 响起 敌 机 马达 声 ， 渐 渐 由 远 到 近 。 

天 黑 看 不 清道 路 ， 汽 车 只 得 绥 绥 向 前 开 。 错 过 五 辆 车 ， 
前 边 路 基 狭 罕 堵 住 车 辆 ， 两 边 汽车 都 停 仁 了 。 

当时 我 急 的 直 跳 ， 我 想到 我 们 车 上 满载 军火 ， 万 一 暴露 
目标 发 生 事故 ， 这 个 损失 是 不 能 估量 的 。 

忽然 前 方 公 路 火光 一 闪 ， 豆 的 一 声 敌 机 扔 下 一 颗 炸 弹 爆 
炸 了 。 

敌 机 打下 一 上 串 照 明 弹 ， 刹 时 满 天 昭 得 贼 亮 亮 的 。 借 亮光 
一 看 ， 天 室 上 一 架 黑 寡 妇 俯冲 下 来 ， 咕 咕 咕 咕 ， 敌 机 扫射 ， 
子弹 落 在 公路 上 和 稻田 里 。 这 时 候 前 方 公路 上 跑 来 两 个 防空 
哨 战 士 ， 一 个 大 声 喊 道 : 

“向 前 方 开 的 汽车 ， 你 们 赶快 冲 出 封 镇 区 ! ”我 听 出 喊话 
的 入 正 是 496 只 位 战士 一 一 路 克明 。 

双 一 个 人 喊 道 ， 

“向 右 开 的 汽车 ， 注 意 ! 向 右 因 路 向 右 靠 !” 

= 


这 是 骆 青 柏 来 了 ! 

两 架 敌 机 在 上 空 围 线 公 路 盘旋 一 陆 ， 允 俯冲 下 求 ， 扔 下 
的 炸弹 跌 晰 的 叫 着 。 

“注意 隐藏 !” 莫 一 一 熹 一 一 阐 ， 炸 弹 落 在 距离 公路 二 十 
米 远 的 地 方 。 双 一 颗 落 在 前 方 公路 上 ， 掀 超 一 片 烟火 泥土 。 
没 等 气 浪 平 胡 ， 唉 青 柏 从 地 下 跳 起 来 叫 道 , 

“Be eA, AG EIR: TRIE RAL BLY 
现 目标 了 ! PSSA FEM ee 7 

XY TPA BL SNe 7 Ag HE, PARADE SE AAPE 
Fy AL TF oh) — Te BT Pc 

“你 们 快 靠 ! 快 靠 ! Pash, MR PH--7 a] OL ek: 

“Rae hr 都 要 靠 路 下 去 了 !?” 

一 辆 十 输 大 卡车 ， 横 在 路 上 ， 任 你 急 的 跳 脚 ， 那 辆 大 卡 
车 肥大 的 车 身 峰 哆 打磨 麻 ， 怎 么 也 办 不 开路 。 

天 空 又 增加 了 敌 机 ， 第 二 次 扔 下 照明 弹 来 ， 五 大 架 敌 机 
低空 盘旋 ， 象 一 群 狐 狐 哼 哼 着 近 查 目标 。 

枝 一 一 咕 咕 ， 敌 机 又 开始 栖 炸 扫射 。 路 克明 跑 来 报告 ; 
RI ASKER So RAH: 

“集中 火力 ! 步枪 对 空 射击 ! 打 ! SR RAE TAB ST 
Cha: “ARBEIT: 打 ， 黑 夜 更 容易 暴露 火力 点 。 梁 队长 ， 你 
下 命 分 ， 命 兮 你 们 汽车 全 部 开 下 路 隆 蔽 起来 !?” 

“ 啊 ， 我 们 下 路 , 不 行 !” 我 大 声 吵 超 来“ 我们 是 载重 车 ， 
SS CTARA RM) 我 们 坚决 向 前 冲 ， 开 到 桥 边 隐藏 !” 

BS fa tHe: 

“RIAA BERT 0. ELfERGE EL, (ri—ae FR,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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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同志 ， 请 你 下 命令 ! oe i 
REAP A CNEL, i, AIF P 
路 去 。 第 二 师 、 第 三 辆 ， 一 柄 一 辆 都 开 下 公路 去 。 

路 克明 指 择 疝 右 开 的 汽车 队 开 走 ， 这 时 敌 机 更 加 猛烈 的 
车 炸 扫射 。 公 路上 烟 土 丈 漫 。 品 青 柏 陆 在 地 下 仰 首 望 善 天 宏 
马道 ; 

“对 后 课 ! 哼 ， 你 们 炸 吧 。?” 

了 望 只 报 告 :“ 现 在 敌 机 封锁 497 只 位 桥 地 , 大 桥 三 十 分 链 
0 

收 机 第 三 次 投下 照明 弹 ， 路 青 柏 咬 住 下 嘴唇 ， 静 静 地 在 
A 

“ 深 队 长 ， 你 们 车 上 带 没 带 小 桶 汽油 ??” 

M5. TALE 

“ORF TATE. HRA —HARA Tet” 

我 亲自 搬 下 一 福 汽 油 放 在 地 下 , BR EF ATT) —h F_E Be HB, 
抱 起 汽油 桶 横路 公路 跑 去 。 我 腔 眼 望 着 他 ， 他 和 象 一 只 野猫 一 
样 在 草地 上 飞跃 前 进 ， 三 分 链 的 工夫 他 的 身影 渐渐 消失 在 黑 
hah fo 

BOVLEA Be A ESR ASEL he, FNRI BRIN RS. HR 
越 来 越 茶 张 了 ! 

忽然 草地 上 一 内 宫 ， 忽 地 着 超 一 片 火 ! 紧 接 着 两 三 处 燃 
起 火光 ! PRUE LHS. 

大 空 一 架 政 机 狂 吐 一 声 奔 火光 俯冲 过 去 ， 一 速 扔 下 四 、 
GABE) 跟着 风 架 敌 机 都 俯冲 过 去 。 

MBSA NE: AEST AYU RIL, FE 


= 


草地 上 假设 目标 ， 引 庄 敌 机 枝 炸 ， 原来 他 使 的 是 调处 离 山 计 
Waly aR SAY BA Bele HE St 六 架 敌 机 输 鼻 猛烈 释 炸 扫射 汽油 
火 。 我 指挥 汽车 上 路 ， 各 个 车 上 的 司机 助手 ， 吵 喷 着 开车 上 
路 。 战 士 们 辐 敌 人 嘲笑 ， 叫 晶 : 

“美国 价 ， 你 们 中 计 了 !” 

“MS 你 们 美国 有 的 是 钢铁 ， 扔 吧 ! 你 等 老子 得 闲 把 弹 
及 收集 起 来 ， 次 到 朝鲜 铁 工 厂 熔化 了 ， 造 出 来 炮弹 再 回 敬 你 


敌 机 不 停 地 考 炸 扫射 ， 足 有 十 分 链 时 间 。 这 时 马达 考 鸣 ， 
MMA. SBMA RE: 

“同志 们 ， 我 们 飞机 来 了 ! 我 们 飞机 来 了 ! “人们 欢呼 起 
Ko 

FM CPL ER ATTA BAUR RAS Pe Beh 
飞机 迁 钥 追逐 迎击 。 一 阵 机 关 炮 响 ， 被 打 中 的 两 架 敌 机 夹带 
一 团 烟 火 离 溜 乍 斜 栽 下 西方 ! 大 家 高 兴 地 喊 叶 ， 拍 手 ， 按 喇 


天 空 静 愉 悄 地 ， 月 营 从 云层 中 露出 来 ， 好 象 嫦娥 丰满 的 
Sit, BARMAN AE, WAM AEA 

路 克明 歇 响 了 安全 喻 ， 汽 车 大 灯 都 打开 了 ! 照 亮 了 前 进 
的 路 程 ! FTES AAI. 

了 望 响 报告 着 : 

“前 方 大 桥 修好 了 ! 前 方 大 桥 修好 了 1! 2? 

汽车 开行 了 ! Beat: 

“路 殉 明 同志 ， 请 你 告诉 路 哨 长 : 我们 回来 到 这 儿 ， 一 
定 要 捅 来 胜利 品 慰 问 你 们 !” 路 克明 摆动 着 指挥 交通 用 的 白旗 


a 


RR, “MUG BP Be” 
汽车 渐渐 离开 496 哈 位 , 穿 过 修复 的 大 桥 ， 向 前 厂 奔 融 。 


我 们 汽车 队 从 前 厂 归 来 了 。 临 去 运 的 炮弹 ， 回 来 载 着 活 
的 灿 获 品 一 一 美国 人 虏 兵 。 

FL, RAMI, HMOT RE, SARUM. MLE 
T—-EBE, RAHADKE-BSMAPR. MHL, ht 
起 路 旁 林 间 野马 展翅 向 远方 飞 去 。 

机 室 里 放 着 儿 钼 香 术 酒 ， 不 停 地 晃动 着 黄金 色 的 浆液 。 
这 是 我 答对 青 柏 拿 回来 的 礼物 。 

汽车 越过 500 哈 位 , 小 王 在 车 上 就 数 着 哨 位 号 牌 。 

499.……498 “eae AQT sevens 

IRs, SARA ZE TT, RSL — RAPS fy DZ 
AAT, BRAUER GIA, AWE TS. MBN 
是 用 青石 块 修筑 起 来 的 , BLA EY Ba HE 
式样 奇 臣 ， 坚 固 耐 入， 一 般 炸弹 皮 炸 不 透 ， 这 是 路 青 柏 他 们 
亲手 创建 起 求 的 。 

车 到 496 哈 位 , 我 停车 跳 下 去 ， 刚 好 是 路 克明 的 吊 班 。 他 
跑 上 来 握 住 我 的 手 ; 

“ 梁 队 长 ， 你 们 胜利 的 完成 任务 了 ! ” 

PMR: 

“对 ! 载 回 来 俘虏 。 话 不 失信 ， 也 答 你 们 带 来 了 礼物 ! ” 
接着 ， 我 大 声 向 哨 棚 里 打招呼 : 

“Ba Fs tH!” 

nea EE ATT I A IE Fo 

Ly 5 


“你 们 只 长 哪里 去 了 ?” 我 又 间 。 

路 克明 脸 上 的 笑容 一 下 党 失 了 。 好 久 ， 他 才 低 声 说 道 : 

“路 哨 长 ， 他 ……:!? 路 克明 低下 了 头 。 我 的 心 古 秤 的 跳 
动 起 来 。 

“ 啊 ! 一 一 什么 ?” 我 猜测 着 不 幸 事 件 的 发 生 ， 路 克明 低 
沉 地 襄 : 

“那天 敌 机 封 镇 ， 他 抱 着 汽油 桶 跑 到 草地 上 ， 用 刺刀 和 玲 
破 汽油 桶 ， 把 汽油 淡 在 地 下 ， 点 火 假设 目标 。 我 们 飞机 打 跑 
了 敌 机 ， 直 到 你 们 汽车 开 走 ， 他 还 没有 回来 ， 后 求 我 跑 到 草 
地 上 看 他 …… 路 只 长 他 中 弹 御 牲 了 !” 
“我 的 心痛 楚 得 难以 忍受 ， 手 微微 地 拌 起 来 。 一 个 中 国人 
民 优 秀 的 儿子 一 共产 党 员 ， 一 个 勇敢 机 智 的 革命 战士 离开 
我 们 了 ! 我 的 眼泪 流下 来 。 
”各 个 车 上 司机 助手 跳 下 十 ,我们 一 排 站 在 哮 青 柏 的 墓前 
默默 脱 下 军 帽 ， 低 下 头 。 

永别 了 1 聊 青 柏 同 志 ! 我 们 不 能 在 英雄 的 墓前 流 眼 泪 ; 
我 们 是 战士 ， 我 们 要 把 眼泪 变 成 战斗 的 烈火 


= 11 


em 
WE 民 


戴 林 少将 来 到 五 班 当 兵 的 第 一 夜 ， 心 里 有 一 种 说 不 出 的 
高 兴 。 想 想 过 去 ， 想 想 现 在 ， 兴 奋 得 很 入 不 能 人 睡 。 尽 管 因 
为 下 午 挑 状 累 得 周身 疲乏 ， 尽 管 不 人 地 催促 自己 :“ 快 睡 吧 ， 
守夜 还 有 了 哈 呢 1 Lo PA MME AR ef) ELA BU AST RAB EH AT 
声 ， 他 才 不 知 不 党 地 进入 了 梦乡 。 

一 这 醒 来 ， 看 了 看 表 ， 已 经 两 点 了 ; .再 看 旁边 ， 邻 床 的 
王 性 直 不 见 了 。 他 知道 自己 是 睡 过 了 时 间 ， 班 长 越过 自己 叫 
PEE MAMAS fF . WEES A Lig 47 APR PI TA], ERY ARZE, 
NPEAGPEERATT ABUL ME A LYE! AEE NR Re, A a 
LAUR, mat Aa oth, esr, BAEK. 

MAE TARDE, UE Pin (Se, peRaR AR Sess, 
FE ATCT a a A a. AAS ZED PRR He eG. LAR 
山头 的 时 候 ， 前 面 忽然 传 来 了 谈话 声 ， 

“班长 同志 ， 我 情 厌 再 站 一 班 ， 也 不 下 他 站 。? 

这 是 王 性 直 的 声音 。 他 上 昕 着 ， 立 刻 放 慢 了 脚步 ， 又 折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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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昨天 下 午 输 老乡 挑 娄 时 , 那 老头 上 求 要 和 我 比赛 哩 。 他 
扶 能 干 ， 滔 跑 到 我 头 前 ， 还 不 断 地 喊 : 加油 啊 ， 小 王 ! ”我 急 
了 ， 脱 了 棉衣 和 他 比 着 干 ， 比 了 什 天 ， 还 是 落后 一 趋 。” 这 庄 
还 是 土 性 直 襄 的 。 他 谈 得 正 有 劲 ， 急 然 被 另外 一 个 声音 打 断 
丁 : 

“今后 干 重活 时 要 注意 爱护 他 的 身体 ! ”这 是 班长 的 声音 。 

TE VE TEL FA HERA aR a HEIR AD AB REE BR RY 
THT. OMA b AA, HEA ER PAB He 
EK, KEK AMIEL, BSR aE THs B 
不 够 , 大 家 不 喝 , Ss 王 性 直 还 特别 找 了 一 个 大 缸 子 盛 
满 了 汤 输 他 预备 着 。 他 回忆 起 三 十 年 前 刚 和 人 伍 时 ， 班 长 和 同 
记 们 或 是 这 样 照顾 自己 的 。 

“报告 班长 同志 , 我 来 了 , 该 我 站 哨 了 ! ” 老 列 兵 的 突然 到 
求 ， 合 班长 不知 怎样 回答 才 好 ， 呆 了 和 个 天 ， 才 咒 ， 

“你 太 昧 了 ， 要 多 休息 。” 

“我 不 能 特殊 啊 ! ” 戴 林 少将 认 鞭 地 回答 说 。 班 长 一 时 也 
想 不 出 什么 话 来 说 服 他 ， 倒 是 王 性 址 先 开 了 腔 ; 

“ 映 体 不 好 就 应 该 多 休息 ， 这 不 咱 特 殊 ; 上 星期 我 头痛 ， 
还 在 家 睡 了 一 天 哩 ! 

“可 我 全 天 没 病 啊 1” 老 列兵 并 不 昕 他 们 的 劝说 。 

eg ad sei eons 
By RURAL. 二 性 直 同 志 把 你 的 伪装 给 





saa 
戴 林 少将 听 到 “伪装 ”二 字 ， 顿时 脸 上 发 起 烧 来 了 。 原 
来 他 来 的 时 候 太 懂 忙 ， 记 记 带 伪装 。 他 向 前 走 了 一 步 ，“ 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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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 
4 


一 个 立正 : “报告 班长 同志 ， 我 没 币 伪装 ， 我 错 了 !” 
班长 伞 他 这 种 态度 感动 了 ， By “ 借 王 性 让 同志 的 用 _- 
AGATE RE!” 

“是 1!” 少将 回答 。 

山头 上 只 剩 下 这 位 年 迈 的 老 列 兵 了 。 他 望 着 王 性 直 和 班 
长 潮 潮 走 远 的 背影 ， 想 起 在 江西 一 个 小 山 赔 上 ， 第 一 次 站 哈 
lit, BERR NA ACW. = TEAR, BERK 
术 象 爱护 十 五 、 六 岁 的 新 战士 一 样 爱 护 着 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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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金 对 
朝鲜 族 HO 


在 延边 和 龙 县 一 市 平原 ， 肥 沃 的 土地 ， 迎 接着 春天 ， 迎 
接着 丰收 。 

ARR Waa, DF RMR ARLE, 显得 湿润、 
松软 。 - 
IT ERS LAS, WAAL CRRA 
沙 在 了 头发 上 。 

金 丹 穿着 一 身 朴 素 的 洁净 的 朝鲜 族 黑 补 。 她 从 淡 黄 色 的 
二 衣 儿 里 ， 掏 出 一 张 照 片 ， 看 了 又 看 ， 坊 了 又 未 。 她 好 象 怕 
屁 偷 看 见 似 的 ， 忙 又 小 心 的 把 它 放 到 怀 里 。 在 刚 做 好 的 花 被 
| 上 拣 着 线头 。 

TUT, PTS ACL IST HD TUG SEAM IE FM SE WES. 
FS FHT, witieert A, Sede: 

“有 网， 看 你 往 的 ， 要 过 门 啦 ? 一 个 人 过 日 子 干 莽 么 要 那 
么 些 修了 于 。” 

金 上 丹 一 怀 ， 崎 手 按 着 胸口 ， 似 恼 非 恼 的 笠 检 了 粉 玉 既 婚 
—lIk,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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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AE A—Bk,” 
粉 玉 婚 顺手 搬 了 一 下 金 丹 襄 : 
“看 你 说 的 ， 你 是 个 小 孩 啊 ?” 
Pees MSE. BER PH, ARR EE 
Pf, MEGS, WRT, —Weee: 
“I, SRSA, ee He, Bileawin, Sepa,” 
金玉 微微 一 笑 ， 若 有 所 思 的 用 手轻 轻 的 抉 摸 着 被 面 , 说 
“这 可 不 容易 做 起 来 响 。? 
“te, f BSR Be” Ry FE HE A] 
“整整 花 了 一 口 肥 猪 钱 呢 。” 
“ 那 你 还 存 两 口 肥 猪 钱 哪 ! ” 粉 玉 既 襄 。 
粉 玉 如 很 绕 幕 金 丹 得 到 劳动 模范 的 荣誉 ， 同 样 也 缆 慕 金 
PER EER FH I FTA | 
BITTIFAE, SH ULRKRE EMS, HBAS 
Wits 
“你 不 知道 ， 那 两 口 猪 钱 ，， 春 起 买 牛 花 了 。” 
粉 玉 婚 婚 点 点 头 ， 一 面 村 着 料 子 ， 一 面 接着 间 ， 
“ 啊 一 一 奢 你 一 定 是 用 卖 余 粮 的 钱 做 的 。” 
"Antes" 
“Bh?” 
“SARE SRL ER fit enh” 
“ABER FE FEN id SSE 
“去 年 咱 社 买 腊 谷 机 的 时 候 ， 那 笔 钱 不 是 投资 了 嘛 。 这 
ARES THF LS.” 
EMA RMR, BABA, abdeasie A AGA 
eo Ne 


印 的 深蓝 色 料 和子 和 新 例子 问 道 : 

“TX ee ETA £8 NF 2” 

MEMS HEAT PE, ZBI, ROTC, Stee A file 
PMTs MR SMES, ERB MURR EE 
WE? 

<I, SoG LAV, BES SAR, ERE 
KAT, GRU K. MEANS J: 

“ONSEN BERET A UT” 

PTL REE 

“Be wa AL WG 2 Hy Hs WEG WEE WES YY TT 

“OR SEAS NG er PRN ” Ze PER iy — FEB « 

ERAS RRATBIUN, Ah, REGU. 

“怪不得 小 猫 洗脸 呢 。 应 该 啦 ! …… 你 等 了 他 八 年 还 没 
Alas EEA?” 

EBA ARAK, ITA TAY, AUN _E ER RB 
于 婚 。 小 伙 子 长 的 健壮 漂亮 。 精 婚 不 到 一 个 月 ， 他 参加 了 军 
队 。 如 今 他 已 经 八 年 没有 信 了 , “AEE PE, 还 是 活 在 世上 ?” 
日 了 于 一 天 比 一 天 好 过 ， 金 丹 的 心 却 是 一 天 比 一 天 沉重 , 然而 ， 
她 相信 他 会 活着 回来 的 。 

村 子 里 的 一 些 人 ， 却 不 知道 金 丹 的 心情 ， 都 党 得 金 丹 很 
PAM, FASO, PENCE, Wai: 金 丹 应 
ZAR —ANXYT Ro 

AWG, FRSC EEN ARE, Ao 4 a 
HEN ixtest, BT, VR tA, wm 里 其 厌 
VE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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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粉 玉 婚 婚 看 到 她 家 这 般 情 生 ， 心 想 金 凡是 导 要 媒人 
了 ， 便 高 兴起 来 。 

AFT ASS SIN ALA Zu RPM ha SS FE NEIL 

HEN PR MIB EASE, <a GT a: «= 748 
单 雪 妇女 怎样 支撑 这 个 穷 日 子 呵 ! 她 一 看 缺 这 少 那 ， 啥 都 泄 
气 了 ， 但 是 ， 她 还 是 决心 等 着 他 。 难 道 做 一 个 革命 军人 的 喜 
于 不 光荣 咀 ? 

她 不 愿意 接受 村 里 的 照顾 。 每 到 冬天 ， 就 赶 车 上 | 山 打 
朱 。 春 天 也 是 一 个 人 在 季 翻 水 田 。 她 干 的 活 ， 不 次 于 男人 干 
No MRT AAS ht, AAMAS, tLe 
利 归 来; AA Se EEE, WE AIT T 

nye, EERIE? 每 当 漫 长 的 冬天 ， 从 冬 学 或 开会 回 : 
来 的 时 候 ， 一 个 人 芙 不 愿意 走 进 那 黑 洞 洞 的 房间 。 她 长 久 的 
点 着 油灯 ， 孤 独 的 影子 给 她 作 障 。 她 思念 着 他 ， 盼 望 着 他 ， 
但 她 却 能 控制 住 孤独 的 心情 。 她 觉得 自己 应 谱 好 好 做 活 ， 等 
着 他 。 

近 一 年 来 ， 她 想念 他 的 时 候 ， 总 党 得 自己 应 该 多 姆 一 把 
草 才 能 对 得 住 前 方 的 受 人 。 她 养 成 了 一 种 良好 的 习惯 。 冬 
天 ， 每 从 冬 学 回来 以 后 ， 她 习惯 的 摊 开 课本 ， 象 一 年 级 小 学 
生 似 的 ， 把 铬 笔尖 上 沾 上 唾 污 ， 一 面 写 , 一 面 高 声 的 念 下 去 。 

seats 当 他 胸 前 内 着 金星 回来 的 时 候 ， 英 雄 的 妻子 ， 我 要 
YF DRIVEN FERS, TETANY FPR AAAI, cree 

SPL ERGUE TIT RAH, PARE T: 

“大 嫂 ， 你 给 帮忙 办 喜事 吗 ? 还 得 道 喜 作 陪 啊 !” 

“ 那 就 不 用 谢 啦 ， 金 丹 。 你 办 喜事 那 不 跟 间 女 一 样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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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么 活 快 拿 出 来 ，” 她 就 象 自己 要 出 嫁 一 样 的 欢喜 ， 指 着 蓝 
料 子 :“ 这 是 作 裙 子 的 吧 ， 来 我 输 你 做 。” 粉 玉 婚 裔 着 逢 起 袖 
来 。 
SI}: 
“我 的 衣 党 倒 好 办 ， 就 是 担心 他 的 衣 党 做 不 好 。” 
“有 甚么 担心 的 呀 ! SIRS” 
“我 还 不 知道 做 多 大 的 合适 呢 。” 
“你 连 新 即 的 身材 都 不 知道 ， 就 操办 喜事 吗 ??” 
SPHERE TH, Bt: 
“Fee 4e 8 bling 7, Bele Z BEAM: ”说 着 她 用 两 手 
HH SARL DANY EER EERE TT, TERY 
TRACE, SPOT: 
“Prat iy LAL Z, MLE) 一 一 金 丹 。” 
她 的 心 几乎 要 跳出 来 ， 再 不 忍 得 开玩笑 了 ， 她 从 怀 里 掏 
BRAK ABH, eA EMER: 
“AiG, ORG, 他 还 活着 , 他 要 回来 了 。” 
Py ENGR SPARS SIRI, RT SRT HS. URUTAER: 
“明珠 还 活着 ! 这 是 你 的 心 换 回 来 的 川 。 哈 ! 胸 前 带 多 
PAS Bh REMI 哎哟 ， 我 得 告诉 大 伙 准 备 接 明 珠 呀 。” 
” 驰 顾 不 得 问 更 多 了 , 向 外 跑 去 。 
金 丹 走 到 窗 前 ， 推 开 窗子 ， 望 着 无 际 的 田野 ， 轻 轻 的 自 


三 五 
Ans 


“天 睛 了 。 他 回 队 以 前 ， 在 那 河 边 枫 栽 上 一 棵 青 杨柳 。? 
(AK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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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M AIS ELS, FEDE LEADS AEA A — 
人 小 屋 里 写成 的 。 在 我 写 信 的 时 候 ， 小 屋 的 木 杨 上 正 睡 着 一 
个 鄂伦春 老头 子 和 一 个 鄂伦春 姑娘 ， 这 是 尼 吉 达 和 他 的 孙女 
尼 南 。 外 面 ， 大 雪 正 在 封 镇 着 山路 ， 夜 风 吹 得 松涛 象 海啸 一 
样 ， 写 到 这 里 ， 我 突然 又 想起 你 常 唱 的 那 支 歌 ， 高 高 的 大 兴 
Yes, DERRY BRS Bee 

不 晓得 在 你 的 印象 里 还 是 不 是 那么 深刻 了 ， 五 年 前 我 们 
在 江南 的 一 个 第 医院 里 ， 那 正 是 江南 的 三 月 。 我 养病 ， 你 是 
护士 。 傍 晚 ， 我 们 坐 在 一 株 大 桑树 底下 ， 我 给 你 讨 了 关于 鄂 
伦 春 人 的 传 襄 。 我 记得 当时 对 你 说 过 ， 小 时 候 ， 我 们 家 住 在 
大 兴安 岭 的 脚下 ， 我 们 村 里 有 一 位 孤老 爷 子 ， 孤 老爷 子 常常 
进 大 兴安 岭 的 密林 里 去 ， 一 去 就 是 牛 年 。 他 每 次 回来 不 仅 输 
我 们 带 来 山 驳 、 订 内 和 野 果 干 和 那些 关于 鄂伦春 人 英勇 而 可 
爱 的 传 襄 。.…: 我 在 大 桑树 底下 话说 的 就 是 当年 孤老 爷 子 对 
我 们 讨 说 的 。 听 了 这 些 古 老 而 美丽 的 传说 , URI AL 
喜爱 了 郊 你 那么 迁 远 的 粗 猿 而 豪放 的 郧 伦 春 人 。 后 来 就 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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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 你 用 深 江 计 爱 的 调子 唱 ， 高 高 的 大 兴安 岭 ， 和 勇敢 的 鄂伦春 
ee o THE, TRAE ST, Mes iy eee, 虽然 有 的 
AEBJAM, fi, DRREIEAL Bede A Witte, ZEUS AMSZEIS 
Sag kK —-BM GINA. THEW AR, FLAK BB 
伦 春 人 ， 是 在 阳光 普照 下 ， 建 设 大 兴安 岭 的 鄂伦春 人 。 我 们 
在 入 父 分 手 的 时 候 ， 你 便 经 对 我 襄 过 ;“ 你 什么 时 候 到 大 兴安 
岭 ， 一 定 与 信和 给 我 ， 讲 讲 哪 伦 春 。? 那 时， 看 来 要 实现 你 这 个 
愿望 是 没有 多 大 把 所 的， 但是， 你 和 我 都 不 会 想到 ， 我 现在 
米 到 了 了 大兴安岭， 而 身 旁 正 睡 着 两 个 幸福 的 鄂伦春 人 。 

起 一 九 五 七 年 春天 转业 的 ， 在 中 央 民 族 学 院 工作 。 院 
旱 粗 研 了 少数 民族 历史 考察 团 ， 多 么 竣 巧 ， 我 被 分 配 到 鄂 伦 
春 小 和 组 。 还 充当 了 联络 员 。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二 月 我 来 到 了 大 兴 
安 岭 。 把 调查 工作 联 烙 好 了 以 后 ， 我 就 给 北京 拍 了 电报 。 在 
全 和 组 人 没有 来 到 以 前 ， 我 芹 时 住 在 大 兴安 岭 人 民 公 和 社 狩 猎 和 组 
KET AEA BEE 

尼 言 达 的 家 里 ， 丈 只 是 他 眼 他 的 孙女 尼 南 。 我 住 在 他 
家 ， 尼 吉 达 和 尼 南 表示 热烈 的 欢迎 。 一 会 儿 尼 吉 达 把 肉 干 拿 
来 了 ; 一 会 儿 尼 南端 来 了 松 籽 。 尼 吉 达 是 个 严厉 、 快 活 的 老 
头子 , 每 欢 吃 肉 干 他 都 几乎 是 命 今 我 往 下 咽 。 在 我 吃 东西 的 时 
候 ， 他 的 脸色 非常 严肃 、 匣 持 ， 可 是 ， 当 我 吃 到 他 认为 满意 
了 了 ， 他 就 快活 地 哈哈 大 笑 起 来 。 而 尼 南 呢 ， 当 我 吃 着 她 做 的 
Rh. WMI, ERS PURI, ATR, 
TAN ABI RSS ST OAH IA AER SEDI 
JER IAS RAMON. FRU LEASE ER, Tale 
上 挂 着 政府 授 输 他 的 各 种 关于 打猎 有 功 的 奖状 ， 北 山墙 角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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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 着 一 个 包 严 ， 据 尼 吉 达 襄 ， 那 是 祖传 下 来 鄂伦春 人 打猎 的 
己 和 往 。 烦 上 铺 了 一 张 虎 皮 ， 虎 皮 上 有 一 个 喝 茶 的 桌子 ， 桌 
游 放 着 一 支 靳 新 的 猎枪 。 这 是 一 个 生活 在 毛泽东 时 代 的 骂 伦 
ARIAL Ro ALERT AIRY, CERRY AWK EET zi 
Shite fF . JERS eH, Pash LAG SR. LAE 
BUS ++ 4 ASG AN AER, PWM OEE DA ME 
个 狂人 。 在 她 的 房间 里 还 有 一 个 毛 主席 的 石 谊 象 ， 是 尼 南 参 
加 县 里 的 团 代 会 得 来 的 。 她 把 主席 象 放 在 一 个 特别 精致 的 小 
条 上 ， 小 桌 的 周围 放 着 光彩 的 羽毛 短线 物 。 尼 南 喜 ， 这 些 都 
是 在 深夜 时 候 稀 的 ， 她 训 ， 这 个 时 候 她 的 心 特 别 特 别 的 静 ， 
等 别 特别 地 组。 尼 南 有 个 未 婚 夫 ， 是 我 们 空 罕 英 雄 。 尼 南 对 
妥 情 坦率 的 程度 是 信人 的 ， 她 居然 把 未 婚 夫 葵 她 的 第 一 封 信 
AF Huns tb, WEIL AEA AA, Aik, J 
SEAR AR So WUE ASHE MALS ZEIT EWES ii 

看 到 这 里 ， 你 一 定 会 想 ， 尼 南 的 父母 呢 ? 是 的 ， 我 也 这 
样 想 了 ， 因 此 ， 我 问 过 尼 吉 达 。 这 老 务 子 褒 这 件 事情 的 时 
fF, ARATE 0 

尼 卫 的 父母 都 是 狂人。 一 九 四 三 年 ， 购 子 和 伪 军 在 大 兴 
实 岭 “ 扫 渴 ”。 他 们 知道 尼 南 的 父亲 枪 打 得 好 ， 就 逼 着 他 去 
打 洲 击 队 。 尼 页 的 父亲 在 游击 队 电 有 朋友 ， 他 知道 游击 队 是 
些 什么 人 ， 所 以 ， 他 坚决 不 从 。 有 逼 紧 了 ， 他 就 奔 向 游击 队 
去 ， 不 痒 中 途 役 伪 军 恋 杀 了 。 尼 南 的 母 洒 美貌 而 勇敢 ， 伪 军 
PAIR SPEAR RAL, Bias Bea i, HS 
Yodt FLU, SEE MUS EOE NR. HLA IE 
EG, —PLA ABLEEMITTUS [JRA Poa ak 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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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挑 起 来 了 ， 她 一 看 ， 刹 时 气 破 在 山头 上 。…… 

尼 吉 达 讲 这 件 事情 时 心情 是 十 分 沉重 的 。 他 不 廊 我 对 尼 
南 讨 超 ， 因 为 他 自己 也 受 不 了 这 种 伤 痛 ， 然 而 ， 训 到 末了 ， 
他 的 种 情 是 锋 傲 的 ， 为 他 的 儿子 和 儿 姓 没有 焉 污 鄂 伦 春 人 的 
纯洁 和 善良 而 矣 做 。 

就 这 样 ， 我 在 尼 击 达 的 家 里 已 经 人 了 三 天 。 再 过 三 天 就 
要 过 新 年 了 。 我 们 的 调查 组 在 一 个 星期 以 后 才能 来 到 。 

快 过 新 年 了 ， 尼 吉 达 和 尼 南 都 显得 格外 高 兴 。 尼 吉 达 对 
我 说 ; “同志 ， 这 新 年 是 解放 军 来 了 才 兴 起 的 ， 所 以 鄂伦春 人 
都 特别 喜欢 过 这 个 年 。” 尼 南 对 尼 吉 达 襄 ;“ 和 爷爷 ， 邻 年 咱们 始 
公社 献 点 什么 礼物 ?” 尼 吉 达 朝 我 贞 了 了 瞎 眼 ， 故 意 找 着 胡子 吧 
BKK, JERE LIME, JETTA DCIS ANH ELE Te 
Ko ZAFIRA HAY, FY ALS eB Sa 
“ABA, PLE TU, 和 爷爷。” 尼 吉 达 忽然 看 着 尼 南 哈哈 大 笑 
HK, XARA ORT. JERE EEN AREY, AL 
MMA, CE An, 48452” JAF AME, ER, PBK 
打 罕 达 罕 。” 尼 南 一 听 ， 高 兴 地 跳 起 来 ， 大 声 地 埋怨 ;“ 务 分 ， 
那 为 什么 装 成 这 个 样 ?” | 

吉 达 跟 尼 南 的 生活 过 得 是 恰 快 而 有 风趣 的 。 但 是 ， 你 
知道 什么 叫 军 达 罕 吗 ? 这 种 东西 在 江南 连 梦 你 都 不 会 梦 到 
的 。 尼 吉 达 告诉 我 ， 这 种 动物 又 象 马 又 象 牛 ， 生 性 屋 悍 。 虽 
不 十 分 凶恶 ， 但 也 不 容易 捕 到 的 。 它 的 肉 很 肥美 。 尼 吉 达 
襄 ;“ 独 上 一 只 罕 达 罕 ， 新 年 公社 食堂 就 要 摆 括 席 了 。” 

尼 吉 达 去 请 未 生产 队长 ， 队 长 很 高 兴 ， 裔 要 再 派 儿 个 人 
跟着 一 起 去 ， 尼 吉 达 说 ; “大 伙 纺 着 造反， 不必 去 了 。” 队 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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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吉 达 和 尼 南 是 信 住 的 。 所 以 ， 他 就 把 尼 吉 达 要 去 打 罕 达 军 
WERON EAT. Slt, ASMA ALEK T 

吉 达 家 ， 对 尼 吉 达 和 尼 南 说 着 各 种 感谢 LEME. We 
上 ， 尼 吉 达 也 同意 我 和 他 们 一 起 去 了 。 

这 一 天 的 晚上 ， 尼 南 简直 没有 睡觉 ， 她 的 屋 里 老 是 型 得 
鱼鳞 的 乱 响 。 她 在 擦 民兵 队 借 给 她 的 钢 枪 。 尼 吉 达 就 ; “ 尼 南 
这 中 年 求 就 吵 着 要 打 罕 达 罕 ， 可 是 打 一 只 罕 达 罕 不 是 那么 容 
易 的 ”老头 子 解 释 襄 ， 这 二 年 来 大 兴安 岭 的 军 达 军 打 得 有 点 
儿 稀 少 了 , 另外 , 这 军 达 军 跑 得 快 , 不 好 打 。 尼 吉 达 的 话 使 我 理 
解 了 尼 南 为 什么 那么 激动 ， 使 我 感到 了 这 次 去 打 罕 达 罕 对 于 
猎人 来 蔽 也 不 是 个 简单 的 事情 。 

第 二 天 外 面 还 黑 胖 膜 的 ， 我 们 就 起 来 了 。 尼 吉 达 穿 上 --. 
件 郧 伦 春 猎人 的 高 领子 大 皮 突 ， 登 上 秸 尊 ， 腰 闻 束 上 皮带 ， 
戴 上 一 顶 四 个 耳 邓 的 狐 皮 帽 ， 好 家 伙 ， 摧 威风 个 老头 子 。 尼 
南 套 上 一 身 象 蒙古 姑娘 穿 的 那样 宽大 的 紫 皮 袍 ， 也 戴 上 -_. 顶 
入 顶 的 小 上 及 幅 。 她 紧 并 着 嘴唇 ， 恰 快 而 沉静 地 办 着 她 那 猪 人 
特有 的 钢 利 的 眼光 。 尼 击 达 又 翻 了 一 阵 箱子 ， 按 着 他 那个 样 
子 把 我 也 装束 了 起 来 。 怎 么 能 够 想象 出 ， 我 面前 的 这 两 位 骂 
伦 春 人 ， 在 旧 和 社会 里 冬夏 都 是 穿着 光 光 的 兽 皮 板 的 。 

我 们 静 民 愉 地 从 村 里 出 发 了 。 尼 吉 达 骑 了 一 匹 黄 灯 局， 
FEA ERA IG, JEPRBY T—PC NG. A 刚 穿 过 一 片 大 村 
林 , 天 就 亮 了 。 又 未 一 会 , 太阳 就 在 远 山 蒙蒙 处 因 出 光辉 。 我 
告诉 你 ， 这 下 子 我 可 看 见 了 扶正 的 大 兴安 岭 了 。 孤 老爷子 传 
说 的 那个 莞 僻 的 大 兴安 岭 ， 从 前 在 我 脑子 里 总 保留 着 一 个 印 
象 ， 现 在 这 个 印象 至 抹 尽 了 。 当 东方 一 露 卓 光 的 时 候 ， 我 们 

ee 


瓯 队 降 地 听 到 了 伐木 工人 的 喊 山 声 ， 从 这 个 山谷 串 到 那个 山 
侣 ， 突 然 在 红 松 六 一 群 出 班 局 飞 起 来 了 , 接着 , 沉默 。 沉 默 之 
后 ， 昔 隆 地 一 霹 大 松树 倒 下 来 了 。 随 着 ，| 山 风 和 过。 在 那 赔 
峨 的 出 头 上 飞人 下 一 堆积 雪 ， 它 象 只 和 白色 的 猛虎 迅 疾 地 扑 下 山 | 
渣 ， 探 过 一 片 严 价 的 呵呵 声 。 喊 山 声 、 倒 公 声 和 这 积 寺 飞 下 
的 果 踊 声 ， 租 成 了 伐木 工人 战斗 的 变 响 曲 。 大 兴安 岭 充 满 了 
建设 者 的 欢乐 和 吗 间 。 

在 大 伐 本 声 的 劳 边 有 一 条 狭小 的 出 路 ， 尼 南 的 夸 走 在 前 
过 ， 尼 癌 达 在 中 国 。 这 个 时 候 我 有 一 种 忍 不 住 枫 笑 的 心情 。 
AMGEN, Jeri a iie ah, Te ASUS, 
高 兴 地 对 我 就 这 襄 那 。 我 原 想 ， 象 尼 吉 达 这 FE 有 经 验 的 猪 
人 ， 进 山 准 要 污 默 得 象 块 石头 。 可 是 ， 情 形 恰 恰 相 反 ， 尼 二 
AMBER, JAP, MED GE 着 四 周 ， 一 笑 都 不 
灾 。 她 回头 两 次 ， 对 老爷 爷 的 举动 帮 示 显然 的 不 满 。 当 时 我 
心里 想 ， 尼 两 芙 是 个 成 熟 的 猎人 ， 可 对 尼 吉 达 这 老 猎 人 的 举 
动 又 怎么 解释 呢 ? 又 走 了 一 会 儿 , 我 才 觉 察 出 来 了 。 在 大 伐木 
Sy Feild, 自从 那 群 山 班 闹 飞 了 以 后 , BRIE A RE FS 
AST RAAB, FRG Era lg LAG FE BRI PET Se 
BRE fo JAAP REL MIN, KELME mia, ™ 
mt AY 2S JE Te PO HE AB IAL 

JERI fd BMG TE RITE PATRI BI SL, ae as, Fe 
RE CREAR AD SF CERES, Je BS: 
ee SE wt Be EEF AS Hs "RI, JA GAAS PH A 
得 象 林 间 一 片 落叶 声 ， 但 ， 它 使 我 顿时 紧张 起来 。 

我 们 在 小 屋 稍 炊 一 下 又 开始 走 了 。 有 几 段 路 根本 就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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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 局 。 时 时 地 连 人 带 马 陷 进深 雪 的 雍 油 里 去 。 

路 上 ， 我 们 看 见 了 许多 山 驳 和 独 床 ， 都 没有 开 枪 ， 这 是 
尼 吉 达 的 规定 ， 因 为 怕 惊 走 了 罕 达 罕 。 可 是 ， 太 阳 已 经 落 山 
了 ， 连 个 罕 汗 罕 的 影子 都 没有 看 到 。 尼 吉 达 褒 : “个 晚 我 们 只 
好 烤 秽 子 吃 啦 。” 野 更 倒 是 很 多 ， 可 是 不 能 开 枪 ， 怎 么 氟 呢 ? 
这 时 尼 南 拿 出 一 副 小 弓箭 来 ， 隆 在 树 后 ， 不 多 时 就 射 倒 一 只 
野 更 。 尼 吉 达 把 时 殉 提 到 手 里 ， 三 下 两 下 就 把 移 皮 执 掉 ， 再 


我 们 上 吃 了 顿 香 香 的 烧 更 肉 。 我 们 又 讨 了 许多 关于 鄂伦春 、 关 
十 北京 的 故事 。 尼 吉 达 襄 :“ 鄂 伦 春 人 个 个 都 想念 毛 主席 。” 提 
起 毛 证 遍 ， 尼 吉 达 激动 的 了 不 得 。 他 间 我 ; “同志 ， 你 不 是 大 
兴安 岭 的 人 ， 你 对 咱们 舍 儿 个 过 的 日 子 觉 着 新 侠 吧 ?” 我 说 : 
“ 确 是 觉 大 半 侠 。” 尼 吉 达 笑 了 。 他 仰 起 了 膀子, SCG CB 
地 襄 ;“ 现 在 强 伦 春 人 也 沉着 新 鲜 了 。 可 是 从 前 ， 净 吃 野 更 ， 
管 什么 生 萄 妮 ， 度 个 活命 就 算 啦 !” 
人 夜里， 我 们 答 在 一 个 猎人 的 小 屋 里 ， 小 屋 里 升 起 火 很 温 
上 暧 。 到 深夜 ， 我 们 想 睡 一 睡 ， 尼 南 焦 虑 起 来 了 。 她 襄 ; “明天 
践 三 二 号 路 ， 邦 没 看 到 军 达 罕 的 毛 呢 。” 尼 吉 达 宽慰 她 说 ;“ 猪 
Al, ASE UAE, JERR. JERR: “AAR, URE Zoe 
BE LAID a Be 2S EI” JE ay SS CAT EPR 
HME, WML, JEP” CE GTA FR gE US 9 64, det 
AMY RHA HAY 3X ASSES TR SEY BBE AE A WAS 
ms J o/)\ es AA SET PAS PSST, 被 夜 风 吹 着 的 冬天 的 树 
仅 呼 硅 大 ， 我 鸭 想 能 听 到 林 边 有 一 -只 罕 达 罕 的 脚步 声 ， 我 脸 
硝 眼 及 等 春 尼 吉 达 叫 我 起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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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我 们 没有 起 大 早 ， 尼 吉 达 说， 不 是 搞 陷 网 ， 起 早 
没有 用 处 。 尼 南 烧 了 水 ， 又 出 去 咀 马 ， 我 们 吃 了 点 干粮 。 尼 
南 从 小 屋 的 外 而 回来 裔 :下 雪 听 。? 屠 完 ， 她 忧郁 地 端 起 一 磺 
水 默默 地 喝 ， 违 身上 和 头发 上 的 雪 她 都 无 心 拂 去 。 

我 们 到 外 面 一 看 ， 果 然 下 地 SL. Sen A. AE 
Ales ef R—A FLA AMR, FELLER. TEKS ALA) Ba tee 
复 盖 上 了 。 山 问 疫 有 一 点 儿 风 声 ， 大 兴安 叭 显得 特别 安静、 
肃穆 。 可 是 ， 尼 吉 达 和 尼 南 的 忧虑 越 来 越 明 显 了 。 尼 吉 达 一 
连 问 尼 南 两 三 次 ;“ 舍 天 是 三 十 号 吗 ?” 然 后 老头 子 对 我 就:“ 这 
样 天 气 打 罕 达 罕 就 和 大 海里 捞 针 一 PES I 们 的 运 道 不 算 好 
哇 ， 我 襄 同 志 。” 我 能 襄 什 么 ? 襄 一 点 安慰 疾 吗 ? ATTA 
YE? 

我 很 激动 ， 我 在 尼 吉 达 和 尼 南 的 忧虑 中 双 看 到 了 鄂伦春 
人 对 集体 那 种 忠实 守信 的 品 盾 ， 那 种 在 失望 中 坚 千 的 性 格 。 
WitEA Ss MU aie, JAR: “和 人， 阳 们 怎么 办 ?2 尼 言 
达 没 有 回答 ， 他 把 帽子 往 下 压 一 压 ， 把 手 使 劲 地 往 前 一 掉 ， 
尼 南 就 跳 到 马上 了 。 在 马上 ， 尼 吉 达 对 我 襄 :“ 话 就 了 了， 为 了 
大 伙 过 新 年 ， 咱 们 不 能 打 不 着 罕 达 衬 !” 转 过 一 片 树林 ， 他 接 
着 快活 地 又 象 开 着 玩笑 似 地 说 :“ 汉 族 有 一 句 话 , 天 上 的 龙 肉 ， 
HPPA. MMB AEA Kt, FA AEE TIA ER BPA. 
JARI MEP IST GE as 2 a ae et ES ADR ae, LEK 
ACh ET IAR ABZ AP DIBARA. (Aa, SEAS 
FELL EES ABH RR AB SE. PG FERRE HH CATA Si Ba cE 
一 座 大 和 森林 。 

在 我 看 来 已 经 六 有 什么 诈 望 了 ， 可 是 尼 南 那 况 默 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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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 地 引 着 我 们 往 前 去 。 

前 面 ， 隐 隐 先 移 地 可 以 看 出 来 ， 是 大 兴安 岭 的 一 块 狭小 
的 盆地 。 我 们 的 上 腿 哺 几乎 都 履 雪 花 和 给 迷 上 了 ， 我 仿佛 党 着 眼 
前 出 现 了 各 种 不 同形 状 的 罕 达 军 ， 可 是 仔 组 一 看 依旧 是 摇 范 
HAH, JANG TT. JEG ARAL Ud, 
着 团子 跟着 拐 了 过 去 。 抛 过 一 株 大 树 ， 前 面 好 象 是 一 块 宏 
地 ， 腾 胸中 忽然 眼前 一 个 祸 色 的 影子 动弹 着 ， 向 我 们 走 来 ， 
我 猥 狠 地 膝 了 一 下 眼睛 ， 不 会 错 啦 ， 它 是 向 我 们 走 来 了 ! 我 
刚 想 问 尼 鼎 达 看 见 没 有 ? 就 在 这 一 和 章 那 间 ， 那 褐色 的 影子 突 
袋 涌 逝 在 雪 才 中 了 ， 尼 南 的 马 也 刷 地 一 下 没有 影子 了 ， 尼 击 
达 也 顾 不 得 我 了 ， 打 马 就 往 前 跑 。 我 只 听 他 轻 轻 地 施 了 三 个 
Fs 罕 达 军 ! ”我 拼命 地 跟 了 上去。 

尼 言 达 那 严 黄 坚 马 我 还 跟 得 上 ， 尼 南 已 经 跑 得 无 影 无 踪 
了 。 只 是 偶而 能 听 到 一 两 下 钢 枪 的 声 昔 。 又 跑 了 一 会 儿 ， 尼 
AAI EE Fo. ful SOR: RAE FR on, 跑 远 了 
FEPARARBI SEM, Abe ity” 

我 们 集 在 这 片 深 雪 的 旷 地 上 ， 就 如 同 旺 蚁 信和 在 热 锅 里 。 
尼 吉 达 为 尼 南 深 深 地 担 着 心 。 他 坦率 地 向 我 表露 着 。 他 襄 ， 
DIRT, WTAE PARE TK 

Fit, WALA EA 2 FRR A EE BB 
ARIE, FUMIE RS ESET OR, FR FEE ay AB A 
wees, Beat: SEA, Fe ee Ge 达 一 把 拉 住 了 
Hk, PPS as AR A, ART, Fe I Aa Ig 
有 ， 如 有 果 把 脚印 躁 乱 了 , 那 会 使 尼 南 迷失 归途 的 。 不 然 , 尼 南 
会 控 着 她 在 树 上 砍 的 如 号 和 自己 的 夸 距 印 寻找 回来 的 。 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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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才 明 白 了 ， 在 尼 南 没有 回 到 我 们 这 里 玉 之 前 ， 这 是 猎人 严 
RAVI Bll, RH SE ast, Few Se JA ATE RE EB 
Hs 

GR SS UR. JAPA SZ A. I RLY 
IA OM, ASE, SLL AL LL MRAZ) 
PS AYES. AS UDEARIET Fo (AFG AVE HF A ABEL BERS 
RSE. AY, FMEA Se a. PEE THEA Hp 
一 株 是 松树 哪 一 株 是 白 榜 。 头 上 还 飞 过 一 RAMAN 
局 。 我 在 心里 想 ， 这 对 尼 南 来 说 是 吉 冬 的 景象 。 但 是 ， 没 过 
多 和 久 尼 言 达 又 烦躁 了 ， 他 屡次 拌 着 马 绥 继 ， 向 远 处 狠 狠 地 望 
着 。 条 越 来 越 稀 ， 秽 线 和 下 了 ， 我 猛 地 体会 到 尼 吉 达 的 心思 
了 ， 看 得 越 还 他 会 越 烟 躁 的 。 因 为 在 那 最 延 的 地 方 也 疙 有 尼 
责 的 影子 。 尼 吉 达 的 心思 立刻 就 成 了 我 的 心思 了 。 这 时 候 我 
Fa A es LF FIBA, PRINS EK, PRE READER 
HAST GA 55 RHE, PT FEVER IE Zee :我 用 
尽 了 力量 大 喊 一 声 “ 尼 南 一 ”在 这 样 空 天 的 出 个 里 ， 那 声 
可 小 得 可 怜 。 尼 吉 达 中 天 没有 认 话 了 ， 我 也 想 不 出 应 该 和 他 
裔 付 么 。 我 看 他 第 了 一 下 眉头 ， 默 默 地 把 枪 炮 子 扣 在 炮 奶 
上 ， 枝 地 放 了 一 枪 。 他 用 坚决 的 口气 对 我 蔽 :“ 放 枪 ! ”我 也 放 
了 一 枪 。 我 们 连 错 地 放 了 几 枪 之 后 ， 我 觉 着 对 尼 南 回来 的 希 
BAM 静 了 一 下 ， 果 然 出 角 处 有 马 足 踏 雪 的 声 理 ， 我 禁 不 
住 喊 :“ 尼 棚 一 一 ” 尼 吉 达 也 喊 。 我 们 向 前 迎 去 。 

Wifes te MRE. Se MPT, 不 是 中 南 , 是 四 个 青 
年 汉族 猎人 入。 这 四 个 小 伙 子 一 见 我 们 小 指责 地 喊 :“ 放 枪 干 什 
么 ， 你 们 是 打猎 的 旺 ?” 等 到 了 近 处 ， 他 们 一 看 见 尼 吉 达 就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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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不 再 咱 呼 了 。 他 们 不 总 巷 尼 吉 达 ， 但 是 他 们 知道 应 当 怎样 
BK — fe OBES TE AF 

尼 言 达 看 见 了 这 四 个 年 轻 的 猎人 ， 人 焦虑 减 去 了 一 中 。 他 
阅 ; “你 个 看 网 一 个 媳 娼 进 打 一 只 罕 达 军 晒 ?” 四 个 人 都 襄 没 看 
匈 。 尼 吉 达 于 :你 们 出 来 打 什 么 ?” 年 轻 的 猎人 互相 推 扰 了 一 
Ee 

标 年 ?” 年 轻 的 猎人 襄 ; “招待 延边 来 的 朝 侠 族 客人 。” 尼 吉 达 的 
兴趣 更 大 了 ， 他 好 奇 地 间 ; “他们 是 做 什么 来 的 客人 ?” 一 个 青 
年 比划 着 襄 : “是 帮助 咱们 大 兴安 岭 研究 明年 怎样 种 水 稳 的 ， 
站 十 多 人 。” 尼 吉 达 i 紧 了 间 ; “他 们 怎么 襄 
的 ?” 堵 青年 高 兴 地 就 ; “他 们 说 蝗 们 大 兴安 岭 是 块 种 水 稳 的 好 
地 方 响 1” 尼 直达 快活 地 用 手指 一 个 一 个 地 点 着 那 四 个 年 轻 人 
es “招行 这 样 的 客人 ， 一 定 要 用 军 达 军 的 ! ”接着 ， 尼 吉 达 回 
过 头 来 对 我 询 : “我们 大 兴安 败 盼 望 好 几 年 的 事情 了 ， 这 下 子 
可 要 了 吃 自己 种 的 白 大 米 啦 !” 尼 吉 达 特别 激动 ， 我 看 出 来 ， 他 
暂时 是 把 尼 南 忘 了 。 那 四 个 小 伙 子 要 上马 啦 ， 尼 吉 达 问 他 
们 :还 去 找 百 达 军 吗 ?” 四 个 人 点 头 冲 :“ 是 。” 尼 吉 达 愧 悔 地 取 
时 了 一 声效 :看 求 你 们 要 跑 远 路 了 ， 刚 才 我 们 放 了 枪 ， 罕 达 
笠 听 到 枪 声 一 口气 就 能 逃 出 二 、 三 十 时 路。” 尼 吉 达 襄 完 这 
话 ， 用 十 分 抱 敬 的 眼光 看 了 看 这 四 个 年 轻 人 。 我 同情 尼 吉 
达 ， 因 为 再 汉 ee pe hal a 的 心情 了 。 

说 来 你 也 许 会 感到 象 神 话 一 般 了 。 那 四 位 年 轻 的 猎人 刚 
i 首 喊 :“ 备 务 一 一 ”这 明明 是 
尼 南 的 喊 声 。 我 和 尼 吉 达 扭 头 一 看 ， 在 山坡 下 ， 穿 着 紫 袍 的 
叱 责 了 吃力 地 慢 人 慢 走 着 。 我 以 为 她 疆 野 普 咬 伤 ， 把 马 丢 失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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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仔细 一 看 ， 她 骑 在 马上 ， 因 为 她 那 马 的 颜色 和 和 雪 是 分 不 清 
的 。 那 马 为 什么 那样 慢 吞 吞 哪 ? 

我 赶忙 上 了 局 ， 同 尼 吉 达 一 起 朝 她 跑 去 。 我 们 到 了 尼 南 
面前 ， 才 看 清 了 ， 在 尼 南 的 马 后 拖 着 一 只 比 尼 南 那 匹 马 还 大 
的 怪 家 伙 。 它 已 经 死 啦 ， 它 就 是 罕 达 罕 。 尼 吉 达 看 见 了 尼 南 
又 看 见 了 罕 达 军 ， 高 兴 得 他 把 帽子 都 摘 下 来 了 ， 又 摸 尼 南 的 
脑袋 又 去 摸 罕 达 军 ， 噶 里 还 学 着 老太婆 那么 哺 嘻 着 ， 正 在 这 
时 ， 他 好 象 突然 想起 一 件 事情 ， 他 说 :“ 尼 南 ， 尼 南 。” 尼 南 在 
马 背 上 转 过 她 那 疲 俊 和 快活 的 脸 来 ， 尼 吉 达 好 象 很 为 难 似 地 
MAG fo JAPA: “AF, SEA EA HA RTF 
说 :“ 没 怎么 的 ， 刚 才 看 见 了 四 个 小 伙 儿 。” 尼 南 把 身子 大 转 过 
KRY, MOT: “HH PAG: ARIA: “不 ， 他 们 也 打 罕 达 罕 。” 
Je Pa REA Hs “ 打 着 啦 ?” 尼 吉 达 很 胡同 情 的 样子 说 : “没有 打 
着 ， 不 过 他 们 招待 那样 客人 其 应 当 有 个 罕 达 罕 的 ,” 尼 南 间 : 
“什么 客人 ? ” 尼 吉 达 露 着 神秘 的 神色 设 : “延边 来 的 朝鲜 族 
客人 。? 尼 南 几 乎 是 跳 起 来 喊 着 问 ; “是 帮 大 兴安 岭 研 究 水 稳 
的 ?” 我 和 尼 吉 达 一 同 答 :“ 是 啊 !” 尼 吉 达 间 ,“ 你 怎么 知道 ?” 尼 
南 说 团委 会 有 通知 , 襄 他 们 先 帮 助 小 兴安 岭 研究 种 水 稳 方 法 ， 
然后 推广 到 昨 们 这 里 。 话 就 到 这 里 ， 尼 南 、 尼 吉 达 和 我 几乎 
是 同时 把 眼光 娜 到 那 罕 达 罕 身 上 了 。 在 这 一 看 之 中 ， 我 们 彼 
此 的 意思 全 领会 了 。 尼 南 很 座 惧 地 就 ; “咱们 把 罕 达 罕 拖 回 
去 ， 乡 灯 们 知道 了 是 不 会 乐意 的 。 你 说 喘 ， 备 爷 ?” 尼 吉 达 一 
拍 大 腿 兴 奋 地 说 :“ 尼 南 ， 他 们 没 走出 多 远 ! ”还 用 说 什么 呢 ? 
尼 南 立刻 跳 到 我 的 马 身 上 ， 池 着 风 堆 向山 角 融 去 。 到 很 远 的 
地 方 还 听 她 喊 : 站住， 同志 ! ”接着 ， 她 和 急迫 地 向 空中 放 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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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钢 松 。 我 和 尼 吉 达 目 不 转 情 地 看 着 ， 又 过 不 多 一 会 儿 ， 尼 
PD AK. PACA ee Fe RR LE EE oo KAM RE BF 
ISTIC & AEF ee as AF: “PR Vea, UES EF 
她 到? UWS AS ey AF ALE 2 OB PE BR A TE EAR OF SI EB EAB 
MLIAIY. TF PAULIN K, JABAL Se SP 
溅 和 快乐 的 泪珠 。 邦 町 泪 珠 就 好 象 珍珠 似 地 内 着 光彩 。 

在 归 沙 的 路 上 ， 我 们 又 入 在 一 个 林 冰 猎人 的 小 屋 了 。 这 
一 路 我 们 克 三 地 放 了 许多 次 枪 ， 打 aT AY SCRE LL RB HE on 
难以 形容 尼 吉 过 和 尼 责 有 和 多少 快活 足 ! 尼 南 总 :“ 别 看 汉 带 回 
BIA, BAMA LENE A se he Te US ee 
ERK. BE, JA AAAI A AUIS LEAT RAMEE OB 
tt PRIX SA a EM REE SI SRY, SIRE ROR 
六 堆 村 柴 了 。 我 不 知道 已 经 是 什么 时 候 了 ,我 到 外 面 去 看 看 ， 
风 雪 依然 ， 但 是 天 色 有 点 发 白 了 ， 腾 脐 中 我 看 到 疾 一 学 动 着 
的 游 云 ， 那 游 云 杂 隙 间 还 露出 了 星星 。 天 快 晴 了 ， 必 高 兴 ， 
ALTOS MS CEs 我 网 下 中 居于 疯 交 
SARA ase 了， 把 尼 吉 达 的 脸 映 得 紫 征 紫红 的 ;， 尼 南 的 
WAR Se ALTE Sk EASA ECHL. FRR, PEARSE te 
Ae AWM, FRA FSA FHWA: IAI, WY 
WE > BE wae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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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美国 近代 著名 的 历史 学 家 亨利 OH AR CARE i 
中 的 一 篇 。 我 之 所 以 就 “著名 ”, 是 指 的 二 ,三 十 年 前 ,我 们 一 
些 年 长 的 读者 ， 也 许 都 还 会 记得 他 的 名 字 。 那 时 他 是 美国 入 
得 发 柴 的 一 位 青年 学 者 ， 主 持 着 哥伦比亚 大 学 近代 和 现代 史 
RENE » 做 过 环球 的 旅行 , 佛经 顺道 求 过 我 国 芒 问 。 他 是 第 一 个 
敢于 用 严正 的 史实 ， 指 出 美国 资本 主义 波 藏 在 虚假 的 民主 和 
自由 下 的 全 部 殖民 主义 和 种 族 歧 向 的 罪恶 。 奇 怪 的 是 近 几 年 
来 几乎 很 少 再 听 到 有 人 提起 他 的 名 字 。 这 一 次 ， 很 偶然 地 ， 
在 从 新 加 坡 经 印度 洋 、 苏 浆 士 运河 到 欧洲 去 的 途中 ， 在 华丽 
的 波兰 客船 一 一 蒂 邦 号 上 ， 我 又 遇见 了 他 。 他 的 样子 已 经 大 
ABR: RA LTH Te, BLAS RRR, A 
SRE, MGA EAP. WRAP RAS 
fee HS SRA I, Slee RS ES, 
tit RARATEES AAP Re 4 Tk BS Bh) LB 
以 中 国 朋 友 的 间 候 ， 才 表示 了 对 他 工作 呐 戴 的 关怀 的 时 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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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似乎 感动 了 。 不 过 厦 没 有 多 褒 什 么 ,看 来 在 这 几 十 年 当中 ， 
他 依然 没有 改 掉 那 沉默 的 习惯 。 只 是 平静 地 回答 我 ， 脸 上 赂 
微 露出 一 些 悲哀 :“ 现 在 我 已 经 不 在 搞 历 史 了 。?” 当 他 看 到 我 脸 
上 那 种 惊讶 的 种 色 时 ， 于 是 又 抱 狭 地 加 了 一 名 ; “我 还 在 历史 
博物 迄 工 作 ， 关 没有 完全 离开 历史 岗位 。?” 此 外 在 他 口中 就 什 
么 也 听 不 到 了 。 当 我 回 到 自己 的 房租 中 时 ， 心 里 感到 有 些 沉 
重 ， 当 年 那样 一 个 勇猛 的 追求 中 理 的 战士 ， 不 料 今天 项 会 离 
开 了 他 的 战斗 岗位 ， 轴 了 避 到 木乃伊 的 古物 堆 里 去 了 。 以 后 抑 
天 中 ， 我 没有 再 遇 到 他 。 船 快 到 马赛 口岸 了 ， 我 收拾 好 行李 
准备 登陆 ， 门 忽然 开 了 ， 是 他 走 了 进 求 。 脸 上 仍旧 是 那 种 淡 
漠 的 表情 ， 把 手 里 的 一 容 包 好 了 的 打字 狼 交 给 了 我 :“ 这 里 是 
我 最 近 几 年 来 留 下 的 一 些 手 稿 。 也 诈 它 们 能 帮助 我 说 明 一 些 
我 没有 能 够 亲自 向 你 说 明 的 问题 。 我 把 它们 交 答 你 ， 就 算 获 
给 了 你 。 因 为 它们 在 我 手 里 已 经 没有 什么 用 处 。 在 我 的 国家 
里 ， 它 们 根本 不 会 有 发 表 的 机 会 了 。 也 许 上 次 的 谈话 ， 你 会 
误解 了 我 。 我 不 希望 这 样 ， 央 为 一 一 我 很 珍贵 中 国人 民 的 友 
尊 。?" 他 没有 等 我 答 话 ， 就 伸 出 手 来 , “好 , 再 见 了 ! 一 句 老话 ， 
砚 你 旅途 平安 ”他 走 到 门口 ， 双 忽然 回 过 头 来 , “ 听 襄 在 你 们 
国家 ， 每 个 人 都 能 见 到 领袖 。 如 果 这 是 跨 的 ， 那 么 当 你 见 到 
毛泽东 的 上 时候， 请 你 告诉 他 ， 我 很 钦佩 他 。” 说 到 这 里 ， 他 稍 
微 顿 了 一 顿 , “他 是 我 心中 分 天 的 一 一 林肯 ! ”最 后 两 个 字 他 襄 
得 特别 重 ， 放 进 了 一 个 历史 学 者 所 能 有 的 下 部 感情 。 

这 就 是 这 些 手稿 的 来 由 。 我 承认 ， 员 然 一 切 看 起 来 很 象 
是 做 戏 ， 和 有 些 过 去 的 小 襄 上 描写 的 差不多 。 但 在 当时 ， 他 
的 态度 的 戴 县 和 冷静 ， 使 得 我 根本 联想 不 到 这 些 。 心 里 很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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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 FRAME 上岸 了 ， 我 只 好 压抑 化 心中 马上 就 去 蕊 
它 的 强烈 欲望 。 虽 然 这 样 ， 我 仍旧 打开 了 我 已 捆扎 委 当 的 行 
李 箱 。 把 这 些 手 稿 放 进 了 我 保存 着 最 有 价值 的 资料 的 皮 严 里 。 
等 自己 一 有 工夫 就 来 读 它 。 读 者 也 许 会 觉得 好 笑 ， 为 什么 我 
会 这 样 珍 视 这 儿 篇 东西 ? 是 的 , 这 里 面 并 没有 什么 理由 可 车 ， 
往往 有 些 事情 是 很 微妙 地 出 于 一 个 人 的 直 党 。 也 许 ， 更 多 的 
是 由 于 我 对 他 这 个 人 的 印象 。 他 是 属于 那样 的 一 种 人 ， 员 然 
只 是 第 一 眼 ， 你 就 会 感到 在 他 身上 一 定 苯 萄 着 一 些 更 深刻 的 
东西 。 使 你 不 由 地 想 进一步 地 去 了 解 他 。 我 相信 ， 在 他 留 下 
的 手稿 里 ， 一 定 有 一 些 不 寻常 的 内 容 ， 值 得 已 上 类 探索 。 而 
且 由 于 当时 旅途 仓 保 ， 一 澡 未 能 得 到 安 万 下 来 的 机 会 ， 这 个 
愿望 也 就 一 直 未 能 实现 。 压 抑 在 心中 仍 久 , 也 就 变 得 你 强烈。 
HE Ao FERAL BL TBH Ez ERE, 
很 不 安 的 。 俗 话说 ;希望 很 高 , 失望 也 不 小 。 然 而 , 当 我 现在 黎 
于 能 够 坐 下 来 ， 把 它们 从 头 到 尾 读 完 一 汤 时 ， 我 才 发 现 我 原 
来 希望 的 还 是 多 么 小 。 我 不 知道 一 个 国王 的 金 康 究 苋 值 多 少 ， 
然而 我 敢于 襄 ， 在 这 里 我 发 现 的 是 一 晒 心 和 一 个 时 代 。 员 然 
这 颗 心 还 在 鼻 委 摸索， 然而 这 个 时 代 ， 却 以 它 的 全 部 慧 剧 性 
和 可 让 吕 的 无 耻 与 吐 落 ， 注 定 了 必然 滩 落 的 命运 。 


在 我 做 学 生 的 时 候 ， 和 和 那 时 候 许 多 青年 一 样 ， 我 也 被 我 
们 致 科 属 上 所 宣扬 的 我 国民 主 和 自由 的 光荣 传统 所 迷惑 过 。 
我 竺 多 次 兴奋 地 背部 着 车 名 的 独立 宣言 。 那 时 候 许 多 的 事实 
都 是 我 不 知道 的 。 我 天 只 地 相信 ， 我 们 的 国家 芙 正 是 一 个 理 
想 的 自由 氏 主 的 鞋 簿 的 国土 。 在 它 身 上 ， 将 担负 起 新 的 光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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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历史 任务 。 为 了 更 忠实 于 我 这 一 个 理想 ， 更 好 地 关 提 我 国 
历史 上 传统 的 光 玉 ， 我 选择 了 研究 我 国 近代 的 历史 作为 我 区 
生 的 工作 。 当 我 扶正 以 着 狂热 的 情 精 钱 进 这 个 工作 去 以 后 ， 
用 不 了 多 久 ， 我 束 发 现 我 被 欺 锯 了 。 尤 其 是 在 我 亲自 到 过 过 
去 印第安 人 部 落 轰 居 的 地 区 ， 亲 自考 察 了 很 多 残存 的 史料 ， 
弄 清 了 那些 关于 我 们 祖先 “英雄 ”事迹 的 惧 象 以 后 ; 在 我 从 
南方 关 丽 的 农场 和 橡胶 园 归 来 ， 那 里 的 每 一 寸土 地 和 每 一 -条 
荆 亚 ， 都 向 我 触目 惊 心 地 揭发 出 那 全 部 残酷 的 奴隶 制 的 罪恶 
Vlas 在 我 有 机 会 作 了 一 次 海外 旅行 , 亲自 看 到 了 在 夏威夷 、 
阿留 申 以 及 古老 而 贫穷 的 亚洲 土地 上 ， 所 请 我 们 美国 文明 带 
A UIs 我 心中 的 幻影 破灭 了。 我 痛苦 的 发 现 ， 
在 那 使 我 们 引 为 吴 傲 的 民主 和 自由 的 传统 后 面 ， 还 存在 着 一 
AN BRET TAY EERE HG. id AB Ay SBME gh Sc Se FE 
百 多 年 来 的 关 国 的 另 一 个 历史 ， 血 腺 的 殖民 主义 与 种 族 歧 禹 
的 历史 。 我 才 懂 得 了 ， 在 我 人 美国， 除了 一 个 华盛顿 和 林肯 
的 传统 ， 还 有 着 一 个 奴隶 主 和 私刑 者 的 传统 。 而 今天 那些 向 
我 们 大 声 守 扬 着 民主 和 自由 ， 定 扬 着 美国 生活 方式 美国 文明 
的 人 ， 正 是 那 野 蛮 血 腥 的 传统 的 忠实 多 承 者 。 续 们 光荣 的 民 
主 和 自由 的 传统 , 正好 被 他 们 利用 来 做 了 一 幅 美 丽 的 省 身 布 。 
发 现 了 这 一 些 ， 我 的 民心 不 允许 我 再 去 网 和 顷 坎 是 下 一 代 的 青 
年 。 我 应 该 使 他 们 知道 历史 的 其 象 。 然 而 我 的 这 些 发 现 是 某 
些 人 不 至 欢 的 。 我 接 到 了 了 学校 当局 的 杨 告 ， 放 弃 我 的 有 密 的 
观点 ， 内 为 它 危 害 了 美国 “民主 ”的 传统 和 每 严 。 我 知道 在 
这 个 警告 后 面 陛 藏 的 是 什么 ， 我 只 能 在 扶 邢 和 坎 晤 之 间作 选 
拌 。 然 而 我 的 民心 无 草 如 何不 能 允许 我 再 司 到 “神圣 ”的 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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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上 ， 重 新 把 血腥 的 殖民 掠夺 和 罪恶 的 种 族 岐 祝 襄 成 是 文明 
和 正义 的 事业 ， 去 答 续 欺 晤 那些 纯 车 的 青年 。 因 此 我 要 求 苦 
职 。 开 始 我 还 天 芙 地 认为 ， 也 许 他 们 对 我 这 样 一 个 有 名 的 学 
者 还 不 至 于 来 这 样 一 于 ， 事 实说 明 我 完全 错 了 。 如 果 我 还 年 
青 ， 我 或 者 还 会 和 那 一 些 混蛋 战斗 下 去 。 而 这 时 候 ， 我 只 有 
忍 气 香 声 地 辞去 了 我 心爱 的 教 席 ， 离 开 了 大 学 。 这 件 事 至 少 
在 当时 是 象 其 它 的 许多 事 一 样 ， 表 面 上 应 该 说 是 做 得 非常 冠 
AME, MBBS EAI LEW, ERA BRT 
Witt. UPAR FRR, SUBST. YF 
这 样 的 待遇 , 我 应 访 是 满意 的 。 今 天 , 据 我 知道 ， 那 些 先生 们 
HEIST ME DS EFL AY MBAR RE PL Po PRES ERK 
BAY FADE AO Aw A 2 TC HT th eo PE Hh JRE THE. 
过 我 除了 扮演 了 这 场 虚 伪 的 喜剧 里 的 一 个 可 笑 的 角色 以 外 ， 
再 也 没有 得 到 什么 。 离 开 了 哥伦比亚 大 学 以 后 ， 再 没有 任何 
一 个 大 学 肯 接 受 我 。 今 后 怎样 办 ? 怎样 活 下 去 ? 虽然 一 个 人 
在 我 这 样 的 年 筷 ， 职 业 应 藤 不 再 是 问题 , 然而 我 却 不 能 解答 。 

命运 次 于 葵 我 安排 了 一 条 道路 。 还 是 在 很 早 以 前 ， 我 就 
对 我 国 的 自由 神 的 历史 发 生 了 兴趣 。 在 它们 身上 ， 我 才 可 以 
重新 回想 起 那些 我 国人 民 为 自由 和 独立 而 斗 等 的 光荣 日 子 。 
也 许 在 仿 天 ， 它 是 叭 一 的 还 可 以 使 我 们 想起 那些 过 去 的 光 莹 
的 东西 了 。 现 在 ， 当 我 在 大 学 的 瑞士 外 四 处 碰壁 的 时 候 ， 我 
葛 接 到 了 M 历 史 博 物 包 的 聘请 。 这 个 历史 博物 馆 是 以 保存 我 
国 各 地 的 自由 种 象 的 珍贵 资料 而 著名 的 。 很 长 时 期 以 来 ， 我 
都 和 他 们 有 着 密切 的 交往 。 这 一 次 ， 我 很 高 兴 地 接受 了 他 们 
的 聘请 。 而 似乎 在 这 里 也 没有 人 再 来 留 难 我 。 大 概 当政 的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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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们 认为 在 这 个 木乃伊 居住 的 地 方 ， 我 的 思想 不 会 对 谁 有 害 
处 。 而 在 我 自己 选择 了 这 一 条 路 ， 又 何尝 不 是 一 种 逃避 呢 ? 
坦白 地 承 座 ， 我 的 血管 里 流 的 已 经 不 是 年 青 的 血液 了 ， 我 的 
头发 已 开始 日 了 。 我 感到 缺少 精力 ， 我 的 心 渴望 宁静 。 到 这 
里 来 ， 我 是 追求 宁静 来 的 。 

然而 ， 命 运 却 永远 和 我 开玩笑 。 想 不 到 即使 在 这 里 ， 和 
那些 光 床 的 自由 和 神 在 一 起 ， 我 的 心 也 没 能 得 到 安宁 。 就 是 这 
些 目 由 种 ， 仍 旧 把 我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领 到 了 一 些 残酷 的 现实 的 
车 理 面前 。 就 在 这 个 种 圣 的 圈子 里 ， 我 们 的 社会 也 以 它 全 部 
的 玫 恶 与 奖 泽 呈现 在 我 面前 。 我 的 心 重新 不 能 忍受 , SR 
出 来 ， 大 声 地 叶 ， 象 我 青年 时 一 样 。 然 而 现在 人 家 已 经 夺 去 
了 我 的 讨 坛 。 除 了 面前 存放 着 的 这 些 手稿 以 外 ， 我 已 经 没有 
其 它 任何 发 表意 见 的 地 方 。 而 即使 这 些 手 稿 ， 我 自己 也 不 知 
A UT ee 
心里 会 痛快 一 些 。 而 且 我 也 不 害怕 在 这 里 承认 :我 对 我 们 美 
a Nea, a 
RBA EH AE EBT, LL BYE EK, 
MHA AAAI. FEM, cE HEE AEE? 


扎 记 之 一 : 自由 而 的 眼泪 


我 请 凡是 对 于 历史 有 兴趣 的 人 ， 有 时 间 的 应 再 去 翻 一 翻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我 国 大 选 时 报 克 上 有 关 的 记载 。 你 会 在 官方 发 
表 的 最 后 选举 公报 里 ， 发 现 一 个 很 而 趣 的 阅 题 。B 城 的 人 口 ， 
古 五 十 七 万 三 和 干 二 百人 十 三 人 。 其 中 有 投票 权 的 是 二 十 一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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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千 雳 九 十 五 人 。( 应 县 指 出 ， 有 投票 权 的 人 只 占 总 人 数 的 百 
分 之 三 十 七 点 九 。 其 余 百 分 之 六 十 二 点 一 的 人 ， 除 了 一 部 分 
是 因为 年 龄 未 满 二 十 和 有 特殊 疾病 的 以 外 ， 大 多 数 都 是 在 财 
产 、 选 举 税 、 人 头 税 、 居 住 期 限 、 以 及 教育 程度 等 等 不 合理 
的 条 件 限制 下 , 失去 选举 权 的 。 而 被 各 种 蛮横 的 手段 夺 去 选举 
权 的 黑人 数目 更 是 多 到 不 可 胜 数 。) 而 实际 参加 投票 的 人 数码 
只 有 九 千 一 百 太 十 二 人 ， 不 到 应 投票 人 数 的 百 分 之 五 。 这 一 
个 数字 在 我 国有 风 以 来 的 选举 上 还 是 室 前 的 。 据 说 明 ， 这 是 
该 城 正 流行 着 猛烈 的 霍乱 的 缚 故 。 至 于 为 什么 霍乱 会 影响 了 
选举 ， 这 个 间 题 并 没有 更 多 的 襄 明 。 

就 在 那 时 候 ， 我 收 到 了 一 封 信 ， 正 好 是 从 B 城 来 的 。 信 
后 的 署名 是 一 个 陌生 的 名 字 ， 然 而 这 却 更 增加 了 这 封 信 的 种 
秘 的 气味 。 为 了 更 好 地 识 明 后 来 发 生 的 事 ， 我 晤 意 把 这 封 信 
全 文 引 在 这 里 ， 


“敬爱 的 劳 融 哈 胖 先 生 ， 虽 然 我 不 认识 你 ， 然 而 我 却 知 
道 你 所 从 事 的 那 一 种 有 价值 的 工作 。 这 就 是 在 我 们 这 里 发 生 
了 这 件 离奇 的 事 以 后 ， 我 首先 想到 要 写 信 答 你 的 原因 。 

博 芒 我 居 上 说 到 事情 的 本 身 ， 在 每 一 个 B 城 人 的 心里 ， 
都 有 着 一 件 最 珍 吐 的 东西 ， 那 就 是 我 们 光荣 的 自由 神 象 。 据 
襄 ， 从 我 们 的 祖先 委 取 了 自由 的 那 一 天 起 ， 这 座 溃 象 就 和 我 
们 在 一 起 了 。 年 差 的 人 就 ， 讨 阁 是 在 过 去 那些 其 正 自由 和 境 
MH HT, BBCI, WZ dibs Aes at fae 
了 于， 再 也 到 不 了 。 BIN, AE LAHAT (FBR Se A AR, 
海 的 波涛 淘 涌 地 拍打 着 防 波 王 时 ， 种 象 的 哈 上 便 散 发 出 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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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 ALL LIB— HUN, 好 象 抽 是 一 对 火炬 在 那里 燃烧 。 
当 每 一 般 船 只 从 种 象 下 而 经 过 时 ， 船 上 的 水 手 和 客人 都 会 自 
动 地 脸 下 帽子 。 这 种 缆 ， 在 每 一 个 为 了 寻找 自由 而 远 远 来 到 
美洲 的 美国 和 人 心里， 无 疑 地 已 成 为 自己 理想 的 化 身 。 可 惜 那 
样 的 年 代 我 们 没有 幸运 见 到 了 。 从 我 还 是 孩子 的 队 候 起 ， 这 
座 种 象 的 眼睛 便 永远 是 那样 阴沉 地 凝视 着 大 海 。 据 说 这 样 的 
情形 是 从 那 一 天 开始 的 ， 那 一 天 ， 每 个 爱好 自由 的 美国 人 心 
里 都 蒙 上 了 沉重 的 黑 秒 ， 我 们 的 伐木 人 林肯 被 刺杀 了 。 那 一 
天 ，B 城 黄金 的 海岸 上 , 阳光 路 淡 地 人 敏 残 在 低 低 的 云层 后 面 ， 
海面 是 一 片 阴 霜 。 当 几 个 水 手 悲哀 地 蹲 在 岸 边 ， 望 着 无 边 淘 
消 着 的 大 海 时 ， 他 们 忽然 发 现 ， 那 平日 郊 耀 着 火焰 似 的 光臣 
的 自由 种 的 眼睛 ， 腕 也 变 得 那样 阴沉 器 淡 ， 仿 佛 也 与 人 们 一 
起 沉浸 在 巨大 的 悲 净 里 。 那 一 天 ， 人 们 都 跑 到 海边 去 ， 舍 不 
得 离开 。 仿 佛 每 个 人 的 心 都 在 那里 找到 了 同情 与 安慰 。 从 此 
我 们 B 城 的 人 便 坚定 地 相信 ， 这 座 神 象 懂得 人 们 心里 的 感情 。 
当 他 个 快乐 和 幸福 的 时 候 ， 它 的 眼睛 也 会 因为 快乐 而 辉 粮 着 
光 采 。 而 当 他 们 失去 自己 美好 的 一 切 时 ， 它 的 眼睛 便 会 因为 
翡 训 而 阴沉 暑 淡 。 而 事实 也 仿佛 在 设 明 ， 这 林 去 奇 的 传 设 是 
扶 实 的 。 当 近年 来 我 们 美国 的 人 民 一 天 比 一 天 更 贫 弱 ， 生 活 
一 天 比 一 天 更 姿 惨 的 时 候 ， 当 人 已 经 丧 失 了 人 的 每 严 ， 象 动 
物 一 样 出 卖 自 己 的 身体 和 灵魂 的 时 候 ， 当 三 K 党 党 徒 公然 地 
在 大 街 上 狂 吕 ， 把 黑人 吊 死 在 街灯 的 柱子 上 的 时 候 ， 我 们 神 
银 的 腿 及 也 ,一 天 比 一 天 更 加 忱 郁 ， 更 加 阴沉 了 。 每 当 我 们 看 
GE, 心 就 仿佛 在 下 沉 , 志 厦 和 自由 也 仿 佛 永远 离开 了 我 们 。 

而 我 要 说 的 最 奇怪 的 事 就 在 这 一 次 总 统 选举 的 时 候 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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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和 过 去 每 欢 选 举 一 样 ， 政 客 们 平时 忘记 了 人 民 ， 而 这 有 时 
侯 又 重新 想起 了 我 们 。 从 保险 箱 里 拿 出 了 早已 发 霉 的 民主 自 
由 的 诸 诗 ， 重 新 用 它们 来 欺 锯 我 们 。 议 阁 无 论 有 多 么 美 ， 但 
它 称 究 是 议 言 。 我 们 早已 看 穿 了 他 们 的 那 一 套 。 在 我 们 中 阐 
流行 着 一 句 老话， 管 他 是 基 子 还 是 大 象 ， 商 标 虽 然 不 同 ， 却 
是 一 样 的 货色 。 无 论 是 报 闪 还 是 无 简 电 ， 愿 意 喊 叫 就 尽管 去 
喊 吓 吧 | 既然 我 们 的 自由 神 还 没有 欢笑 ， 那 就 是 其 正 的 民主 
和 自由 还 没有 到 来 。 而 就 在 投票 的 那 一 天 早晨 , KAKA, 
et LAO RRP TRI A HOS, “ 快 看 吧 ， 两 角 钱 一 分 ! 民 
主 的 奇迹 ， 自 由 种 笑 了 ! 快 看 吧 ， 两 角 钱 一 分 1 "先生 ， 你 可 
以 想象 到 ， 我 们 是 怎样 被 这 个 消息 所 激动 了 。 成 群 精 队 的 人 ， 
从 大 街 小 苍 里 涌 由 米 ， 拥 挤 地 流向 海岸 。 这 一 天 ， 我 是 最 早 
到 达 海 边 的 人 们 中 的 一 个 。 那 时 候 ， 海 上 正 起 着 大 堪 ， 什 么 
也 看 不 网。 然而 海岸 上 已 黑 压 压 地 挤 满 了 人 , 耐心 地 在 等 侯 。 
尽管 流动 的 扩 寺 器 大 声 地 召唤 人 们 到 投票 站 去 投票 ， 大 家 动 
也 不 动 。 好 容易 等 才 散 了 ， 先 生 ， 你 猜 猜 看 我 看 到 了 什么 ? 
这 一 天 的 景象 是 我 一 生 中 也 忘 不 了 的 ， 我 个 的 自由 种 器 了 ! 
芙 芙 确 确 的 器 了 ! 那 时 候 海 面 非常 阴 赴 ， 器 还 没有 散 尽 ， 但 
已 经 可 以 看 见 ， 神 象 的 脸 上 ， 两 条 眼泪 阴 腹 地 内 着 亮 。 每 个 
人 者 看见 了 这 个 景象 ， 不 知道 是 什么 力量 ， 使 我 的 心 一 下 子 
那样 地 发 紧 。 有 眼泪 不 白 主 地 也 流 了 下 来 。 开 始 我 还 怕 别 人 看 
BY, AHS, MFO Ta. (GAB, 
几乎 每 个 人 都 和 我 一 样 ， 就 索 兴 痛 痛 快 快 地 器 了 起 来 。 这 是 
为 我 们 苦难 的 命运 悲伤 啊 ! AER MMe EN 

这 一 天 ， 投 票 是 整个 夫 台 了 。 人 们 里 够 了 , 护 干 了 眼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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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从 海 尾 下 该 回 家 去 了 。 没 有 一 个 人 上 选举 站 去 。 芭 后 政府 
看 到 实在 没有 办 法 了 ， 才 出 动 了 大 批 谷 察 强迫 地 赶 了 一 些 人 
去 。 

先生 ， 我 写 这 封 信 答 你 ， 是 因为 我 知道 你 是 专门 研究 我 
国 的 一 些 自由 种 光荣 的 历史 的 。 我 请 求 你 来 研究 研究 我 们 的 
自由 种 fE 我 们 的 新 象 一 定 会 是 所 有 的 自由 各 中 最 奇特 的 。 
她 一 定 不 会 使 你 失望 。 如 果 你 愿意 亲自 到 我 们 B 城 来 一 趋 ， 
那 玖 更 好 了 。 那 时 候 我 还 可 以 更 详细 地 把 当时 的 情况 主 输 你 
听 。 我 住 的 地 方 是 贫民 区 这 里 是 没有 门牌 号 的 。 如 果 要 找 我 ， 
到 临时 职业 介绍 所 前 面 来 好 了 。 在 那 漫 长 的 行列 里 ， 我 常常 
REBEL A TLR IY 0 

AEA AVE AP IH, BE RIN BIE SEY, 我 的 神 
经 很 健全 。 很 不 洱 地 要 了 一 个 麦子 , 更 不 幸 地 有 了 三 个 小 孩 。 
如 霖 个 是 从 运 ， 他 们 应 该 上 中 学 了 ， 然 而 现在 他 们 只 是 三 人 
Hilo 


BX Wile + 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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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接 到 这 封 信 后 ， 我 去 了 。 了 城 是 一 个 很 有 名 的 地 
方 ， 坐 火车 去 很 方便 。 虽 然 这 封 信 上 所 说 的 一 切 ， 开 始 并 不 
能 使 我 完全 相信 ， 然 而 它 仍旧 强烈 地 打动 了 我 。 我 是 不 爱 相 
信玄 奇 的 事 的 ， 然 而 我 感到 ， 这 决 不 是 一 入 普通 的 训话 ， 我 
应 该 去 把 它 弄 清楚 。 


eh lee 


读者 们 可 以 预先 推测 到 ， 我 这 一 舶 旅行 是 有 收获 的 。 不 
PAN is WEARS PMX HE AE. (GRE, REAR PR 
是 我 到 了 城 以 后 ， 几 个 月 苦心 搜寻 的 结果 。 有 些 材料 米 得 很 
意外 , 项 至 是 我 当初 决 汉 有 想到 会 得 到 的 。 而 缺少 它们 , 我 的 
这 址 旅行 殉 会 徒 范 无 功 。 看 来 是 “上 帝 ” 为 了 使 这 一 件 离 奇 
的 事 不 和 致 于 永远 成 为 千古 难 解 的 恋 ， 特 地 揭示 给 我 的 。 

应 该 特别 提出 ， 在 我 解决 这 个 种 侯 的 旋 团 的 过 程 中 ， 华 
饼 爱 先生 起 了 很 大 的 作用 。 我 一 到 B 城 ， 兢 果 丑 在 他 信 上 所 
说 的 地 方 找 到 了 他 。 而 更 应 该 感谢 他 的 ， 是 如 果 一 开始 没有 
他 那 篇 动人 的 信 ， 我 束 不 可 能 有 这 次 的 旅行 。 

在 我 动 政 以前， 我 没有 上 忘记 在 我 负责 保存 的 丰富 的 资料 
里 去 查考 了 一 下 关于 B 城 自由 种 的 材料 。 那 里 记载 的 很 简单 ， 
流 有 任何 特 出 的 地 方 :“B 城 自由 种 象 ， 公 元 1795 征 建立。 是 
我 国 芭 中 建立 的 和 月 由 种 象 忆 一 。? 

我 不 是 一 个 小 襄 家 ， 在 这 里 我 只 足 忠 灾 地 礼 述 了 一 些 事 
实 。 这 些 事实 也 许 不 仪 仅 对 历 风 学 家 有 兴趣 我 相信 对 于 一 
个 小 襄 家 ， 它 们 也 会 是 一 些 很 好 的 素 佬 ， 能 根据 它们 写 出 一 
篇 动 人 的 小 襄 。 但 是 我 现在 并 没有 这 个 企图 ， 攻 至 我 也 不 愿 
ek FEI ESE IM do SEE EG SE IX ER 
FRA AY AY St TTR oT BINH SEY Dy wae, Jar Be ae FE 
Ho AAI a A HE ZIM RS. BPR, 
RC HEBK TENE. (EL RPE LAN TR RE, AS KA —A4SSE 
国人 ， 永 还 也 不 能 知道 明天 他 将 发 生 些 什么 ? 

关于 这 件 事 木 身 的 英 实 性 ， 我 希望 不 至 于 有 人 怀疑 它 。 
最 好 的 证 明 ， 不 是 关于 这 件 事 ， 我 国 那 些 成 千家 的 说 说 的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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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上， 没有 一 个 字 的 于 载 。 这 就 足以 裔 明 它 是 千 质 万 确 的 。 

然而 尽管 报 狼 上 不 愿意 提 到 这 件 事 ， 但 是 在 人 民 当 中 ， 它 却 
Cm AR AY Fo 企图 在 历史 上 抹 仇 掉 这 件 事 的 人 ， 

态 记 了 人 民 的 口 是 捧 盖 不 住 的 。 


FHL TE Se INP SAE 


BPSAMTACARNE LS. THAYER, 
来 古 不 愉快 的 。 他 肥胖 的 艇 体 已 经 在 图 椅 里 不 耐 炬 地 转 来 炉 
去 ， 转 了 一 个 多 狼 头 了 。 在 他 那 副 平时 毫 无 表情 的 冰冷 的 面 
孔 上 ， 现 在 却 阴沉 地 控 起 了 眉毛 ， 挂 出 了 一 个 可 怕 的 恶毒 的 
独 笑 。 一 双 和 如 小 的 老鼠 有 眼睛， 念佛 要 被 挤 了 出 来 。 座 要 是 
现在 和 他 在 一 起 ， 看 兄 了 这 副 种 色 ， 一 定 会 不 刁 地 远 远 逃 
开 去 。 这 不 是 为 什么 窗台 旁边 站 着 的 那个 孩子 ， 全 身 会 象 发 
首 子 一 样 地 打 茶 拌 。 如 果 他 站 的 地 方 靠 门 边 近 一 些 ， 他 一 定 
已 经 溜 出 去 了 。 然 而 现在 门 正在 屋子 的 另 一 端 。 史 密斯 巨大 
的 图 椅 占 据 了 屋 了 于 的 中 央 ， 伤 佛 一 只 小 虫 落 进 了 蜂 蛛 巨大 的 
网 里 ， 已 经 无 处 可 逃 了 。 

一 阵 哆 坚 从 他 口 里 滨 了 出 来 : “再 给 我 限 上 去 看 ， 吉 散 没 
有 ? 个 好 好 看 ， 当 心 我 扭 掉 你 的 脑袋 。” 孩 子 一 声 不 响 地 的 
上 了 窗台 ， 挤 命 地 仲 出头 向 海上 望 去 。 最 后 ， 头 也 不 敢 回 地 
有 非 似 地 低 声 同 签 道 ,“ 没 有 ， 还 没有 散 呢 ?” 就 好 象 这 器 是 他 
MORE he HY EME LC IN 0 

See Sri mg Pa, 含糊 地 吐出 了 一 声 祖 吕 。 扯 过 了 那 张 
恰 在 他 膝 上 的 还 散发 着 新 侠 的 油 便 气息 的 报纸 来 ， 狠 狠 地 护 

一 151 一 


在 地 板 上 。 但 那 几 个 醒目 的 特 号 大 字 , 依然 跳 进 了 他 的 眼帘 。 


民主 的 奇迹 自用 种 微笑 


» PRA, FWIZA, IANA THE. ih Se atti 
te et rt 呀 ! 员 是 一 
出 稳 妙 的 笑 剧 。 他 婚 的 ， 为 什么 不 事先 息 到 这 一 -着呢 ? 他 在 
DASE RS ACL. PATHE HEARS, HE IAA AA, 
WEE PA Se PIE AAT RE HERTZ, ABLE UE ET 
WARY, xX — "FER. RR, FETE LR I 
LAR, AREAS LAA: “Ree, 
KEM” 

Sh, F—AMFsOO TATE ys. WDA. MELE 
MAGE LATE, DOTTROKR RR. ECR EVEN ARAL, 
Re HH By VS HOLD TEAS ENN AR NES 海中 
心 的 种 象 ， 依 然 看 不 清 一 点 影子 。 


一 场 重要 的 非 公 各 的 谈话 


只 要 看 一 看 客厅 蜡 爱 华 的 陈设 ， 厌 知道 是 末 到 了 一 位 百 
万 富 BRR cl, Fe EGE IN AE HSE AR FE 2b BH Ty Ee YH Tes 
BEE AE TG Ai et ETT PRA MES. AR AKA CBE &, 
sty dchiah ms uaeans TEM AIA FECA EL. FA 
PSs f oIX IEA APES TE ae ANY A Th — JB LS GAT, 
FF AA BB ES i eG A Py veg FL IM SE FREY 


mabe 


DLE ith. 
RALAEFBI ADE UES Bas BEE LE B 城 的 办 
ji. 
NY SIT BCT AO ARC TIN BE, AGENT BP ME AS AA FE 
过， phase WL ADS, MOTTE BR HP 
ee ech NAc dag east hh 
| 本 ad. ICI STEP HT, AE — a 
EL, 4 Beh BE 全 一 样 史 驱 体 比 起 来 ， 肥 胜 的 史 
密斯 竞 显得 象 一 只 瑜 玩 的 哈巴 狗 了 。 龙 其 是 当 他 走 进来 时 脸 
上 上 所 这 的 那 种 四 届 卖 娟 的 秋色， 更 容易 今 我 们 想到 这 一 点 。 
对 于 哈巴 狗 ， 杯 子 有 上 时 龙 不 客气 的 。 还 没有 等 史密斯 坐 
By Bh wtie ef: 
WK FO AE RE REI RD. KALB 
到 洲 有 ， 这 一 次 的 选举 搞 得 象 什么 样子 ?” 
“报纸 和 和 无线电 都 已 经 卖 了 最 大 的 气力 了 ， 各 种 办 法 也 
者 使 尺 了 ， 但 是 什么 效果 也 没有 。 中 是 一 批 拨 木 的 东西 。 无 
eer eet res 他 们 谁 也 不 相信 。 干 脆 对 我 们 
这 套 把 戏 不 感 兴 下 。 我 看 这 次 能 有 一 伯 的 人 投票 就 是 好 的 
oy 
多 逊 气 喇 咕 地 泛 有 桂 作 声 。“ 乒 ”的 一 声 把 手 里 的 大 象 
防 子 殷 在 果子 十 ， 噶 息 地 站 起 来 走 了 儿 步 。 他 往 窗外 望 出 
picid aac a 
FA, JEAL rae K 
— TOC BRA Sy mince EPROM ABER ESE, 
Te i as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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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 象 碰 到 了 购 , WHY SEI HEE LEONA EER Ko 
我 昨天 绝 过 海边 时 ， 六 自 下 去 看 了 看 ， 慌 上 晴 其 阴郁 得 怕人 。 
这 该 死 的 老 废 物 其 是 我 们 三 十 此 和 美国 文明 的 耻 压 ! 面孔 都 
快 被 风雨 便 光 了 ， 却 还 留 着 它 在 这 里 做 种 做 鬼 。 鞭 是 早 就 访 
把 它 泛 下 海 去 。 没 有 它 我 们 的 选举 也许 早 就 热风 起 来 了 。” 

罗 进 猛 地 所 过 身 来 ， 迅 捷 得 和 他 那 肥大 的 身体 炊 毫 也 不 
相称 ， 

“ 扶 亏 得 还 有 人 在 我 面前 说 你 有 一 副 聪 明 的 头脑 ， 依 我 
看 你 彻头彻尾 是 一 头骨 子 。 帮 着 这 样 好 的 机 会 你 不 去 利用 ， 
却 尽 在 这 里 叫 什么 办 法 使 尽 了 。 难 道 你 以 为 我 也 会 去 喜欢 
那 块 宝 具 的 石头 ， 然 而 既是 人 们 相信 它 , 我 们 就 正好 利用 它 。 
而 你 却 喷 着 什么 此 把 它 适 下 海 去 。 如 果 仪 仪 为 了 做 这 种 事 ， 
我 们 就 不 用 花 钱 养 着 你 们 这 样 多 的 人 了 。 史 密斯 先生 ! 就 在 
选举 的 前 一 天 上 晚上， 人 不 知 鬼 不 觉 地 派 几 个 人 下 海 去 ， 用 头 
等 的 白 潜 给 那 怪物 的 眼 晴好 好 地 加 一 次 光 。 第 二 天 报 耗 无 线 
电 都 可 以 求 上 一 条 头号 新 闻 ， 民主 的 事迹 ! 吓人 们 到 海边 去 
看 看 那 怪物 发 光 的 眼睛 。 哼 ， 这 岂 不 是 一 篇 头等 的 文章 ， 胜 
过 你 那些 无 聊 的 千 敌 一 律 的 议 话 一 万 们 1” 

史密斯 入 在 沙发 上 ， 也 币 罗 示 这 突 发 的 思想 惊 呆 了 。 一 
时 葛 尾 恼 自 己 为 什么 没有 早 想到 这 一 点 ， 只 有 现在 才 被 这 肥 
头 油 脑 的 老家 伙 襄 出 来 。 事 情 看 起 来 ， 不 是 最 简单 清楚 不 过 
的 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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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密斯 先生 在 傅 头 上 


PUP REIS, BE Her, FT, 
FP RE — HA a eB 9 Be UK EPR, RL 
车 窗 , (WE tate Al 7 BR Te ATS RRA 
AWARDS, (ORT TWN Bei. —RBA RAE. 
TERT OSS 9 (th, BASAL HH I EAE. ZBI AT 
FRA, ARATE ZBL E St, AP RARER, HEE ED 
外 已 指 到 每 小 时 一 百 二 十 公里 了 ， 可 是 他 总 觉得 车 子 好 象 还 
没有 移动 似 的 。 炎 知道 元 论 怎 样 , 这 些 蜗 是 一 件 动人 的 事 啊 | 
目 由 各 的 微笑 ， 多 美 呀 ! 这 值得 上 一 首 好 诗 。 至 于 为 什么 报 
秋 会 在 器 散 以 前 就 知道 了 这 件 事 的 问题 , 是 不 值得 去 考虑 的 。 
民众 的 头脑 是 简单 的 ， 只 要 老 散 了 ， 他 们 扶 看 到 了 自由 种 的 
微笑 ， 那 么 他 们 是 不 会 去 间 这 一 点 的 。 哪 一 次 重要 的 事件 不 
都 是 这 样 ， 沦 息 都 发 表 在 事件 发 生 之 前 。 民 众 早已 习惯 这 种 
情形 了 ， 就 好 象 只 有 这 样 才 是 最 自然 的 事 。 无 论 如 何 ， 他 这 
一 交 是 瓜 在 他 的 同行 们 的 前 而 了 。 他 想象 得 出 ， 他 们 会 怎样 
SUL We fel 

海边 早已 挤 注 了 人 ， 上 比 他 想象 的 还 要 多 。 刚 到 海 涯 ， 还 
没有 等 他 跨 出 车 诊 ， 一 个 他 熟识 的 记者 , 也 是 他 的 一 位 敌手 ， 
渴 姆 斯 便 急 急 地 向 他 跑 来 。 他 的 身躯 长 而 着 便 ， 一 面 气 嘴 ， 
一 面 拱 着 汗 : 

“ARS APE, GRAPE, 你 知道 了 吗 ?” 

“Fel, Karte: 也 太 有 趣 了 。” 他 忘记 了 自己 才 来 ，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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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 接口 说 。 

“MS, EAT? 这 一 来 今天 的 选举 可 全 精 了 。?” 

“为 什么 ?他 不 禁 隐 了 一 惊 ，“ 为 什么 会 糟 ， 不 是 会 更 好 
路 ? 

“我 看 你 时 ,大 松 还 以 为 你 报 上 的 滨 息 是 千 员 万 确 的 ,不 
知道 这 里 所 发 生 的 事 吧 ? ”汤姆 斯 丛 笑 着 说 :“ 等 你 亲自 来 看 
看 ， 你 融会 知道 这 是 一 件 怎 样 有 趣 的 事 了 1! ” 

史密斯 完全 梓 弄 采 了 ， 全 身 渔 着 痊 汗 。 一 种 不 裤 的 预感 
开始 侵 姿 着 他 ， 他 不 由 地 跟着 渴 姆 斯 向 码头 跑 去 。 

伪 头 上 每 个 人 的 面孔 都 那样 严峻 ， 包 学 着 一 种 深沉 的 莫 
成 。 一 句 简单 而 沉重 的 话 : 自由 种 流 眼 钼 六 ?被 用 来 告诉 葵 
每 一 个 新 来 的 人 。 人 们 正 不 断 地 从 城市 各 处 沁 到 码头 。 由 于 
先 来 的 人 太 多 ， 硒 头 已 被 占 满 ， 他 们 已 无 法 看 到 海 了 。 自 由 
种 流 眼 泪 了 ! ”“ 自 由 种 流 眼 泪 了 ! ”这 声音 象 一 阵 隐 雷 在 人 群 
的 头 上 深 来 深 去 ， 只 要 你 一 挪动 位 置 ， 丈 会 被 当做 是 新 来 的 
人 ， 马 上 四 周 的 人 便 不 移 而 同 地 把 这 名 话 告 诉 你 。 史 密斯 挤 
从 地 挤 向 码头 ， 儿 乎 被 这 句 话 弄 得 疾 狂 了 ， 人 恨不得 杀 死 这 里 
的 每 一 个 人 。 当 他 图 于 挤 到 码头 的 边缘 ， 面 对 着 淘 涌 的 大 海 
时 ，- 一 和 判 那 问 他 自己 也 不 禁 被 面前 动人 心魄 的 景象 震 摄 仁 了 。 
器 虽然 已 经 散 开 ， 天 上 的 云层 依然 很 厚 , 阴沉 地 铀 章 着 大 海 ， 
海面 是 灰色 的 ， 电 息 地 吐 着 沉重 的 泡沫 。 禹 象 庄严 地 诀 立 在 
海 心 ， 在 明 沉 的 背景 下 念佛 显得 更 加 巨大 了 。 在 那 透 过 云层 
的 微弱 的 日 屋 光 逃 的 喘 照 下 ， 可 以 清楚 地 看 见 ， 两 条 白色 的 
HIYA, TER ee TULA ee BAA 0G, AR ee He as yi At 
KO ATE. tibial, WSR ESTA, R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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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地 哭泣 。 他 不 自 禁地 开 上 了 眼睛 ， 不 敢 再 看 。 等 这 一 刹 那 
的 幻象 过 去 ， 理 知 重 新 控制 了 史密斯 的 头脑 ， 他 开始 在 心中 
狠 狠 地 名 器 起 那个 该 死 的 潜 匠 。 鬼 才 知 道 什 么 条 故 ， 咱 夜 涂 
上 的 白 漆 苋 没有 干 ， 沿 普 种 象 的 耐烦 流 了 下 来 。 然 而 现在 已 
经 不 容许 他 多 去 想 了 ， 当 前 的 情势 很 严重 ， 再 发 展 下 去 将 不 
堪 设 想 , 必须 马上 来 想法 对 付 。 些 腕 他 不 愧 被 称 为 阴 谨 人物 中 
的 老手 , 立刻 就 想到 了 一 条 最 好 的 退路 。 那 是 每 闪 这 种 爆 砍 的 
场合 都 被 用 来 作为 他 们 的 万 灵 救 命 药 的 。 这 不 又 是 一 次 共产 
和 攻 的 阴谋 吗 ? 于 是 他 用 力 地 排 开 了 身边 的 人 群 , 跳 上 了 一 -个 高 
EEO AVY HL, 向 周转 的 人 群 大 声 地 碱 道 ; “合众国 的 公民 们 , 对 于 
眼前 你 们 看 到 的 这 种 可 悲 的 景象 ， 千 万 别 相信 。 这 是 共产 党 
的 阴 谍 ， 从 东方 来 的 阴 谨 ……” 没 竺 他 襄 完 , 他 的 声 冯 就 被 人 
群 里 发 出 的 愤怒 的 “ 滨 组 “的 明志 所 打 断 ， 伪 佛 是 一 隘 向 他 滚 
过 来 的 可 怕 的 雷 吼 。 他 被 这 种 懂 从 的 声 亚 和 阴沉 的 眼光 所 吓 
倒 了 。 急 忙 从 船 墩 上 跳 下 来 , SUE TAA, 向 他 的 汽车 挤 过 去 。 

车 到 第 一 个 可 山 ， 就 售 了 下 来 。 史 第 斯 探 出 头 来 ， 对 向 
他 走 过 来 的 警官 气势 测 测 地 叫 道 ,“ 猪 铬 ， 你 难道 不 知道 这 里 
共产 党 正在 阴 褒 策划 着 暴动 吗 ? 快 打 电 应 居 潜 武 闭 警察 出 动 ， 
把 暴徒 们 解散 。 马 上 逮捕 为 首 的 腓 徒 。” 蔓 明 其 妙 地 所 了 -- 顿 
痛 叫 的 警官 正 想 质问 ， 史 密斯 局 上 露出 联邦 调 术 局 人 员 的 了 且 
吧 ， 人 警官 赶紧 行 了 一 个 礼 ， 跑 去 执行 命 合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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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就 跟着 父亲 ， 学 成 了 一 个 漆 匠 。 他 的 技艺 在 他 这 门 行业 中 
是 很 少 有 人 能 比 的 。 但 是 这 一 点 也 并 汉 能 保证 他 的 径 常 收入 ， 
他 的 生活 也 没有 跳出 “悲惨 ”的 圈子 。 他 今年 已 四 十 多 岁 了 ， 
但 还 没有 成 家 。 按 着 人 们 的 说 法 ， 到 老 还 是 一 个 “光棍 ”。 这 
就 使 他 的 生活 有 了 两 种 新 的 改变 ， 第 一 ， 他 开始 经 常 到 酒店 
去 ， 井 且 很 快 地 在 他 的 名 字 前 面 被 人 加 上 一 个 “ 酬 鬼 ” 的 和 炉 
Bs BB, MIRA HE <I SESE”. Ora RM 
里 的 买卖 ， 就 是 说 这 种 活路 是 不 能 在 光天化日 下 干 的 ， 只 能 
在 黑夜 里 偷偷 地 干 。 那 就 是 专门 答 盗 卖 汽 车 的 窃贼 们 做 改 头 
换 面 的 工作 。 要 在 一 两 个 鳞 头 ， 有 了 时 甚至 几 十 分 鱼 以 内 ， 焰 
一 辆 刚 盗 来 的 汽车 效 个 换 一 个 面 月 。 做 这 种 工作 ， 不 但 需要 
技艺 熟练 、 高 明 ， 而 且 还 得 有 胆量 。 对 于 这 两 者 ， 汉 斯 都 是 
不 缺乏 的 。 因 之 也 正和 在 饮酒 上 一 样 ， 在 这 种 黑暗 里 的 买卖 
上 ， 他 也 很 快 地 成 为 一 个 不 可 多 得 的 能 手 。 

一 向 胆量 大 ， 从 来 不 知道 害怕 的 醇 鬼 汉 斯 ， 今 天 却 好 象 
Past TUM OS, AUS OAL TT ELSE THE 
Hy TFB WIE PT AEE, ALE EK 
Pe Piss, FRI ELLA A CLA Be PRT —) 
PEAR HE WE AULA LL, BBE ye PC i BE BT PA LE A SAH HP 
Heo AWAIT UBKAA T HPCE ARTE AM ARAL. MEK 
We: ie A fy — AS EAS ee AR yA AS aS 
FR, BLE LL ULI I Ge 3 LAMA He aS eA eH 
追 想 下 去 。 

他 如 得 已 经 是 深夜 了 ， 只 是 由 于 多 喝 了 两 虚 酒 ， 他 才 没 
有 回 到 床上 去 ， 而 干脆 就 醉 倒 在 桌子 be. AER L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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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 了 很 入 ， 最 后 门 被 打开 了 ， 进 来 的 人 不 止 一 个 ， 都 蒙 上 假 
面 。 了 立时 把 他 弄 醒 ， 由 他 把 头等 的 白 梁 带 上 ， 跟 他 们 走 。 他 
本 来 哪儿 也 不 想 去 ， 然 而 人 家 都 带 着 大 口径 的 手枪 ， 他 知道 
一 定义 是 一 村 紧急 的 大 头 卖 ， 顶 好 还 是 不 开口 为 妙 。 他 在 迷 
迷糊 糊 里 也 瑟 记 间 要 带 白 读 去 做 什么 y 难道 还 有 汽车 要 涂 成 
白色 的 ? 他 只 岳 到 潜 柜 里 ， 把 一 饶 调 制 好 了 的 和 白 漆 拿 上 ， 他 
们 焉 把 他 带 走 了 。 忧 必 里 他 被 带 到 了 海边 ， 人 家 把 他 推 上 了 
一 只 找 晃 的 小 船 。 这 时 候 被 冷 冷 的 海风 一 歇 ， 他 才 清 醒 了 一 
些 ， 发 现 人 家 是 带 着 他 向 海中 心 的 石 象 划 去 。 划 到 那里 去 做 
什么 ? 他 想 疾 ， 他 看 到 强盗 们 都 一声 不 响 ， 义 没有 敢 开 口 。 
到 了 石 象 脚下 ， 为 首 的 绽 面 人 才 告 诉 他 ， 带 他 来 是 为 了 叫 他 
给 种 象 的 眼睛 加 一 层 白 潜 。 为 什么 这 样 做 他 可 以 不 必 间 。 做 
好 了 有 一 大 笔 钱 ,但 是 他 必须 记 住 ， 如 果 他 还 想 活 下 去 的 话 ， 
这 件 事 就 不 许 对 任何 人 就 。 在 他 这 一 生 中 ， 干 过 的 所 诅 黑 脱 
里 的 买卖 也 不 少 了 , 他 从 来 就 没有 宕 怕 过 。 他 自己 也 设 不 上 ， 
为 什么 这 一 次 他 的 心 蔓 跳 得 这 样 厉 害 。 一 开始 他 就 不 想 干 这 
件 事 , BEAT AW EE ZEEE BRM, 从 小 他 就 听 到 了 关于 这 个 种 
RTE io AMIE ER Ye ALLE Ah, Ge he ee FR 
种 茎 的 东西 。 然 而 现在 人 家 带 着 松 ， 双 在 这 个 深夜 的 海上 ， 
不 会 允许 他 痪 不 干 就 不 干 的 。 在 他 面前 ， 就 是 种 象 互 关 的 身 
影 ， 一 到 也 不 动 地 沉默 地 乃 立 若 。 他 只 好 自己 葵 自 己 壮 胆 ， 
怕 什 么 ? 不 过 是 一 块 普通 的 石头 罢了 ! 然而 当 他 不 上 高 高 的 
石 座 的 时 候 ， 仍 然 感到 自己 的 手脚 都 在 发 拌 。 当 最 后 他 和 五 
稍 奋 对面 地 站 立 着 的 时 修 ， 他 感到 和 神 象 的 两 只 眼睛 ， 是 那样 
悲伤 而 又 严峻 地 凝 说 善 他 , 他 和 不禁 巩 恨 地 并 上 了 自己 的 两 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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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上 时候 下 面 已 经 在 恶 声 地 催促 了 ， 他 不 得 不 勉强 自己 抬 起 字 
Be Ft try A A po ira sass 
ABIX, [Ly NRE iat PRS, =B UR AB oe Fae 
Heo GEA, 11 ECT EFF AS Bs AT 426, Se Te pe BA GA, 
TEASE BB I Be AEE SSA Ns FE RIB HG 
FURTAA. (LM fF, FER FP. TE A 
什么 也 疫 有 总 ， 一 下 就 象 发 热 病 一 样 地 拌 着 。 现 在 ， 那 可 怕 
的 约 芝 又 重新 闻 到 了 他 的 眼前 。 他 拓 命 地 用 手 一 择 ， 想 把 它 
赶 开 。 精 果 是 “ 正 ” 的 一 声 ， 白 次 的 泗 杯 被 摔 在 地 上 ， 粉 碎 
Jie 

— HBR ERIN? 太 可 怕 了 ! ”重新 抬 起 头 来 的 
汉 斯 ， 想 挣 扎 着 给 自己 找 条 出 路 。“ 这 一 切 不 过 是 一 场 亚 梦 ， 
我 不 过 省 晚上 多 喝 了 两 忠 酒 。 对 ， 只 不 过 多 喝 了 两 忠 酒 , "他 
搁 晃 地 天 起来， 走 近 法 柜 去 ， 想 给 自己 的 想法 转 到 根据 。 当 
Fir_—FTIE, CLOGTAMLUL Me. FR Zar MRI 
了 的 犁 漆 还 封 得 户 六 地 帮 在 那儿 。 什 么 事 也 没有 ， 他 哪里 也 
没有 去 。 他 抱 着 泓 骏 回 到 桌 边 ， 又 灾 又 笑 起 来 。 

这 时 ， 门 突然 开 了 ， 一 个 人 走 了 进来 。 一 声 不 响 地 走 到 
汉 斯 的 身后 ， 一 把 扳 住 他 的 霄 头 ， 亚 狠 狠 地 阴沉 地 喝道 :“ 老 
混蛋 ， 昨 晚上 你 把 什么 东西 给 涂 在 石 象 脸 上 了 ?” 汉 斯 一 下 子 
下 新 民 仁 了， 接着 又 哈哈 大 笑 起 来“ 别 匈 我 ， 你 找 错 了 人 。 
(ADA A MEN EBB Ue ds. TRG, ROMA 
SRIRAM EI a HB, BA 
哈 大 笑 起 来 。 

“eI fe 识 的 些 什 么 购 话 ? 什么 调 好 了 的 白 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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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 BEA, yA wal fA AAR tA al 
这 个 白 梁 里 已 经 放 进 HH, BANE, RETA SO” 

“过 次 ME GH : 、 6 sae PAY ee?” 

wees eet JH Pe 2, “AB PERLE, RE SD AT 
FA BET CRI’ 

HB BE / oe 力 一 推 ， 汉 斯 a 
bo “WA EH, Aa TIN Mei Eee LE 
这 个 老 混 重 ! ” 


疫 有 什么 ， 只 是 一 场 鹤 乱 


Som, Aer nks Oy ra ae. wa TUR Re 
听 完 就 给 扔 下 了 。 显 然 也 ， 情 闹 仍 治 丰 好 再 

网 逢 斯 正 沪 开 地 站 在 劳 。 他 网 从 报 第 里 被 由来 ， 正 必 
惊 胆 战地 淮 备 着 控 咬 。 

BRT pom a Wo, UA ZEN R HU Pepe OS 
— ABR Ws FE, AY PPA be DT EP ATE ASI HR, flo te Se op 
Hh False 

“HARRIS RCE EAE ie? OT GEL” 

“KFA EE i, BE, GRP ee ASAT K 
BH Gt ese eee? 2? 

ABET Faxed, 2 thse PBK. 

“th, SEF ices Rae A ROP, PRA A 
给 自己 再 宣传 宣传 旺 ? 共产 党 ， 共 产 党 ， 有 让 会 相依 ? 相反 
的 这 性 一 来 ， 全 美国 有 明 大 都 会 puter fo — iil, Tati 


aie eens 


报纸 还 是 无 线 电 ， 对 于 这 件 事 一 个 字 也 不 许 提 ! ” 

“那么 我 们 怎么 来 解释 这 次 选举 空前 的 失败 呢 ? bE 
生 ! 要 知道 直到 现在 ， 投 票 的 人 还 不 到 一 万 哪 !” 

“ 疫 有 什么 ， 史 密斯 先生 ， 值 不 得 大 惊 小 怪 。 只 是 一 场 
fehl fH?” 


EAE AH Bey 


FAS BAH FSSC OL I RY, HUE 
Baws. AinvesIMARKABBAIL. WRB 
无 几 ， 是 说 在 那里 还 有 儿 十 个 服务 的 工作 人 员 和 摄影 记者 ; 
还 不 能 说 是 连 一 个 人 影 也 没有 。 

JULES BE, IE SREY, Be TE 
站 的 门 前 。 象 一 队 排 列 整 齐 的 卫兵 ， 守 卫 着 一 所 禁 宫 ， 不 访 
一 个 人 走 到 近 前 来 。 

”从 上 午 以 来 ， 这 里 也 份 弥 有 过 儿 阵 热 关 的 时 刻 。 那 就 是 
当 武 装 警 察 出 动 到 海边 ， 把 “暴徒 们 ”一 批 批 赶 到 这 里 求 投 
票 的 时 候 。 如 果 那 些 人 都 投 上 了 票 ， 今 天 的 投票 数字 也 就 可 
VISTI To SERRE SE IZ, BAB YES AE 
SAN EAE ER ALA KARI “SPER? FARE ARE RIEL 
文 的 “低能 儿 ” 以 及 共 他 一 些 种 种 没有 选民 资格 的 人 。 而 最 
后 ， 就 问 这 些 人 也 都 时 不 来 了 ， 选 举 站 就 一 理 冷 清 了 下 来 。 

天 源 渐 腊 了 。 路 头 的 转角 上 ， 出 现 了 一 柄 美丽 的 大 型 的 
雪佛兰 ， 杜 满 了 彩色 的 族 带 。 车 头 上 是 共和 党 候选 人 艾 森 豪 
威 尔 的 巨 幅 画 象 。 在 车 的 顶 莲 上 上 ， 坐 着 一 个 打扮 得 十 分 妖 烧 

6g 


的 年 轻 女 人 。 在 这 十 一 月 寒 闪 的 黄 后 里 ， 她 那儿 乎 完全 赤裸 
着 的 肉体 蕊 经 冻 得 友 柴 。 在 那 已 经 竺 全 的 本 是 十 分 丰满 的 大 
腿 上 ， 僵 加 触目 地 显 出 儿 个 大 字 ;“ 艾 克 AD, 我 受 你 !” 当 它 
踢 蜡 地 叫 着 驶 过 来 ， 选 举 站 的 人 都 开始 无 精 打 采 地 站 起 来 ， 
收拾 东西 。 这 是 最 后 的 一 址 宣传 车 回来 了 ， 一 天 的 工作 精 束 
Tx 

4 EFS Sk Tet Ti AY KT CS 0 SEKI THE: 
AY 7a GFP eee EK. MICE FI Pee, Mie 
Pe PK rete, REP RR TE. APA A a 
唱 起 来 : “FAT PAAR ga EAI A ASE Re” Fe BE PAE 
PA, ASMA RA, BFR A RY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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